


创客运动









The Maker Movement Manifesto:Rules for Innovation in the New World





of Crafters,Hackers,and Tinkerers





（美）哈奇（Hatch,M.）　著





杨宁　译




ISBN：978-7-111-50234-0


本书纸版由机械工业出版社于2014年出版，电子版由华章分社（北京华章图文信息有限公司，北京奥维博世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全球范围内制作与发行。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客服热线：+ 86-10-68995265

客服信箱：service@bbbvip.com

官方网址：www.bbbvip.com

新浪微博 @华章数媒

腾讯微博 @bbb-vip

微信公众号 华章电子书（微信号：hzebook）






目录




推荐序　创客：现在，轮到原子世界唱大戏了





致谢





创客运动宣言





引言





第1章　创客宣言





创造





分享





给予





学习





工具升级





乐学





参与





支持





变革





第2章　释放创新力





一个价值64000美元的问题





防水布夹





关键在工具





外包，内包，家家包





昙花一现





免费的创新





含义





第3章　实践社区





空闲时间





新型办公室





创业加速器





创意集群





雏形设计小组





偶然性的公司形成模式





一种新型社区的诞生





第4章　知识，学习，控制，智力





知识





信息





学习





控制





一个人的产业革命





智力





第5章　助燃创新力





众筹业务





Kickstarter网站





阿里巴巴





ETSY





Yes　and　Yes　Designs





你还在等什么





创业周末





开放式创新





延长版创业周末





风险投资的未来





就业法案对创业公司筹款所造成的影响





第6章　工具和信息的民主化





价格更便宜





功能更强大





操作更简单





含义





开放资源型硬件





社区





结果





第7章　职业–业余配对制的兴起





Hugalopes公司





广场





职业–业余混搭制





群聚系统





困难不是障碍





喷气式背包





能折叠的独木舟





丹尼





第8章　分布式生产和柔性生产





3D打印





3D打印机的类型





家庭3D打印





三维世界里的制造业





3D打印枪支——我的天





DARPA





金考对于制造业的借鉴





渠道





自组装可编程物质





一个适宜生活的伟大时代





第9章　加速创新





合作





与大学建立联系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为了一个更好的模式





斯坦福大学d.学院





Embrace





Solum





Driptech





社区资源





再上一层楼





基金会





作为催化剂的创客空间





第10章　参与带来改变





媒体的乐趣





STEM





迷你创客嘉年华大会





Brightwork





你得创造点什么





软件





3D打印机





你还可以种点东西





创客假期





搬家





放手去做





LittleBits、Adafruit和Arduino





社区大学





骇客空间





我的故事





结语





关于作者





注解






推荐序　创客：现在，轮到原子世界唱大戏了



过去近半个世纪里，我们每个人都亲身感受到了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以及它给这个世界所带来的非凡改变。1995年网景上市，Web时代的来临加速了互联网的普及，那时全球网民才不过1600万人，到2015年全球网民已经高达30亿。仅仅才20年的时间，全球就有近一半人冲进了比特世界，这场史诗般的大迁徙是人类历史上史无前例的壮举。

与互联网世界里风起云涌、瞬息万变的加速度发展相比，原子世界的发展则多少显得有些沉闷。恰如彼得·蒂尔所言，我们曾经期待得到会飞的车，如今得到的却是140个字符。

富有讽刺意味的是，互联网诞生于1969年，正是在那一年，人类登上了月球。

原子世界的这一跨越实现了人类文明进程中曾经只被视为神话的目标，由此激起了世人对原子世界更多进步的狂热期待。尴尬之处也正在于此，我们的脚步踏上了月球，这确实很伟大，可惜的是直到今天，我们的脚步却再没有迈得比月球更远一些。在过去的数十年里，互联网或者虚拟的比特世界几乎成了进步发展的代名词，离开互联网看原子世界的改变基本乏善可陈。

所幸，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近年来轰轰烈烈兴起的创客运动，已经让我们看到历史发展的汹涌大潮从虚拟的比特世界重新排山倒海地冲回现实的原子世界。

得益于创客运动，从创意创新到现实变革的路径变得越来越短。过去也许只有类似爱迪生这样的天才才能用创意创新改变世界，但今天许许多多的爱迪生也许就坐在我们身边，不经意就能用非凡的发明改变世界。这也给个人发掘自己的潜能，或者是开创自己的事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机遇。

创客运动的兴起首先还是和互联网有关。今天的互联网发展早已经超越了Web，进入产业互联网时代。得益于智能设备、移动互联的兴起，互联网变得无时无处不在。其商业应用也早已经超越了Web时代流量变现的营销范围，而深入研发、生产、制造、物流仓储、客户服务等商业全环节，渗入原子世界的各个角落。

尤其3D打印这样新兴的技术，已经鲜明地体现了原子比特化的趋势。这也就意味着，原子和比特的边界实在模糊，所以过去在比特世界里经历的突飞猛进，有理由推测在未来的原子世界里也会上演。

马克·哈奇在这本《创客运动》中讲述的就是这样的故事，他是赫赫有名的创客空间技术工坊（TechShop）的首席执行官和联合创始人。

与其将创客空间技术工坊视为给创客们提供工具、软件和工作间的地方，还不如将其视为把创客与创客、创客与创意、创意与工具等连接了起来，形成的一个生态圈，让各种创客、创意、工具、灵感等组合的可能性呈几何量级增加，大大提高了创意创新诞生和实现的可能性。此外又大大降低了创意创新产生和实现的成本，这种成本既包括现实可见的资金成本，也包括信息获取成本、迭代纠错成本等。

这本《创客运动》在中国的出版有非常积极的意义。2014年，芬尼克兹和易宝支付启动互联网大篷车，在全国巡游做产业互联网启蒙，推动传统产业互联网化时，我们就接触到不少创客，尤其到了深圳、广州等地，这样的氛围就更为活跃。

我们可以感受到，创客当前在中国的发展正面临前所未有的机遇。

一方面，中国本身是制造大国，而互联网的发展并不逊于欧美，从产业本身而言就很有根基。另一方面，我们常言社会进步始于技术创新，而成于金融创新。互联网金融在中国的崛起给创客运动的发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因为今天创客运动的很多主体是从个人、小团队、小微企业起步，互联网金融为他们提供了个性而灵活的支持，这将与传统金融结合起来，为从两三个人起步的小团队成长为世界级的企业提供全金融支持的体系。

在过往，发明史都只是为改变世界的天才而写的，仿佛大众的宿命就是要感恩少数拥有超凡智慧的精英。但创客运动会让我们相信，即便不是所有人，能拥有创意创新的力量而改变世界也绝非少数精英的专利。到类似创客空间技术工坊这样的地方去溜达溜达，兴许你就找到了成为下一个爱迪生的灵感，每个人所拥有的改变世界的能力，其实都比我们自己所知道的要强大！

易宝支付联合创始人　余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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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还有一群非常出色的咨询顾问，他们为技术工坊和我本人提供了许多不同的帮助：道格·波什（Doug Busch，董事会成员）、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川崎盖（Guy Kawasaki）、诺兰·布什诺尔（Nolan Bushnel）、埃里克·冯·希培（Eric Von Hippel）、乔·潘（Joe Pine）、杰瑞·格拉玛格里亚（Jerry Gramaglia）、布里斯·沃纳科特（Bruce Wonnacott）、陶德·奥多（Todd Ordal）和菲尼克斯·万（Phoenix Wang）。

感谢所有技术工坊的朋友，包括鲍勃·乔纳森（Bob Johanson）、米基·迈克玛纳斯（Mickey McManus）、《创造杂志》团队、九北通信公司（North of Nine Communication），我们在奇点大学（Singularity University）的朋友们，考夫曼的莱莎·米歇尔（Lesa Mitchel）、傅平（Ping Fu）、尼克·平克斯顿（Nick Pinkston）、詹姆斯·麦凯维（James McKelvy）、帕特里克·巴克利（Patrick Buckley）、陈珍（Jane Chen）、泰勒·卡夫纳（Taylor Kuffner）、帕特里克·马龙尼（Patrick Maloney）、布莱·帕蒂斯（Bre Pettis）、阿亚·戴尔（Ayah Bdeir）、洛根·麦克劳（Logan McClore）、弗兰克·派勒（Frank Piler）、洛伦·肯尼迪（Loren Kennedy）、利亚姆·凯西（Liam Casey）、丽莎·甘斯基（Lisa Gansky）、尼尔斯·尼尔森（Niels Neilsen）、黛博拉·库里南（Deborah Cullinan）、玛丽·苏利文（Mary Sullivan）、迈克·罗（Mike Rowe）、杰夫·坎普勒（Jeff Kempler）、迈克尔·文图拉（Michael Ventura）、迈克·诺斯（Mike North）、韦瓦克·瓦德瓦（Vivek Wadhwa）、安东·威利斯（Anton Willis）、詹妮弗·杰灵（Jennifer Gering），我们在森林城市（Forest City）的朋友，包括阿里克莎·阿瑞纳（Alexa Arena）、艾里克斯·米海尔（Alex Michel）和凯文·莱特纳（Kevin Ratner），赫斯特集团（Heast）的戴夫·拜耶斯（Dave Byers），斯科特·博安农（Scott Bohannon）。感谢我们所有的投资人、贷款人和会员们。

我要对实现这一切的团队大声说一声感谢：这里要再次提到劳瑞·科诺里（Laurie Connolly），是她把我潦草的文字整理清楚给编辑看；我的经纪人弗兰克·布里登（Frank Breeden），谢谢你的不离不弃；唐妮娅·迪克森（Donya Dickerson），没有她，本书便无法传递到各位读者手上；还有帕梅拉·皮特森（Pamela Peterson）、切尔西·范·德·盖格（Chelsea Van Der Gaag）、斯科特·克茨（Scott Kurtz），以及其他许多对本书的销售、推广和运送提供过帮助的人。

献给我的妻子和人生伴侣辛迪（Cindy），以及我们两个优秀的儿子——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和卢克（Luke），感谢你们和我一起创造生活。




创客运动宣言





创造



创造对于人类的意义至关重要。只有创造、生产和表达才能让我们感到完整。对实体物品的创造具有某种独特的含义。它们就好比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代表我们一部分的灵魂。



分享



通过把所创造的东西和所了解的关于创造的知识分享给他人，创客便可获得一种完整的体验。不分享便无创造。



给予



世上罕有比奉献出你所创造的东西更无私、更让人有满足感的事情。通过创造，你将一小部分自己倾注进物品当中，将物品给予他人就好比奉献出那一小部分自己。这通常是我们拥有的最值得珍视的东西。



学习



一定要学习创造，并且时刻寻求机会学习更多有关创造的知识。即使你学成出师或变成大师级的巨匠，依然要孜孜不倦地去学习，想学习，激励自己学习更多的新技术、材料和工艺流程。铺就一条终身学习之路能够保证你有一个丰富、有益的人生，更重要的是，能让你学会分享。



工具升级



必须保证能获得合适的工具。要投资并建立起一条获得创客所需工具的本地渠道。创造用的工具总是非常便宜、便于使用，且功能强大。



乐学



要带着玩的心态去创造，迎接你的将会是惊喜、刺激以及所发现之物带给你的自豪感。



参与



加入创客运动，加入到身边那些发现创造之美的人中。和社区里的其他创客一起，为彼此举办研讨班、派对、集会、创客日、市集、展览、课程和聚餐等。



支持



这是一场运动，需要来自情感、智力、财务、政治和机构的支持。改变世界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我们有责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变革



接纳在你的创客路上自然发生的改变。鉴于创造对于身为人所具有的关键性意义，在创造的过程中，你将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

秉持创客精神，我强烈建议你采纳本宣言，并对它做出改变，使它为你所用。这便是创造的用意所在。




引言



欢迎来到创客时代。创客运动（Maker Movement）是人类历史上的又一场革命，上一场革命——计算机革命和互联网风潮方兴未艾，但由于创客运动的物理性特质，它注定更加来势汹涌。人毕竟不是生活在计算机或者网络世界里，而是住在一栋栋房子里，开着汽车，穿着衣服，使用着各种医疗设备，玩着各种玩具，衣食住行都发生在现实世界中。我热爱虚拟世界，但即使这个世界的下一个发展阶段——物联网（我们通过这种网络将有形的物体与连接互联网的传感器相连）也将影响并存在于其物理性之上。要想形成物联网，首先要具备可连接的物品。眼下，物品制作的本质正在发生变革，这一现象促成了创客运动的兴起。而这一点正是本书的主旨所在：变革中的物品制作形式及其给人类生活带来的无与伦比的影响。



技术工坊



我目前担任创客空间技术工坊（Techshop）的首席执行官，这是一家实行开放存取型（open access）会员制的DIY创作工场。凭借在创客圈子里获得的独特视角，我在过去的六年里有机会见证了创客运动的兴起和发展。技术工坊是这场运动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它由吉姆·牛顿和一群充满热情的铁杆创客于2006年10月在加利福尼亚州门洛帕克市（Menlo Park）创办，是第一家开放存取型工场。截至本书写作之时，这家公司已经在全美开设了六家分部，还有多家正在计划筹备当中，而且正雄心勃勃地准备实现国际化。技术工坊已经成为世界上规模最大、最具影响力的创作工场。

技术工坊的创作工场面积平均达到16000~20000平方英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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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拥有创造一切物品所需的所有工具和设备——你可以在这里生产出世界上速度最快的摩托车、世界上第一个桌面型钻石生产设备、世界上最便宜的滴灌系统，还可以成立一些获奖的初创公司，其中有一家目前已价值数十亿美元。技术工坊每到一座城市，都会成为当地最具创造力的活动中心。人们会搬到工场附近居住，有人连长假都在工场里度过。还有一些由风险基金支持的初创企业把它们的工程技术团队搬到工场附近以解决空间距离问题。技术工坊正在改变物品制作的本质：由谁来制作以及如何制作。它为所有16岁以上人士提供了几乎能制作出一切物品的平台，这是一个专门为他们设计的空间，在这里他们能获得世界上能找到的最强大、最便于使用的机械装置。



关于我



20世纪90年代我曾任职于艾利丹尼森公司（Avery Dennison），作为公司董事管理全球技术和商业发展部门。在此期间我逐渐对制造业的重要性及其所面临的阻碍产生了一定的认识。21世纪初，我在金考公司（Kinko）担任计算机服务总监，管理着一条价值200万美元的生产线。该生产线由超过10000台面向公众开放的开放存取式计算机系统，以及与昂贵的大型高效率机器捆绑在一起的功能强大的软件组成，我亲眼见证了工具的开放存取模式所具有的变革性力量。在金考公司，我们每年新成立的设计公司的数量是其他任何一个团队都无法比拟的。

作为一个曾拥有并经营一家修车行的人，我深知荣誉和手艺的重要性，了解当地人对制造业的反感以及监管不时带来的遏制效应。现在，作为技术工坊的首席执行官，我赢得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机会：用工具武装一支创客运动的大军，从而让他们改变自己，改变世界。

在此期间我还师从“现代管理学之父”彼得·德鲁克，获得了工商管理硕士学位。而在陆军特种部队所受的训练，使我成了一名训练有素的改革者。于是我毫不隐晦地使用了运动、宣言和革命之间的辩证关系。



创客运动推动力



这样几股潮流凝聚在一起，推动了创客运动的前进。便宜、功能强大且便于使用的工具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知识、资本和市场的更易获得，同样也助推了这场革命的发生。对社区和本地资源的再度聚焦，对更可靠、更有质感事物的渴望，以及对如何创造事物的重新关注，也为这场运动贡献良多。我将分别论及这些潮流。但随着创客运动在各种趋势推动下的不断发展，对于这场最终有能力再造美国、重塑世界的运动，我们才只是初见其端倪而已。

2005年1月，运动的发起人——戴尔·杜尔迪（Dale Doutherty）、雪莉·哈斯（Sherry Huss）和丹·伍兹（Dan Woods），在蒂姆·欧莱利（Tim O扲eilly）的支持和鼓励下创立了被称为“创客运动圣经”的《创造杂志》（Make Magazine），并在全国三个主要城市举办了年度集会——创客嘉年华大会（Maker Faire），参与人数在50000~125000人。

《创造杂志》模仿古老的《大众机械师》（Popular Mechanics）模式，重在描述那些热衷者在家里就能做的项目。《创造杂志》后来成了这场运动的一个试金石。每拿到一期《创造杂志》，感觉就像收到一份新寄来的圣诞邮购目录，里面的东西都是你想亲手制作的。

第一届创客嘉年华大会于2006年4月在加利福尼亚州圣马特奥县（San Mateo）举行。当时有25000人蜂拥而至，渴望与志同道合的人建立联系，其中有不少来自加州以外地区。于是，通过对人、项目和物品的兼收并蓄，一场21世纪的农产品评比博览会（State Fair）诞生了。8年后，我们已经在全美其他一些城市和州拓展出了数百个迷你创客嘉年华，而圣马特奥的创客嘉年华大会有望于2013年迎来12.5万参观者和参与者。随着这场一年一度的活动吸引了成千上万的追随者相聚在一起，举行一场关于创造的狂欢，创客嘉年华大会逐渐发展成为创客运动的圣地麦加。

在第一年的嘉年华大会上，日后的创客空间创始人吉姆·牛顿带来的只有一张桌子、一个标志牌和一个创意。2006年10月，他和他的搭档以及一群志愿者已经经营起第一家成熟的创客空间（makerspace）。

从那时起，这场运动就开始了，许多公司陆续加入技术工坊。我们的合作伙伴包括欧特克公司，其旗下产品包括AutoCAD、Inventor、3ds Max和玛雅软件。欧特克公司对技术工坊的投入可谓不遗余力，它发布了大量的免费软件，满足从8岁到80岁所有人群的设计和创造所需。这家公司还加快了收购步伐，买下了instructable.com——一家供人学习和分享制造物品的免费在线教学网站。

福特汽车公司、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退伍军人局、通用电气公司、劳氏家居装饰公司、美国国家仪器公司，以及日渐增多的一些大小不等的公司最近也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帮助我们推动创客运动的信息传递、平台建设和影响。

随着创客运动的发展，一些新的公司出现了。光眼下能想到的就包括Adafruit、Sparkfun、Inventibles、Quirky和Makerbot industries。这项运动的关键之一就在于对获取创造所需工具的途径进行了一场民主化。

2007年，我在加州帕洛阿尔托（Palo Alto）的一场软件聚会上遇到了技术工坊的创始人和现任主席吉姆·牛顿，无意当中听到他把这间工场形容为“有点类似于极客（geek）版的金考公司”。鉴于职业生涯的某个阶段我曾经管理过金考公司中最极客的一个部门（该部门负责金考公司在全美的计算机服务），我不禁被吸引了，心想：“我才是极客版金考，这家伙在说什么呢？”最后，吉姆说服我前往位于门洛帕克的第一家技术工坊看一看，并引介我加入到运动的起步阶段中来。

记得那次初访，我一边在工场内各个工作台之间流连，一边询问：“你们在做什么？”连续3次我得到这样的回答：通过使用技术工坊来制作初始产品（有时还包括最初几批货物的生产），他们成功节省了95%~98%的开发成本。

我曾经做过很多商业拓展和产品研发项目，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新的产品或服务总是伴随着研究开发进行的。如果发布一项产品或成立一家公司的成本能够减少达98%，那就意味着，原来花10万美元的事情，现在只需要花2000美元。这太令人叹服了。它使原来那些难以实现甚至不可能实现的事情，变为任何中产阶级都能轻而易举地完成。这个平台瞬间令硬件设施的创新实现了民主化。

吉姆向我展示了工场的教学设施和教学课程，课程向所有人开放，任何对制作一无所知的人来到这里，都能学会制作一切可能的物品来帮助自己成为一名充满自信的创客。然后我见到了技术工坊的团队成员。这当中集合了艺术家、科学家、创业者、学生、手工艺匠人、投资者和工程师，实在是我在一个地方所遇到过的最令人赞叹的团队。其中许多人已经踏上了改变世界的征程。我当即决定加入进来——换做你也会这么做。在本书接下来的章节当中，你将陆续邂逅上述这些人。

我的生活也随之迎来了最不可思议的6年。我结交了常人所能想象到的最有趣、最具创新力、最乐观、最有活力以及最令人愉快的男性、女性和孩子。我的许多偶像和我成了朋友，而很多新朋友则成了这场运动中的英雄。

最初踏上这段旅程时，我相信如果创客运动得以扩展，将真的有可能给这个世界带来非常正面的影响。6年后，我对此不再只是相信了，而是确知如此。我有证据。我们的会员以各种显著的方式改变了世界。从我们的空间和整个运动中已经诞生了多家重要的公司。

对于创客运动，你需要阅读本书以了解更多，但我现在非常清楚地知道一点：我们正在步入一个创造力和创新力大爆炸的历史时期，其规模空前，在人类历史上绝无仅有。我知道创客的方式、想法和运动将成为21世纪至少前50年的确切特征。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在担任创客空间首席执行官的每一天里，我都在亲眼见证变化的发生。我有幸看到人们追寻他们改变世界的梦想，看着他们一遍又一遍地实践；我得以与我们的团队成员取得互动，他们告诉我他们也是经过了一番波折才对创客们所从事的这项伟大事业建立起信任，还说成为这家创客空间的一分子，是他们有史以来做过的最有趣、最好玩、最有意义的工作。

我得以接待各路达官显贵、未来主义艺术家、咨询顾问和竞选咨询委员会（exploratory committee），他们专程来硅谷见识这场人类历史上的未来革命，同时琢磨如何把一些好点子带回家。

请原谅我在书中多次谈到创客空间技术工坊公司。只要语意通顺，无损于事实，我都会尽量采用“创客空间”这个名称。但是今天，我们拥有全行业最领先的创客空间，6家工坊散布全美。我们已经成为这个新兴市场的领头羊之一。本书的目的并非为创客空间技术工坊公司做托儿，毋宁说是展示这场即将成为一个时代最重要运动的革命，然后，邀请你加入进来。

多年前，我成为“绿色贝雷帽”（Green Beret）的一员，奉行“De Oppresso Liber”的座右铭，即“解放受压迫者”。那时的我并不知道，真正让我帮助“解放受压迫者”的机会，是帮助创客空间技术工坊实现其“为下一场产业革命的工具获取途径实现民主化”的目标。截至目前，创客运动已经走过了一段令人叹为观止的旅程，而随着运动在美国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壮大，其有望赢得更加壮观的前景。创客运动不会囿于美国本土，它是颠覆性的，最终将席卷整个世界。

曾在《连线》（Wired）杂志（一部详细记录所有与网络有关事物的优秀刊物）工作的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对他的读者说：“如果你认为网络世界已经很大了，那么我觉得这个（新创客革命）将会更宏大。”这句话让我激动不已。

对此我再同意不过了。

这场革命的真正力量在于它的民主化效应。现在，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创新；现在，几乎每一个人都能创造；现在，借助于创客空间所提供的工具，每一个人都能改变世界。

革命需要军队。这是本书的真正目的所在。用革命化的语言来说，我写作本书的目标就是让你激进化（radicalize），让你成为这支军队中的一名战士。而这并不是为了去消灭某个国家、某个政党或某个社会运动，而是为了集体使用我们的创造力，去攻克世界上最棘手的那些问题，去满足人们最迫切的需求。我们要减少密西西比河入海口的死亡地带，就像一个团队已经开始做的那样；我们要缩减互联网上运行的电脑服务器排放的碳足迹规模，就像另一个团队做的那样；我们还要创造出世界上最节约的滴灌系统，从而缓解全球性水危机；我们还可以开放商业银行系统，或者拯救成千上万个婴儿的生命，就像其他团队做过的那样。我们需要你带着你的创造力、热情、经验、知识和技艺加入进来。我们需要几百万人加入到这场运动中来。

所以请继续读下去。你一定会情不自禁地被书中的小故事所启迪。一旦你接受创客的挑战，它会以一种让人兴奋而惊喜的方式改变你。借此，你或许就能改变这个世界。




[1]

 1平方英尺约等于0.0929 平方米。——译者注




第1章　创客宣言



秉持创客精神，我强烈建议你采纳本宣言，并通过改变使其为你所用。这便是创造的用意所在。




创造



创造对于人类的意义至关重要。只有创造、生产和表达才能让我们感到完整。对实体物品的创造具有某种独特的含义。它们就好比我们生命的一部分，代表我们的一部分灵魂。

创造吧，尽管放手去创造吧，这才是关键所在。一个人人参与的世界才是一个更好的世界。实际上人的创造力、创造和制作的行为，对于人之为人来说是至关重要的。世俗哲学家格奥尔格·威廉·弗里德里希·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卡尔·荣格（Carl Jung）和亚伯拉罕·马斯洛都得出同样的结论，创造性行为是人之为人的基础所在。相比虚拟性的制作过程，真实发生的制作过程能够给人带来更多个性化的满足感。我想这可能跟它的有形性有关：不仅能摸得到，有时还能闻得到、尝得到。华丽的辞藻、妙语如珠的博客固然属于创造性行为，而且也能给你带来成就感，但是与从制造具体实物所需的身体劳动中所获得的满足感是不一样的。

创造是无可替代的——无论哲学家、宗教学者还是每个人的个体体验都对这一点坚信不疑。当普通人认为他们就要对自己的生产工具失去所有权时，战争就会爆发。因此我们首先要做的事情就是创造。在美国，DIY家庭改善产业总价值超过7000亿美元，其中业余部分价值超过250亿美元。这7000亿美元的DIY产业当中，贡献最大的当属那些一再对房屋进行改建的人群，尤其是那些有能力支付专业人员为他们工作的房主。但是，请不要这么做。你可能认识这样的人，或者你自己就是其中一员。但是你内心深处知道其实自己并不真的需要翻新浴室，尤其不需要用你打算采取的DIY方式。但你还是这么做了。这是因为，自己亲手完成一项翻新改造工程，个中的满足感要多得多。

创客空间就是一个中心，或者说是一个工作间，在那里志同道合的人们相聚在一起，制造各种东西。创客空间的成员中有设计师、作家、医学界和法律界的专业从业人员、建筑师，还有其他各行业白领，他们来到这里，开始为自己、为家人和朋友而制作。他们在创客空间度过时光，因为他们是如此喜爱做东西。如果做了一些圣诞节礼物，那不是因为他们需要这么做，而是因为他们想做。

蒂娜·奥彬–拉克丝（Tina Albin-Lax）曾经在2012年许下过一个新年愿望，那就是打算学习做东西。她报名参加了技术工坊的激光切割机基础使用课程，从此就跟变了一个人一样。花了60美元，她便学到了如何使用激光切割机。然后她预约了一台机器，打算第二天来练习一下刚学到的知识。但是，要练习，她就需要一个计划。恰巧，那天晚上蒂娜的姐姐打来电话，邀请她周末来参加自己孩子的生日派对。蒂娜灵光一闪，随即记下了所有参加派对的孩子的名字。

第二天，蒂娜用自己新学到的手艺，为所有参加派对的孩子分别做了一个纸杯蛋糕装饰物。她用激光切割机将每个孩子的名字切出来，然后蚀刻进一些漂亮的模型里，最后给它们涂上一个光彩夺目的表层，周末那天把它们放到每个孩子的纸杯蛋糕上。有哪个孩子不喜欢看到自己的名字被镶嵌成一个装饰物呢？尤其这个装饰物还是巧克力味的，甜甜的。果不其然，家长们不仅为自己没来参加派对的孩子要了纸杯蛋糕装饰，还为孩子们的派对做了预订。雪球效应就这样产生了。

很快蒂娜就开起了一家网络商店（
www.etsy.com

 ）。不久她开始教授如何创业的课程，并且在玛莎·斯图尔特（Martha Stewart）的杂志《玛莎生活》（Martha Stewart Living）上得到了很棒的推介。她的电话一天到晚响个不停，提示她又接到了一个个新的订单。我最近听说，她目前正忙着写一本书。

这一切都开始于自从六年级以来，蒂娜第一次感受到的那种想做什么东西的简单愿望。一个误打误撞的创业家就这样诞生了。那么蒂娜的背景是什么呢？她是一位工会运动组织者。

小时候，我经常跟一个叫本·帕克（Ben Park）的孩子踢街头足球。本的父亲是一位陶瓷艺术家，他们家里拉胚机、黏土和漂亮的釉彩扔得到处都是。有一天，他父亲邀请我们也来玩两手。那真是一个美妙的下午啊。我本想试着做一个巨大的花瓶——结果经历了十几次的失败之后，在大家的帮助和鼓励下，我终于做出来了一个毫无卖相、歪七扭八，而且非常非常小的硬币缸，它只能盛得下价值几美元的硬币。在本的爸爸的帮助下，我给它涂上了非常美丽的釉彩，几天后，我把这个烧制好的作品带回了家。

这个东西就像一个永远长不大的丑小鸭，但是你知道吗……我直到现在还保留着它。它够小，足以让我每次搬家都随身带着。它唯一的价值就在于是我亲手做的，而且已经成为我童年的某种纪念品。现在回想起来，我意识到那天下午的小活动并不是为我而举办的，但我依然感谢它带给我的馈赠。本最终追随他父亲的脚步，也成了一名陶瓷艺术家。在创造这回事上，是有一些根本性的东西在里面的。




分享



通过把所创造的东西和所了解的关于创造的知识分享给别人，创客可获得一种完整的体验。不分享便无创造。

我们是为了分享而创造的。我们每一个人本性上总是喜欢炫耀自己做的东西。制作过程本身能够给我们带来很多的满足感，但真正的回报来源于分享。有些人非常羞于让自己的作品面对世人，还有的人对此深感恐惧。让我们不再做东西的原因之一就是想做的和实际做出来的之间存在差距。再有就是别人对我们的努力报以嘲笑。不要再说“我不擅长做东西”这样的话。人生来就会创造。或许你需要多做一些练习才能熟练掌握某种技巧，但是科技的发展已经开始让创造变得更加容易，以至于人人皆可创造。

在创客空间，我最喜欢问的一个问题是：“你做的是什么？”

一般只要一问这个问题，以及给予任何形式的正面鼓励，人们就会像花儿一样立即绽放。就这一点来讲，我们其实都还只是五六岁的孩童而已。

有趣的是，在一家创客空间工作了六年之后，“我不能全部告诉你，不过……”这样的答案我已经听到过几百次，没准儿上千次了，但从来没有人会说：“我不能告诉你。”

为什么？因为我们想让别人看到我们做出来的东西。

在艾利丹尼森工作时，我们曾经让新加入公司的初级产品经理帮助设计产品包装的背面板。他们必须看懂那些为生产线设计并被认可的模板，而且还得得到所有人的认可。尽管如此，这个背面板毕竟是“他们的”。这群年轻的经理人会兴致勃勃地投身于这项工作当中，为选择哪种字体、哪种字间距以及该用哪种色度的砂土绿而争论。我重复一遍，他们会去关心字符间距——字母和撇号之间的距离。这其中能让他们发挥的空间到底有多大？请看：’s。能看清吗？这也就是高分辨率的电脑屏幕上两到三个像素的距离。他们竟然也能去掉一个！然而他们还是像斗牛犬保护眼前的一盆食物那样保护他们的设计，谁想动他们的背面板就会引来一阵低沉的咆哮。

这里我要做一下背景介绍。要想在任何一家《财富》500强的包装用品公司做初级产品经理，你必须以名列前茅的成绩从一所广为认可的商学院毕业，拿到工商管理硕士学位（MBA）。在取得学士学位和MBA之间，你必须有在一家大型公司工作并与顾客开展面对面互动的经历。你必须跻身我们的学校和公司所培育出的“最优秀人才”之列。只要你愿意，基本上都能从高级主管、副总裁（VP）、高级副总裁（SVP）一路做到首席执行官（CEO）。或者，你也可以选择走出去，创立自己的公司。如果你是一名这种水平的初级产品经理的话，那就说明你是一个典型的A型人，是非常聪明、意气风发、争强好胜的专业人士。

一旦前面提到的产品得以成功进入渠道，人们纷纷跑去欧迪（Office Depot）或史泰博（Staples）连锁店，要见识一下产品包装和货架摆放在商店里是什么样子，那么那些初级产品经理会像小孩子一样奔向那些堆放在一起的“他们的”产品。他们会站在产品前面，用爱慕的眼神望一眼产品栖身架子之上的美态，旋即从架子上抽出一件产品，翻过来，仔细检查他们的手艺活儿。当他们看到排字工人如实地把他们的想法体现到最终产品中去，那个s经过手动去除，离撇号终于近了一点点时，你仿佛可以看到一道幸福的电流从他们身上传过。这些才华横溢、令人瞩目的A型青年才俊几乎会毫无例外地转过身，说出一句类似这样的话来：“这是我做的。”

“这是我做的。”

“看见撇号和那个s之间的距离没？那是我的主意。”

此时他们脸上布满了红晕，就好像新手妈妈第一次抱起自己的宝宝。那是一种完全的满足感。这种向别人展示自己的漂亮新生儿的需求，已经深深镌刻在了人类灵魂之中。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首先，虽然让这些专业人士们激动不已的那些贡献可能看上去微不足道——毕竟，一个被自动去除的撇号的间隔和一个被手工去除的撇号的间隔，二者就距离来讲的区别，是完全可以忽略的——但是其制成品却是你可以买下、拿回家、送给你的伴侣或爱人的。其次，这是公开化的。成千上万件这种商品被运送到了世界各地。再次，这通常是第一次以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开的形式体现了多年乃至十几年的辛勤钻研。重要的并不是影响的大小，而在于影响是真实存在的，而且被赋予了形式，以至于成千上万的人能够“看到”他们的工作。那真的是一种非常强烈的满足感，哪怕只是撇号和s之间那微不足道的一点距离。

如果你做了一样东西，却不拿出来分享，那么能说你真的做了吗？如果你做了什么东西，哪怕细微到包装背面的一个像素大小的间距的调校，但是你拿出来分享了，那么才能说你真的做过，可见分享是必需的。

分享的另一个特点在于分享知识和方法。一间运行良好的创客空间的最佳象征就是技术和知识的分享。最初的形式可以是正式的指导，但是最好的学习，就是当一个人在建造或者设计某样东西时，另一个经验比他多一点（或者多很多）的人向他伸出了援助之手，在此过程中项目本身得到提升。分享的哲学让创客空间赢得了魔力。人们展示着他们的创造，因为他们知道批评已经被拒之门外，每一个人在创造过程中都不以为自己的项目向别人寻求帮助、指引和补给为耻。分享，让创客空间变成一个社区。




给予



世上罕有比奉献出你所创造的东西更无私、更让人有满足感的事情。通过创造，你将一小部分自己倾注进了物品当中，将物品给予他人就好比奉献出那一小部分自己。这通常是我们拥有的最值得珍视的东西。

创造最令人感到满足的地方在于你可以把自己做出来的东西送给别人。令人欣慰的是，相比于买来的礼物，大多数人还是更心仪别人亲手制作的礼物。如果你今年没有其他计划的话，那就做一份圣诞礼物送出去吧。然后仔细回味一下，通过这样一个举动，你和礼物的接受者分别能得到何种程度的满足感。这种感觉是无法衡量的。

如果你的双亲健在，他们十有八九还对你小时候亲手为他们做的一些手工艺品念念不忘。一条被子通常会传给几代人，可以说，一件为所爱之人而做的、能满足切实需要的、制作精良的物品，就是最棒的礼物之一。

奉献还有另外一种形式，那就是创造力和知识产权的奉献。优秀的非营利组织拥抱国际（Embrace Global）曾经借助技术工坊来开发一些项目。该组织的设计工程师之一纳加南德·穆迪（Naganand Murty），带着Embrace Global的共同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陈珍的指示，来到我们工场，讲述发展中国家存在的婴儿体温调节问题。即使早产几个星期的婴儿也无法获得体温调节，无法自行调节他们的体温，因此必须在出生后1小时内进入保温箱，否则就有死亡或永久性严重残疾的危险。尤其对世界上每年出生的成千上万名无法迅速进入保温箱的婴儿来说（因为他们出生于农村地区，那里往往离最近的具有保温设备的医院也有几个小时的路程，有的甚至要走好几天），这个问题尤其严峻。

纳加南德·穆迪和他的团队（我们将在第3章介绍他的共同创始人陈珍）提出来的问题非常简单：有没有可能设计出一种简单且价格低廉的毯子，能够在较长一段时间内将婴儿的体温保持在一个恒定的水平上，并且不依赖于持续的电力供应。这个嘛，结果证明，答案是可以。这款Embrace便携式婴儿保温产品看上去就像一个迷你睡袋，但是使用了一些高级化学物质和设计原理，具有保温的作用，其售价只不过是一般婴儿恒温设备的零头。

但最了不起的地方在这里：通过与技术工坊社区内的其他成员开展互动，Embrace的核心科技中有一部分被捐赠了进来，而社区成员也免费贡献自己的创意。结果，通用电气加入进来帮助毯子的发放，而Embrace公司则开启了新的征程，有望在5年内拯救10万名婴儿的生命。陈珍被世界经济委员会（World Economic Council）评价为世界上最优秀的社会创业家之一。




学习



一定要学习创造，并且时刻寻求机会学习更多有关创造的知识。你即使学成出师或变成大师级的巨匠，依然要孜孜不倦地去学习，想学习，激励自己学习更多的新技术、材料和工艺流程。铺就一条终生学习之路能够保证你有一个丰富、有益的人生，更重要的是，能让你学会分享。

创造能让人自然对学习产生兴趣。它唤醒了潜藏在我们所有人心中的那个纯真的4岁小儿。“天空为什么是蓝色的？”“牛奶是从哪儿来的？”“小宝宝是从哪里来的？”对大多数人来说，这种天然的好奇心似乎已经在学校和家庭生活中泯灭了。我会让创客社区的教育者们帮助人们弄清楚，为什么以项目为基础的学习模式虽然可能只适合某些学习风格，但绝对感觉更自然。我经常发现我们在物理课上做东西的顺序是反着来的。与其先学习公式来确定所需推力（input force）和阻力（output force）之间的比例，然后费尽周折跑到实验室去观察杠杆作用演示，倒不如采用更合理的方法，即先观察杠杆的活动，然后再学习其中所蕴含的力学公式。原理从一开始就是通过这样的观察而得来的。你先观察到某种效应，然后再构建一种理论去契合观察的结果。背诵论据或许比亲身体验更快，但反过来我会论证说你并没有真的掌握那些论据。除非你亲自体验一下什么叫烫伤，否则“热”就只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已。

这个世界有太多让人心醉神迷之处。比如说，你打算怎样设计和打造一张桌子？用什么样的接头可以把桌腿和桌面联系起来？各种不同的选择当中哪些最适合我要试的这个？历史上的各个时期是否都采用了不同的技艺？该用什么样的胶水？什么时候用螺丝钉？什么时候用钉子？平头钉还是书钉？或者铆钉？什么样的木头具备什么样的特点？我想要什么样的风格？该用什么样的工具？类似这样的选择题源源不断。但是实际上不必如此，你可以随性所至地放手去做，也可以不断地计划、计划、计划。不过关键的收获在于，你将学到一些东西。这一点没人能从你那里夺走。

对于创造来说，学习是至关重要的。你花在学习和田野实践上的时间越多，运用起来就越熟练。很快，你就能把所学到的知识拿来与对它们不那么熟悉的人们分享。这种教学所产生的满足感是全然不同的，但同样货真价实。看着你的学生娴熟流畅地掌握了你教给他的东西，那种感觉是极为令人心满意足的。

学习是根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有各种书籍、读物、学校、美食频道、DIY频道，以及类似How It Made这样的电视节目。如今的报摊上，各种DIY杂志通常会占去全部空间的15%~20%。

从教育的角度来说，我们如今所生活的时代是一个不利于创造的时代。我小时候，木工课和金属材料课是中学生的必修课程。我所了解的每一所中学都有一位木工课导师。中学木工课上做的东西，我至今还保留着，我想你们当中的很多人也一样。但是今天，整个学区都很难找出一家木工作坊来。这根本说不过去。在我们的“力争上游”教改计划（race to the top）中，学校系统倾向于只关注那些一心一意要考大学的学生，而忽略了那50%不考的学生，这剥夺了全体学生学习某些终身技艺的机会。

同样糟糕的是，就在材料科学的突破性进展——3D打印、生物工程学、纳米技术、设计和工程技术——为我们带来了新产品和实体物品开发的最壮观的大爆炸时，美国的科研机构却无法向社会输送出足够多的工程师、科学家和制造工人。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太不可思议了。是时候重建我们的学校，重新引入手工艺课了（shop class）。对了，顺便说一句，借助于廉价而功能强大的设计电脑和3D打印机，我们可以让这些课程变得刺激、有趣而又具有革命性。

只要能找到合适的工具，你就能在一周的时间内建立起你自己的产业革命体验。这不仅可能，而且是真实发生过的。

让我给你举一个例子。几年前，技术工坊团队中的一部分成员鼓动我去见一见我们的一位新成员。结果他成了我见过的第一个休延长版“创客假期”的人。这位新成员花了几年的时间存钱，当过保安和清洁工，做过各种各样的工作，一旦积累起了足够的钱，他便辞掉工作，几年来第一次开始休假。

这个人不做则已，要做就做到极致。他有这份热情。他想学习怎么做东西。虽然对手工工具很熟，但他从来没学过焊接、机械制造、木工课、纺织课、3D打印、计算机辅助设计等其他一系列课程。

为了省吃俭用，他没有住旅馆或租房子，而是每天晚上通过沙发客网站（couchsurfing.org）寻找免费住处。有几次因为找不到借宿的沙发，他索性睡在了车里。结果沙发客网站成了他帮助我们寻找新成员的一个绝佳途径。每天晚上他都既兴奋又期待地回到“家”，告诉他的新沙发房东他在技术工坊做的事情。那个月我们吸纳了六名新成员。我们甚至考虑是不是要让他改行去做销售代表，去湾区（Bay Area）做几个月的沙发客。

更棒的是，那个月他成了一名创客。所有能挤出时间来上的课他都去上，从手工工具课到动力型工具课，再到计算机操控的高级制造工具课。他学会了焊接、设计碳纤维、操作计算机数控铣床，还学会了使用车床模具以及照明器材。在短短30天里，他甚至还学了一点电学。他的学习欲望是如此的强烈，以至于他辞掉了工作，住在陌生人的家里，用他的热情感染别人成为新的创客。那么，又有什么因素让你裹足不前呢？




工具升级



必须保证能获得实现项目的合适工具。要投资并建立起一条获得创客所需工具的本地渠道。创造用的工具总是非常便宜，便于使用，且功能强大。

这里我不得不使用一个动词词组（tool up）作为本部分的标题，好与宣言中其他部分的单字标题保持一致。我喜欢在宣言里用很多动词。

我们所生活的这个时代堪称人类历史上最令人惊叹的一个时期。每当有人问我想生活在历史上的哪个时代时，我总是说“现在”。各种工具的使用变得越来越简单，功能也更强大，而且它们比史上任何一个时期都更便宜。各种材料也变得更易获得，更精细，使用起来也更有趣味。

人们十有八九不可能买得起所有想要或需要的工具。那么就加入创客空间吧。从中我学到的一个道理就是，只有提供一个完整的创客工场，创客社区才能充分展现出来。设备齐全的创客工场的优势在于它能吸引各种各样的项目，从而创造出一个由行动、热情、知识和分享搭建起来的蜂巢。当能提供一套数量多、类型全的工具时，一个同样数量多、类型全的创客集体就会获得生机。下面这个清单，列出了一个能满足社区需求的、装备良好的创客空间大致需要提供的东西。可能你自己清单上的工具比这里的多，也跟这些有所不同，但这至少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激光切割机

·计算机数字控制铣床

·带读数的人工铣床

·带读数的人工车床

·消费级和工业品级3D打印机

·3D扫描仪

·计算机数控水刀（4×8英尺）

·真空成型设备

·热板弯曲系统

·注射塑模系统

·工业品级缝纫机

·锁边缝纫机（也叫拷边机）

·绗缝机（最好是计算机数控型）

·电脑刻字机

·粉末涂敷设备（以及大型炉具）

·金属极惰性气体保护焊

·钨极惰性气体保护焊

·手持等离子切割机

·薄板点焊机

·钣式制动器（16口径×50英尺）

·旋转金属片冲床

·钣金剪角机

·金属折弯机（英国轮）和平整机

·板材收缩机（6口径×50英尺）

·板材轧机（16口径×50英尺）

·喷砂室

·金属粉碎机和打磨机

·金属裁断锯

·金属水平锯

·金属垂直锯

·电子测试及焊接设备

·大型格式化彩色打印机（即激光彩色打印机）

·ShopBot刨槽机（4×8英尺）

·板锯

·木刨床

·木工接合器

·木工环形锯

·木材打磨机

·木工曲线锯

·木工车床

·钻床

·带数字高度计的精密花岗岩平台

·散布于工场各处的压缩空气

·压缩空气手工工具

·30台以上的设计用电脑

·30套以上的欧特克Inventor、玛雅、3DMax、123DMake、AutoCAD软件安装程序或软件使用权限

·30套以上的Adobe Illustrator、Photoshop、Acrobat软件安装程序或使用授权

·30套以上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生产的LabVIEW专业版开发系统

·8套以上美国国家仪器有限公司生产的多功能数据获取设备

·会员存储器

·可供出租的私人工作室

·会议室和/或教室

·12张大型工作台

·无线网络

·零售店

·免费咖啡和爆米花

当然了，本地的创客空间还需要工作人员来承担授课和管理工作。

我不打算为列出这么长的一串儿清单而道歉。实际上，这些东西都是发起一场创客革命所必需的。没有工具和社区的存在，要想让创客运动持续发展下去是不可能的。革命的成功需要武器。这些工具就是我们的武器。没有它们，就不会带来任何变革。然而即使它们再简单、便宜、功能强大，如果不为你所用，也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乐学



要带着玩的心态去创造，迎接你的将会是惊喜、刺激以及所发现之物带给你的自豪感。

我所运作过的产能最高的空间，往往是那些充满着欢声笑语的空间。我们拿各种疯狂的事情开玩笑。我们带着玩儿的心情去看待各种创意，不断地将它们拓展到极致，为它们提出各种各样可笑的变形。即使在特种部队服役时，我和我的伙伴们也经常探讨新的想法，尝试新的做事方式，甚至成天不务正业。

有一天，我们发现最快捷的伐树方法是使用导火索（炸药引信）和塑性炸药。导火索的数量和塑料的分量取决于要伐的树的大小。导火索负责把树砍断，而塑料则让树倒向我们设定好的方向。如果只用导火索，那么树很有可能会随机倒向附近的某个物体。一经我们摸清如何控制树倒下的方向，这一点便成了一个特色。通过使用塑料，我们能使树有目的地倒在某个物体上。那真是很棒的一天，至少在我们引起那场小火灾之前是这样的。生活就是学习。不对，实际上应该是，玩乐就是学习。

我们的空间里有艺术家和工程师（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类型的使用者）。有趣的是，工程师通常为了制作出一套他想完成的东西来使用某个机器，而艺术家们则通常是冲着体验来的，想知道这个机器能做什么。（相比之下他们更容易把机器弄坏，这并不是因为他们不知道如何操作，而是因为他们就是想多尝试一些机器正常操作环境以外的东西。）当这两类人结合在一起时，可得小心了。你听说过哪台计算机数控铣床能演奏出一段乐曲来吗？

我从小是伴随着组合积木（Blocks）、乐高积木（LEGO）和合金积木（Erector）这些积木和拼装玩具长大的。现在的孩子拥有乐高头脑风暴（LEGO Mindstorms）、无线电控制的机器人和Arduino微控制器，很快，家用3D打印机将成为个人电脑配件领域的新选择。玩这些玩具不仅乐趣多多，还将帮助我们培养出新一代的创客。

最近，我收到了一条信息，说我儿子的脸书（Facebook）页面有更新，他放上去了一段名为“气垫船”（Hovercraft）的视频。当时我在路上，不知道是什么内容。于是我点开了Youtube视频网站，从那里看到他正乘坐一辆手工做的气垫船，漂浮在我家车库里。他在网上找到了制作方法说明，去五金店买了所需的材料，拿一台电动吹叶机做引擎，花了一个下午的时间做成了一台穷人版的气垫船。现在他拥有了一艘气垫船，而我则有了一台吹叶机。虽然只是在玩，但是他学会了如何使用自己以前从未用过的几种锯。我还和我另一个儿子一起建造了一台投石机，我们让小猫在房子里到处追抛起来的纸球，玩得不亦乐乎。

做东西是各种玩乐形式中的一种。好多次我都无法区分开哪些是玩，哪些是工作。我希望你在工作生涯中，也能收获同样的体验。




参与



加入创客运动，加入到身边那些发现创造之美的人们中来。和社区里的其他创客一起，为彼此举办研讨班、派对、集会、创客日、市集、展览、课程和聚餐等。

人不是孤岛。虽然有时我们会为了集中注意力，避免外界干扰而单独工作，但是有时，我甚至敢说是大部分时间，更好的方法还是一起工作，或者至少共享一个鼓励创造性的空间。相比独自工作，人们更愿意在同一个房间或工场里工作，以享受别人带来的温暖。许多艺术家、工程师和发明家都常在自己的实验室或工作室里埋首工作，但也经常——甚至更多地——与别人协同合作。即使不直接合作，他们也渴望获得与同行相处所带来的舒适感。作家们有作家俱乐部，别的行业也有一些合作组织来分享工具或工场。很多人和朋友或合作者一起创业做生意，并不是因为他们必须这么做，而是因为想这么做。人是社会动物。能在自家的车库或者谷仓里创建自己的工作间固然很棒，但是日复一日地独自待在里面是很悲惨的。还是和别人一起工作乐趣比较多。

参与有多种形式：可以直接在一起工作，参加活动；也可以和那些关注你所从事和分享的事业的人们一起参加社团、俱乐部活动和派对。其中，由《创造杂志》的编辑们特别为创客们策划的创客嘉年华大会（Maker Faire）就是这样一种活动。创客嘉年华大会是一场在世界各地多个地点举行的年度集会，数千名创客汇聚在一起，观看、参与和体验一系列内容广泛而有趣的项目。最早的嘉年华大会是在北卡罗来纳州举行的，尽管只有一个周末，却吸引了超过10万名参加者。一些规模较小的本地版大会叫作迷你嘉年华（Mini Faire），往往能吸引1000人左右来参观100个左右的项目、摊位和展览。

在集会上，孩子们（大的小的都有）脸上流露出的赞赏和欣羡的神色，让所有为此付出的努力和花费都值了。看着舞台上名叫ArcAttack的表演团体让一道足有50英尺长的电光通过自己身上的法拉第屏蔽服（Faraday suit），令50万伏的特斯拉线圈“齐声吟唱”，这种震撼的体验是难以忘怀的。人们也不会轻易忘记由重金属做成的40英尺长的喷火巨龙，以及那座70英尺高、由25吨巨石组成的空中旋转木马，小朋友只需抓住垂下来的绳子就能旋转起来，而绳子则和重达数吨的飞翔的巨石连接在一起。这些利用工学原理制造出来的娱乐设施每年都给数千人带来刺激和惊喜。让年轻人参与进来，让他们对科学、工程学、技术和数学产生兴趣，这是推动创客运动发展的一个关键动力。




支持



这是一场运动，需要来自情感上、智力上、财务上、政治上和机构上的支持。改变世界的希望寄托在我们身上，我们有责任创造一个更美好的未来。

政府花费几十亿，甚至可能上万亿美元去兴建各种各样的学习、研究、开发和实验机构，但其中几乎没有一家面向公众开放实验室。实际上，这里我有些词不达意了，我还没有找到一家对外开放的机构，但我相信这样的机构是存在的。我们耗资上千亿美元在全美和世界各地兴建了那么多的研究机构——其中几乎没进行多少自我导向型、自我本位主义的研究。所有这些研究都需要来自第三方的批准和拨款、总经理的批准、预算委员会的批准，以及需要通过一种叫作门径管理系统（stage-gate system）的新产品开发流程，还需要提供接受基金会或政府拨款的收据。

能够获得机构科研方向之外的其他研发项目所需工具的例子是极其罕见的。为什么？因为事实是产业革命所需的工具历来都非常昂贵、不便于使用，而且功能有限——但现在情况不同了。现在它们价格低廉，便于使用，而且功能强大。然而在如何组织以获取这些工具方面，我们依然没有做出任何变革。这种局面必须改变。在这方面最快做出改变的国家，将为自身建立起非常有利的竞争优势。

那么你能做什么呢？你可以支持你所在的机构做出政策上的改变，将实验室开放给机构内的其他人，以及当地社区里的那些没有使用权限的人。可以帮助争取拨款以建立开放存取型制作工作室。可以向大学、政府研究实验室和大型制造公司施压，让他们在你的社区里设立开放存取型制作工作室。

我们生活在一个电脑无处不在的世界里。我们可以把它装在口袋里随身携带，然后把它称为手机。同样的，各种用来设计和生产的软件工具也将通过屏幕进入你的视线，但是如果不能获得进入诸如金考公司之类的制作工作室的授权，那么情况比以前也好不了多少。

请一定尽你所能去支持你当地的创客社区。我们目睹了许多从创客空间诞生的新科技已经改变了世界。这些创新成果是由一些小规模的团队以非常廉价、迅速和简单的方式创造出来的，其中大多数成果的创造者都来自于其领域之外。




变革



接纳在你的创客路上自然发生的改变。鉴于创造对于人本身所具有的关键性意义，在创造的过程中，你将成为一个更完整的人。

无论何时加入创客运动，都会给你带来变化。这是一种好的变化。要敞开怀抱接纳它。加入创客运动是一种非常个人化的体验。每个人的经历都会不同。没有哪两个创客是一模一样的。也没有哪两条道路能完全相同。但是你身上会发生改变。你会开始透过那些参与创造的人们的眼睛去看世界。你会重新带着好奇去看那些伟大的手工业者。你会惊讶怎么会有人能设计出如此这般的东西。你会开始欣赏那些本地社区的艺术家、设计师、建筑师和手工业者。你会想知道哪样东西是在哪里被谁做出来的——你会去寻找手工艺品背后的故事。你会为那些以前做梦都不会想去了解的东西而寻访本地的人才和资源。

加入创客运动并参与到本地的活动中去，能够开阔你的眼界，让你认识社区里那些最具有创新力的人。你会遇见诗人正用激光将自己的诗句蚀刻在橡木板上；你会看见理财规划师在拼装玩具套装，好让孩子们玩；你会发现有人将兴趣转变成一项副业，最终变成一门生意，成为雇用十几个当地人的雇主。你会把自己亲手做的东西送给你爱的人，就好像把一小部分自己送给他们一样，从而从中体会到无比的兴奋和快乐。加入我，加入我们，加入我们的运动——它会帮助你变成你自己。




第2章　释放创新力



“马克，你得跟坐在那张桌子旁边的家伙谈谈。”

在技术工坊，每一天都像是一场冒险。作为这家全国性的会员制DIY工场以及雏形工作室的首席执行官，我爱这份工作，也爱我的工作空间。为什么？因为技术工坊是少数几家致力于为下一轮经济大繁荣提供燃料的实体性工作间之一。而且这里时时刻刻都有很多出色的匠人、疯狂的项目和绝妙的事物，是一个《爱丽丝漫游奇境》（Alice in Wonderland）般的所在。

我和我的同事来到一处工作站前，一名中年男子正弯着腰，忙活着一个构造不佳的笨重铝制块状物体。

“嗨，我是马克，你在做什么？”

这个自我介绍叫麦克的人咧嘴笑了，说道：“这个？这是一个桌面型金刚石制造设备。”

“一个什么？”

“一个桌面型金刚石制造设备。”他吃吃地笑了起来。

“问问他怎么操作，马克。”同事怂恿我说。

凭感觉我知道自己将成为一个精心设计的恶作剧的对象。“好吧。问就问。这东西怎么操作，麦克？”

麦克指着那一堆磨得高低不平的铝块说：“首先你需要有一个密闭的高压舱，就好像我刚刚做出来的这个一样。然后你需要把95%的氢气和5%的甲烷灌到高压舱里。

这下可好极了，竟然把可燃性气体放进高压环境里。

“然后你去买一个二手微波炉，把里面的磁控电子管取出来。”

说得好像我知道什么是磁控电子管似的，我自言自语道。或者那是一个跟变形机（transmogrifier）有关的东西。我想这人一定是疯了——只是不清楚他是一种正面性的疯还是危险性的疯。

我大声重复道：“磁控电子管。”

“对，磁控电子管。”麦克确定说，“你得往这东西里面注入很多的能量，才能制造出你所需要的等离子球。”

我需要的等离子球？！

“你可以买一些特殊设备来制造无线电波从而产生能量，但是那种设备比二手微波炉贵多了，而且一个磁控电子管就能解决问题。”

唔，花几百美元不就能买一台全新的微波炉吗，现在可是要在一团加压的爆炸性气体环境下控制等离子球呀，难道真的要去省下那区区几个钱吗？

“那么麦克，”我小心翼翼地问道，“氢气的可燃性可是相当高的，对吗？”我脑中想到了坠毁的兴登堡号飞艇。他点点头。“甲烷也不是惰性气体。”他又点点头。“……而且磁控电子管里的等离子球？”我没再说下去。

“是。”麦克笑道，很高兴看到我都听懂了。“然后金刚石就出来了。”

“当然。”我实在没忍住，声音中流露出了怀疑。

麦克告诉我他打算利用周末完成这一看似不可能的装置。我向他确认他是要在自己的车库里，而非在我们的工作间里完成这一壮举。他指着那几个注入氢气的洞洞和一个可以看到金刚石生成的观察孔（没错，一个观察孔，好让你把脸凑近这个处于极限压力下且充满爆炸性气体的舱体，仔细看清楚里面的等离子能量球）。

我了解到麦克是一名物理学家，在过去30年的时间里曾经创办了两家生产金刚石沉积工具的公司。他是一个认真到几近疯狂的人。由于他帮助创立的公司专注于做工具，所以他们始终没能生产出宝石——这一点令他非常失望。

现在他正尝试为妻子做一只坚固的钻石戒指。不含任何金属，只有钻石。就做一个。他计划做一块中间有洞的大钻石。

这件事跟免费失败型创新（failure-free innovation）有什么关系呢？很高兴你有此一问。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冒险的成本近乎于零。这就是促成这场即将到来的创造力和创新力大爆炸的因素之一：今时今日，你可以享受免费的失败。




一个价值64000美元的问题



爱迪生在经历了几千次习以为常的失败之后，才最终发现了他所需要的东西。无尘袋吸尘器的发明者詹姆斯·戴森（James Dyson）也是在经过了5127个失败的设计后，才制造出自己满意的产品。这两个人都没把自己的经验看成是失败，而是把它们当作成功路上的迈出的一步。这种看法在产品研发领域是非常常见的。像爱迪生创立的以及杜邦（DuPont）和3M公司经营的商业实验室，都会承担起这些代价，将其带入产品的研发过程当中。尽管如此，失败和试验的成本还是使得人们厌恶冒险，并且束缚住了创新力的手脚。这不禁让我疑惑，今天我们失败的成本是什么呢？它曾经是怎样一番面貌？约束创新的其他因素还有哪些？

我们的金刚石创客麦克已经退休了。我怀疑他是否真的需要出来工作，但是我们经常在工坊里见到他。不妨让我们从可实施性（enablement）的角度来对他的故事作一番探寻。

和我见面之后的几个星期里，麦克又打磨出了一台新的压力舱，并继续在车库里工作。第二版看上去比“初产品”好多了。用新产品研发者的语言来说，所谓的初产品（first article）就是第一件有形的雏形（prototype）。

一件初产品的完全成本（包括设计制造成本、雇工成本、办公室设备、厂房和设施的折旧费、股东对投资回报率的预期，等等）是相当可观的。若在15年前，你得花两万美元才能买到一台设计型计算机，花1万美元用来支付设计软件（如果是汽车或飞机的话则要高达10万美元），还要请一位有经验的机械工程师来设计压力舱。光设计一项你就很有可能要花掉至少两万美元。然后你还要拿着这些图纸去找一家机械车间来请他们帮你生产出来——这又要花掉0.5万至1万美元。即便如此还不一定成功。

过程就是这样。通常需要至少三次反复，才能最终制造出一个成功的初产品（除非你要做的是某种地球人没见过的东西）。从与设计师见面，到审查平面图并提交给制造商，这期间轻而易举就要耗费掉至少六个月的时间。而这些仅仅能让你得到一个压力舱而已。

设计工作的一个关键概念是快速失败（fail fast），因为时间这个东西是我们浪费不起的。有关这一主题的一部经典教材认为，六个月的耽搁足以令一项创新设计失去一半的利润。

再回来说我们的故事。我问麦克，如果不自己亲手做的话，制造出他的初产品需要花费多少成本。他在这行干了30年了，对这类工作已经司空见惯。

“8000美元。”这是他的答复。

“那么到现在为止你花了多少钱？”我问。

“不到1000美元。”

作为本书的普通读者，你会花8万美元去追求一个不保证一定能实现的梦吗？八成不会。但是我猜，如果让你们只花1000美元去追逐梦想的话，大多数人还是愿意的。

我想说的是：如今失败的成本已经降低到了可随意支配收入的水平。而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如果它是可随意支配的，那就意味着它是免费的。令人赞叹的是，我们已经开始从非生产性、可自由支配的收入和时间，向具备潜在生产性的投资转变，同时又维持着相同的花费水平。

同样的道理，当失败的成本达到10万美元时，这些钱并非来自于我们可自由支配的收入，对个人来说，那很有可能来自于某项二次抵押。你也可能是从某个天使投资人或者风险资本集团那里得到资金，不过这个可能性不大。当一件事情需要花掉那么多钱时，其风险是非常高的，而你所使用的就变成了还有许多其他潜在用途的正儿八经的资本资金。相反，如果只需要1000美元，那么你可以以按揭的形式从房款当中拿出来，可以用你的401（k）储蓄账户做抵押贷款，可以从天使投资人那里筹款，甚至可能只使用那些可随意支配的资金即可——本来要买拿铁咖啡、看电影、打高尔夫球或度假的钱。“可自由支配的”钱（disposable）通常都是用来消费的，而不是用来投资的。但是现在，投资产品、新产品创意、更有效的老鼠夹子，这些东西不再需要花10万美元来研发——只需1000美元即可。这促使人们将自己可自由支配的钱转变成开发基金。这里的区别在于，开发基金可以带来投资上的回报，可以改善人类环境，可以拯救生命，提高生产力，甚至可以通过节省金钱来获得更多的可自由支配收入。拿可自由支配的钱去吃饭可是不会带来这些好处的。

所谓“免费失败”（free failure）的言外之意是可以免费创新。但这一现实也带来了一个严重的副产品，那就是这意味着人人都能承担得起创新了。是的，几乎人人都能。我们这里的第一位无家可归人士不久前刚发布了他的服务雏形。此人拥有一套手艺，但因为健康原因在中美洲丢了工作。借助于对工具的获取，他为自己打了一场翻身仗。

“免费失败”的观点来源于软件或电子商务领域。这种观点认为人们为一个项目所耗费的时间应该为零。它假设你已经购买或可免费获得所需的计算机硬件和软件。这一点绝非天方夜谭。与过去价格高达10000万美元的电脑和昂贵的设计软件相比，今天，一台价值500美元的笔记本和一套Autodesk Inventor软件就足以帮助你制造出一台压力舱的初产品。

我们对时间的重视程度通常是不同的，这取决于我们要做什么，以及与我们所参与的行为相关的机会成本是多少。在发明家和创新家眼里，创造某个物品所耗费的时间，要么是一项对未来的投资，有望带来巨大的回报，要么纯粹只是内心的爱好使然。他们从真实当前成本（current cost）的角度出发，将时间投资等同于零。他们将自己一路走来所获得的教育和训练视为一种沉没成本（sunk cost）（零）。结果，其余的一切因素都变成了可变成本（variable cost）。维持日常的生活和工作的确需要付出真实的成本，但他们是利用“业余时间”来从事发明的。还有的人则是使用自己的存款或别人的钱。

当我询问我们空间的创业者如果没有技术工坊，他们此刻会在做什么时，大多数人回答说他们可能根本不会去搞什么创造，或者捣鼓什么“人类历史上的下一个伟大发明”。如果成本达到8000甚至10000美元，而不是仅仅付出1000美元以及自己的时间，那么他们会直接去找另一份工作，要么看电视，要么打高尔夫。

因为花销决定是否创新是创新路上的一道障碍。在过去，获取信息、工具和资源（人力、财力和时间）所需的成本是那些最富有、最热情或者最疯狂的人才能负担得起的。花10万美元发明不出来的东西，花1000美元却能做到！有了免费的软件、便宜的电脑和廉价的雏形，发明便得以实现。没有这些东西，便只能看电视了。欢迎来到免费创新、免费创造的新世界！




防水布夹



我由衷地热爱3D打印机。它们实在太牛了！看着我最喜欢的那台打印机将塑料绝缘线慢慢融化，然后魔术般地变出一个东西来，就像在看一台1400分辨率的喷墨打印机一样。

打印机制造商经常讲这样一个故事：有两个家伙用3D打印机制造出了一种防水布夹，当绳圈穿过时，夹子便会紧紧地咬合在一起。这为将防水布固定在卡车车床上节省了时间。这两个人用电脑来设计夹子，然后用3D打印机制造出一系列的夹子，从中找出他们想要的那个。这种打印机最好的特点之一是它们所采用的是一种相当坚固的原材料——ABS工程塑料（丙烯腈——丁二烯——苯乙烯共聚物，Acrylonitrile-Butadiene-Styrene，简称ABS），这通常是目标制造材料，因此这两个人不仅有了自己的“初产品”，而且实际上等于拥有了可以展示给潜在买家的试制雏形。非常酷！

有了试制雏形在手，两人便用彩色打印机和一些基本的卡片材料，制作出了一个全彩的衬纸板，又用塑料真空成型机做了一个吸塑包装雏形。就这样，用简单的工具创造出了一个貌似完成的部件，再配上一个看上去挺像那么回事的包装袋，一个一次性的定制吸塑包装，两个创业家就这样带着自己的防水夹雏形找到了一家大型五金连锁店。结果买家一把扯掉吸塑包装，撕开那件唯一的包装袋雏形（此举令两个发明家吃了一惊，并产生了轻微的恐慌），将里面的夹子仔细查看了一番，随即订购了50000个。

这样的事情你也能做到。怎么做？用你的电脑下载一个Autodesk 123D软件，就可以开工了。请一位第三方代理人来帮你制作试制雏形（在Ponoko.com和Shapeways.com这样的网站花几百美元即可实现）。接下来的几周里反复试验几次。可以去一些复印中心，如联邦快递金考（FedEx Kinko）连锁店，用那里的高品质彩色打印机来打印你的吸塑包装卡。用真空成型机和乙烯焊接机来做一个包装，然后就可以开始兜售了。

只要拿出时间和创造力，花上区区几百美元，就能创造出一个稍加收尾便可满足出售条件的试制雏形了。10年前，人们可能要花掉上万美元，耗费六个月的时间才能取得同样的成就。而且连包装都没有呢！




关键在工具



在卡尔·马克思（Karl Marx）探讨劳动力和资本关系的时代，资本（或者说生产工具）的价值是远大于劳动力的。而且资本也更稀缺。在一个由计算机控制生产的批量定制型社会里，随着低成本、短期型工具的获得，我们进入了一个生产工具足够便宜的新时代，以至于劳动力有史以来第一次能够按照自己的需要来购买或租赁工具。这一变化是革命性的。资本，而不是劳动力，成为按需租借的对象。一场反革命开始了。低成本资本、微资本和免费的创新力正在重塑我们的世界。

好吧，劳动力确实无法和石油公司这样的大企业抗衡，但是大部分的经济成分还是会持续让位于工具、信息和资源方面的进步和成本缩减。




外包，内包，家家包




关于外包（outsourcing）。
 多年前有一次，我需要将几个网址翻译成法语和德语，便找出名片整理盒（毕竟是10多年前的事了），利用旧有的人际关系网找到一家高品质的事务所来做这项工作。它开价49000美元，保证在三个月内完成，但要我们提供一个静态站点来供其编程。随后，我又在网上找到了几个自由职业者竞标网站，想试试看能不能找到一些要价更便宜的。最后，我在90家竞标事务所当中选中了一家曾经和微软（Microsoft）、IBM等一些大型跨国公司合作过的法国公司，它同意以3200美元的价格在三个星期内完成，而且可以使用我们每日更新的现用网站作为目标。拜托：这可是只花了不到1/10的价钱，却只用了不到1/3的时间。

我的一个朋友最近花12000美元在印度购买了一套定制化的人力资源信息系统（HRIS），然后打算作为一项“软件即服务”（software as a service，SaaS）产品转售给他的客户。所谓软件即服务，就是人们租用软件，然后基于每个用户按月支付租金。我的这个朋友把这套软件放到亚马逊网站（Amazon.com）的服务器上托管，这样在他需要的时候就可以租用电脑流量，从而省掉了购买、维护和管理服务器的费用。相反，几年前我曾经花费60000美元，在一家小公司安装了HRIS的SaaA解决方案，但效果不佳。他的支出不到我的25%，却掌握着使用密码。当然，这不足以跟SAP企业管理解决方案竞争，但小公司毕竟承担不起，也管理不了这样大型的软件包。

当今的开放资源领域已经构建起了一整套的企业资源规划套餐（enterprise resource planning，ERP）。你可以利用所需的各种软件来运作一个颇具规模的公司，而无须付1分钱的授权费（license fee），还可以租一个服务器来运行这些软件。域名（.com）风行的那几年，我工作的那家公司曾耗资3000万美元用于网络服务器，却在分期还款之前将其关闭。如今的创业者们都是用租的。


后勤也可外包。
 有这么几家公司在过去的几年里得以迅速成长（例如Accelicia和Corefino），它们将在未来几年里完全承担起你的财务和后勤工作，管理你的应付账款、应收账款以及非电话客户服务，成为一个虚拟的首席财务官（CFO）。有些甚至能生成会遭《萨班斯法案》投诉（Sarbanes-complaint）的财务管理模块。我使用的就是这种公司，而非兼职的记账员或者全职的首席财务官，因为前者更便宜，服务更好，也更快捷。


关于内包。
 我所合作的另一家初创公司雇用了来自美国各地的程序员，并且让他们就在当地办公。这样便节省了搬迁、办公室和计算机硬件的成本。程序员自己提供电脑和网络，而所需的各种软件（就今天来说）都是免费的。

我对整个团队的管理都是通过聊天、即时信息和手机来实现的。我们约有12名雇员，分布于五个州。其中住在加利福尼亚的几位我都是约在星巴克完成对其面试的。除了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之外的其他雇员都是通过网络或约在咖啡馆进行面试的。那种没有办公室的日子我们持续了好几个月。在当今的环境下，我很有可能索性不租办公室。

就像过去学徒工带着自己的工具来上班一样，在今天的创业环境下，你可以指望你的管理团队成员在家办公，并且自备手机和电脑。工具也不同了。这其中包括一间空余的卧室，一家用来开会的咖啡馆，一部电话和一台手提电脑。这就是所谓的内包，能降低创新的成本。当然了，一旦公司步入正轨，这些成本又会回来，但是起步阶段是最关键的。降低创新成本并不是你的唯一任务，但它决定着创新的成败，没有它，几乎就不会有后来的一切。


关于资源配置。
 这里关键的一点是新兴创业者的资源成本正在不断降低。廉价的电脑，外包的服务，外包的基础设施，甚至外包的设计、生产和制作都变得前所未有的便宜。

为了进一步确认，你可能会希望看到微型风投公司的发展，以及一种新型的专业天使孵化器服务的出现。这个嘛，你是对的。现在有一些孵化器服务，可以为你提供25000到100000美元让你创办自己的Web2.0公司（这些是最显著的趋势），并以公司的一小部分所有权作为交换。大多数这类公司都以（迅速的）失败告终，但留下来的那些都取得了不俗的成绩。而这些新公司在创业之初成本都很低，并且都走上了爆炸式发展的道路。




昙花一现



“帕特里克，”我问，“你会怎么描述你自己？”

“嗯，”帕特里克回答道，“一个失败的创业家。”

“怎么会？”我想了解更多。

帕特里克解释说，因为2010年已经是他创业的第四个年头了。他没有告诉我的是，前一年他已经试验过大约六个创意了——这个信息我是从他的一个朋友那里了解到的。此前的几个星期我已经对帕特里克有所了解，因为他正在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我们的一架叫作ShopBot的计算机数控木工机上（顺便说一句，ShopBot是一家非常棒的公司，生产出了非常棒的机器）。最后我们达成协议，决定利用业余时间帮助他建造1000个单位，然后在他转移到当地一家能满足批量生产所需的车间之前，再帮他做1000个单位。换句话说，在过去一年半的时间里，他已经换过10家初创企业了。哇！那可是九次失败和一次成功。按照加权平均值计算，说他是一个失败的创业家是正确的。

帕特里克六周前来到技术工坊，向我们的一位梦想顾问（Dream Consultant）咨询，如果他想用工具做出一个竹制的精装iPad保护壳的话需要上什么课。那是在iPad上市的前夕。随之他选了所需的一些课程，开始学习一些设计软件的基础知识，并利用我们的社区和雇员制定了合适的设计方案。接下来他制作了十几个雏形，建了一个网站，并在iPad推出市场之前，通过网上的一家自由职业者工作区雇了一些人，专门来到一些大城市的苹果专卖店门前，向排队等待的果粉们散发传单。他的第一单生意就这样通过这场伟大的小型游击战开始了。锦上添花的是，当时排队的果粉里有几位博主，其中一个买到一台竹制iPad保护壳后，将其称为“iPad保护壳里的劳斯莱斯（Rolls-Royce）”。

在接下来的24小时里，帕特里克的团队接到了洪水般涌来的1000张订单。按单价60美元计，加上之前已经接到的订单，整个团队接到的订单总额超过80000美元。几个月的努力，换来的结果还真不错呢！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认识帕特里克的。我们通常帮助小规模的创业者制造雏形和进行小批量生产——但1000件这样的大订单实在有点超出小批量生产的范围了。

接着苹果非官方博客（TUAW.com）在其主页上发文介绍帕特里克的保护壳。要知道，iPad刚问世时曾进行了铺天盖地的炒作，你得在苹果专卖店排上整整一夜或者至少好几个小时的队才能买到一台。最初几个星期能买到iPad的都是苹果的铁杆粉丝。

这些铁杆粉丝每天早上的第一件事就是登录这两个网站：苹果官网和苹果非官方博客。在官网上你只能得到一些官方的新闻和更新，所以实际上大多数铁杆粉丝醒来之后的第一件事都是登录非官方博客。在那里帕特里克的DODO保护壳被誉为是最佳保护壳。于是上千笔订单滚滚而来。

就是在那段期间我向帕特里克提出了“如何评价自己”的问题。当时他正站在那台ShopBot旁边，监督16件产品的生产过程。考虑到这已经是过去几年里的第十或第十一个公司和创意了，他的自我评价还是比较公允的。不过他现在已经骑虎难下了。

最初的90天里，DODO保护壳收到了价值100万美元的订单。那一年它的营业额约300万美元，到了第二年，它的年运转率（run rate）收入达到1000万美元。它雇用了40名员工，拯救了旧金山地区的一家装订厂，而且开始出现在一些高端零售商店比如诺德斯特龙（Nordstorm）的货架上。令人惊喜的是，连美国总统奥巴马（Barack Obama）都成了它的客户。这对于一个“失败”的创业家来说，着实不赖呢！

一位本地的风险投资家曾经问我失败的创业项目会给我们造成什么影响。在风险投资家的世界里，大多数项目一旦“失败”，整个公司，连同它的员工和创始人都随之烟消云散。不知为什么，他认为我们也会经历跟他们一样的剧变。我对这个问题相当反感，于是便告诉他与风险投资界不同，我们的成员并没有失败。或者说至少没出现那种灾难性的失败。而且坦白说，按照他的定义，我们的成员根本不会失败。因为他们想弄清楚的是什么东西能给他们的产品、他们自己以及他们的生活带来变化。当你的“失败”只花掉几百美元时，那么这个失败其实只是一个便宜的教训，以及向着成功迈出的一步而已。这样的失败来个十几次，你就可以走出教训模式，开始拥有自己的公司了。

如果一个人花了一亿美元去做一项疯狂的风险投资结果却没能成功，那么这就是一场重大失败，风险投资家们必然会对其大肆渲染。然而这场重大失败的发起人很可能只把它看成是一笔由风投公司买单的高昂的学费。在我们的环境里，迅速的卷土重来（即失败）只是达到目的的一种手段，而非目的本身。如果风险投资家们感兴趣的是发起人而非他们创办的公司，并且愿意让他们拿各种南辕北辙的创意来重复几次，那么无论风险投资家还是发起人都不会遭受那么大的失败。

这也就意味着风险投资家有一套体系，其中以大的失败为常态。这里的“大”至少要损失达50万美元。除非他们能给你100万到500万美元，否则他们连理都不会理你。因此我不认为失败有必要成为常态，我认为学习才应该是常态。而当失败仅仅耗费掉几百或几千美元时，那真的不能算是失败，只是一次便宜的学习而已。




免费的创新



蒂姆·杰宁根（Tim Jahnigen）是我在技术工坊最早认识的人之一。那时他主要在忙着制作一种连线的红外线宠物取暖设备，该设备由两块大板子和感应圈构成，能够为刚刚做完手术的动物提供红外线取暖。他告诉我，兽医们通常会拿一些在微波炉里加热过的湿毯子来帮助手术后的动物取暖，可是有时毯子过热会导致动物被烫伤，而且一旦主治医生分心，待所有的热量从毯子上消散开去后，反而开始给动物降温。

蒂姆相信一个带计时器的红外线加热板效果会好得多。他说几年前他就已经想出了这个点子，也曾去一家设计和雏形制作公司寻标。该公司要价10万美元来做研发和雏形制作。蒂姆没那么多钱花在雏形上，所以他来到了技术工坊。

我问他职业背景是什么。

“我在唱片业工作，”他说，“我是斯汀（Sting）的乐队经理人。也帮其他一些音乐人做演出制作人，写音乐。”我当时就震惊了。一个自称是专业乐队经理人的家伙现在却要来做医疗设备？

“要想得到一个具备功能性的雏形，得花掉你多少钱？”我问。

“实际上我现在做的是小批量生产。”他回答说。“启动资金只需要3000美元，这笔钱我能拿得出。”他补充道。

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解释这件事就是：蒂姆，乐队经理人，能够使用个人的可自由支配收入来发明一种新的医疗设备类别。等花到10万美元时，他就得需要一些投资收入、天使基金、风险投资基金、银行贷款以及其他一些形式的资本了。但是蒂姆的做法是从一些花销中——例如听音乐会，或者坐飞机出国看一场摇滚乐队的演出——挪出钱来从事创新。

如果一个人用可随意支配收入来进行创新的话，那么这里面就不包含经济成本。没有投资委员会，没有门径管理创新流程，没有商业企划案的竞争，没有孵化器审查委员会，没有风险投资家、私募基金公司，也没有中小企业贷款委员会。只是一个个人决定，你买些材料，学学怎么做东西，然后花时间去做，仅此而已。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说，这种创新是免费的。原本要用于休闲的花销，转变成了用于创新的花销。

蒂姆成功了。他的动物取暖设备不仅得到了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the 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NIH）的青睐，也在世界上很多地方得以使用。乐队经理人蒂姆现在已经变成了一位成功的医保企业家——下一步他要解决世界和平问题。

我没夸张。

那次跟蒂姆聊天时我还不知道，他当时已经在琢磨如何生产出一种踢不坏的足球了。一次乐队巡演时他看到一群孩子拿垃圾当足球踢。当他问他们怎么不买一个真正的足球时，孩子们告诉他买来的足球很快就踢坏了，而且没办法替换。

他的下一个想法就是，足球作为一项世界运动，可以在一些冲突地区用来帮助那些来自各冲突地带的孩子们跨越政治、社会和种族的分野而一起来踢球。这一举动将在下一代人的心里悄悄种下和平的种子。

红外线宠物取暖器取得成功之后，蒂姆发现了一种能够在足球项目中一显身手的材料。这种足球是用一种类似卡洛驰（Crocs）鞋子的新型泡沫材料做成的。不过蒂姆本以为产品的研发得花掉30万美元，结果只花了3万美元。一天和斯汀（没错，那个大明星）共进早餐时，蒂姆向他描述了自己的困境。结果斯汀同意赞助他的这项研究。与绝大多数人相比，斯汀的可随意支配收入还是要多一点的。

在雪佛莱（Chevrolet）等单位的帮助下，世界同踢一球计划（One World Futbol Project）现在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发放了150万个足球。




含义



眼下，创新所需的信息、工具和资源正变得前所未有的便宜和容易获得。当创新的成本从以往只有“资本家”或者风险投资公司才能负担得起的奢侈品，转变成中产阶级可支配收入范围内的机遇时，那么我们将能看到一场创新产品和服务的史无前例的大爆发。当我们让退休的人们开始做那些更有趣，而且比打高尔夫更便宜的创新实验时，或者当人们对“空闲时间”的利用方式在我们的影响下发生改变时，他们将能给我们带来意想不到的惊喜，比如金刚石沉积科学的进步。

当我们的空间能够允许人们拿出几千美元，花几个月的时间去试验十几个创意时，他们最终能找到一个价值百万美元的想法，并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

我们还能为心怀创客本能的音乐人提供他所需要的平台，让他不仅创造出医疗设备，还发展出能帮助我们当中最不幸的人们改善生活的产品和概念——而且用的还是他可自由支配的收入。

我喜欢这个词——可自由支配（disposable）。辞典将其定义为“一次性的，可丢弃的”。可丢弃的收入。星冰乐（Frappuccino）、高尔夫、旅游和游艇的钱。只需付出一点点的金钱、时间、精力、试验和失败，你或许就能改变世界，而现在，这种成功就在每一个中产阶级触手可及的地方。

这的确是一个令人振奋的时代，一股“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的飓风已经吹起，其猛烈程度是创造了这个名词的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所无法想象的。




第3章　实践社区



纳加南德·穆迪坐在我们门洛帕克分部的一张桌子旁，聚精会神地攻坚一项聚合物相变技术（phase-changing polymer）。作为斯坦福大学的d.学院（即哈索·普拉特纳设计学院，Hasso Plattner Institute of Design）一门课程的一部分，纳加南德、陈珍和他们的团队发现了一个有望攻克的难题。在发展中国家，每年有数百万婴儿因为早产以及用不上救命的恒温箱而死亡。原因之一在于即使在发展中国家，恒温箱的造价也要将近两万美元。还有一个原因是许多村庄离医院着实太远。

纳加南德所受的工程学训练告诉他，一些可被设计用于长时间保温的材料，如果设计得当，能停留在某个特定的温度区间，并且造价便宜。

作为d.学院的一部分，纳加南德能够接触到缝纫机，但是整个团队有几个项目截止日期迫在眉睫，学校所能提供的东西已经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于是，纳加南德加入了技术工坊。

这是一个试图拯救第三世界婴儿性命的人。我们整个社区都对他所做的事非常感兴趣，这时候团队的力量就体现出来了。在婴儿保温箱的研发过程中，一位有着多年丰富经验的研究聚合物的化学家向纳加南德毛遂自荐，并拿出一小段时间来帮他改造了设备的核心化学原理，从而延长了它的使用。

这个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未开发资源就是“创新阶层”（creative class）所具有的空余时间、创新力和可随意支配收入。正如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在他那部一经面世便迅速成为经典的作品《创新阶层的兴起》（The Rise of Creative Class）中所列举的那样，在美国，有4000万人属于创新阶层，他们代表了50%的雇用劳动力，控制着4740亿美元的可支配收入（2010年）。这个阶层是工程师、艺术家、律师、程序员、设计师以及那些从教育或职业的角度嗜好创新的人们的融合。他们倾向于在一些“创新城市”里聚合，佛罗里达博士在其作品中对这些城市有过一个排名。这创造出了一种广泛的咨询业务，帮助市政更致力于发展一些项目和采取鼓励措施来维持和吸引这一群体。在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的一些城市实至名归：旧金山、奥斯汀以及波士顿。

在本书语境下，有关这一群体的关键问题是：创新阶层为下一场创新力大爆炸的到来起到了哪些作用？我们所能看到的当前互动模式是什么？而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如何支持和鼓励稳健的创新网络和体系的发展？

首先，创新阶层的日常工作，如果他们还保留的话，很可能也是具有创新性的。他们或许不以某种突破性进展为宗旨，但是这个群体致力于推动当今各种产品和服务的发展，及其改善、定位和传播。这些人处于经济发展的前线，致力于给人们的生活带来改变，其中很多人专注于让它变得更好、更快、更便宜。这就是他们工作的目的所在。在竞争型经济中，很少有人能靠着去年的成就坐吃山空。不管是律师、分析师还是更显而易见的艺术家和工程师，他们所受的训练和角色在经济发展中的本质就是创造，不管是完备的诉讼案情摘要，精彩的广告文案，还是为明年出产的小皮卡设计的左转方向灯。我尤其对他们的空闲时间感兴趣，不管是真正的空闲时间，还是因为最近被解雇了，正在找工作的“空闲时间”。




空闲时间



最近，我带领一批客人去我们的一个分部参观。除了看工具之外，客人们还希望能见见我们的成员。所以我们做了我最喜欢做的一件事，即在工坊内私下游走，询问人们做的是什么。我们在一张工作台前停下脚步，跟一位30几岁的年轻女士攀谈起来。她正在加工一块毡制品，而且使用的工具是一个激光器。

“你在做什么？”我问。

“噢，”她回答说，“这是为我的女性朋友设计的高端设计师定制iPhone保护套。”

“真的啊？”

“是的，我不喜欢商店里卖的那些保护套，太男性化，都是塑料做的，就我的品味来说太单调枯燥了。所以我找到了这块漂亮的红黑色毛毡，它是用有机染料染制而成的。我先用激光切割机进行切割，然后装饰以各种各样的设计。我的女性朋友们都很喜欢。我已经开始在旧金山的一些精美礼品店售卖了。”

“它们真惹人爱。你的专业背景是什么？以前做过这个吗？”我问到。

“谢谢你，”她说，“我正在改造激光器，这样生产起来更快更方便。不，我从来没做过这样的工作。我以前做的是分析工作，通过研究商业地产为一家独立评级机构提供报告，最近刚被解雇了。我有商业和政府管理两个硕士学位，却没能找到一份工作。”她又笑着补充说，“我上了几节有关激光切割机的课，成了这里的会员，开始将售卖iPhone保护套当成一种赚钱的副业。”

我们祝她的iPhone保护套好运，随后接着往前走。

我跟客人谈起了创新阶层这个议题，那时我们正在往工坊的后半部走去，在那里，一个年轻人正在操作ShopBot，一种计算机数控木工机。这台机器能够将一些极为复杂的模型切割成一些8英尺长、4英尺宽、厚度达到5英寸的木板，并且能和可进行复杂设计的电脑相连。通常在一些高级专卖店才能看到它们。

“嗨，介不介意我们问一下你现在做的是什么？”

他身边的机床上摆放着一张美得惊人的巨大的竹夹板。竹夹板是一种由竹子做成的环保型材料，这种成长周期短的硬木材料比很多木材都更环保，更具备可持续性。而且非常美观。

“当然可以，我正在做的是竹夹板箱。”年轻人回答道。“你从这里可以看到我的设计。”他从电脑里打开正在控制切割程序的3D模型。

“真不错，”我说。“你做了很多了。”就在我们参观这会儿，大约30个箱子盖已经被机器切割出来了。

“是的，我现在这一批打算做1000个。”

“1000个？”客人问道。

“没错。几个月前我丢掉了照明工程师的工作，找工作期间，我决定上一些课，学学怎么使用这台机器。这些箱子都是我设计出来的，第一批已经卖给了一家连锁店。他们很喜欢，以16块钱的单价订购了1000个。”

这只是对技术工坊会员的一个随机采样，两个人都是失业的创新阶层成员，也都发起了自己的事业。两人都充分利用自己所熟悉的计算机工具来扩充经验基础，而且都利用了计算机控制机器的强大功能完美复制了他们的设计，从而开始补充或取代原来工作所带来的收入。

我最欣赏的另一个例子是凯伦·斯代尔斯的故事。凯伦是Karetsticks.com的所有者。丈夫退休时，她希望能找到一份居家办公的工作，而不是每周要去离家很远的地方工作40个小时。作为一个编织爱好者，凯伦决定为这个世界创造一种东西——竹织针。

这里我要稍作停顿。《连线》杂志前主编克里斯·安德森（Chris Anderson）曾经写过一篇名为《长尾》（The Long Tail）的文章，介绍了在因特网、搜索引擎和类似易趣网（eBay）这种零售商的推动下，小型利基市场（niche markets）的出现。了解这一点对理解凯伦的创业经历非常重要。

凯伦相信如果她能生产出这种竹织针的话，就可以拿到网上去卖。于是她开始查询如何进行小批量生产。在了解了木工工具、外包业务及其他一些选择后，凯伦依然毫无头绪。最后她发现了激光切割机，顿时觉得这是生产竹针的最佳工具，因为一次就能完成切割和蚀刻两道工序。她可以用一个简单的图像程序来做设计，末尾辅之以油漆金属片设计和清漆。完美无缺。只是有一点——一台激光切割机售价25000美元。

于是凯伦将自己居家办公的梦想束之高阁，一放就是几个月。最后，她找到了我们，在这里她每月只需缴纳100美元的会员费，便能用上她朝思暮想的激光切割机。凯伦加入了我们的团队，上了几堂课，接着就开启了她的兼职工作。最初几个月里，她每周要在湾区来回穿梭2~3次才能照顾到所有的订单。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她辞去了一家大型软件公司程序分析师的工作，买了一台属于自己的激光切割机，并走出她家的车库，开始经营一家蒸蒸日上的立足美国本土的制造企业。凯伦正是利用空闲时间创立了自己的企业。她之所以能成功，靠的是对自身计算机能力、新课程以及计算机控制生产机器的充分利用。而她的启动资金也不过几百美元而已。




新型办公室



共有工作空间（coworking space）已经取代原来的办公室而成为一种新的社区。现如今最好的工作地点不是单位，也不是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电信领域出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其优势和隐患都被人们大书特书。家庭办公室的特点之一是与世隔绝。它可以令你取得无与伦比的高效率，也会因沉闷而让人感到窒息。

新的办公形式融合了两种办公模式的优点。所谓的共有工作空间面积在1500平方英尺到25000平方英尺不等，写字台和桌椅散布于整个开放式楼层内。通常会有安静区（无电话往来，有限的轻声交谈）、电话亭以及合作区。初创企业通常会租一间带有共享打印机、秘书服务、邮箱优先权，并且具有安排会议室能力的一整间办公室。这里有很多很多的白板，有社区新闻，有晚餐用的酒和奶酪，或者供应比萨和啤酒的派对，有无线网络，还有一群欣欣向荣、充满求知欲的志同道合的社区成员。新书签售、艺术聚会和各种课程都是司空见惯的。

纽约城外的全体会员大会（General Assembly）现在已经从一个共有工作空间转变成了一个21世纪的教育机构和共有工作空间混合体。它所提供的各种课程（包括网页设计、社交、移动通信、编程、数据库设计以及创业入门等）非常受欢迎，以致不到两三年的时间就得赶紧寻找新的工作空间了。风险资金也找上门来。现在的全体会员大会已经在美国各地建立起了分支机构。

我个人最喜欢的一个共有工作空间——因为它也是技术工坊的5M计划（稍后讨论）的一个组成部分——是HUB，一家社会创业型共有工作空间。它是一家更大的网络公司HUB国际的一部分，在全世界范围内拥有30多家分支机构，并且还在蓬勃发展当中。该空间必须申请才能加入。而且你所从事的项目必须能够让这个世界往更好的方向发展，不管项目本身是营利性的，非营利性的，政府行为，非政府行为（如非政府组织），还是个人行为。通过这层过滤，HUB吸引来了那些最有思想、最有活力也最有趣的人们，他们不仅需要一个空间和一张写字桌，更需要创意、合作者和社交网络——HUB已经成为全球社交影响力生态系统中的一个主要节点。

HUB的旧金山分支拥有数百名会员，每周都举行许多活动，并且已经诞生了数十家公司。几家非营利机构进来后，成功创建起了旧金山最繁忙、最令人兴奋的共有工作空间。我很高兴HUB是5M项目的一个组成部分，也很乐意拥有这么一位邻居。




创业加速器



创业加速器（start-up accelerator）是另一种形式的共有工作空间，其关注的焦点在于创业过程。这种加速器将初出茅庐的创业家所需的各种资源整合到一起，拥有像共有工作空间那样的物理空间。但是与后者不同，他们只接纳初创企业，向他们提供创业指导、各种课程以及资金，帮助初创企业走上成功之路。他们通常以新公司的一小部分所有权来作为资金及其他服务的交换条件。

即插即用技术中心（Plug and Play Tech Center）就是这样的一种创业加速器，它来自硅谷，目前已经在世界各地建立起了六个分部。同样地，这里也必须申请才能得到它的空间，同时单凭一个创意你就可以进行申请。加速器将投资者也纳入进来，这样获准加入的企业也就有可能进入天使投资网络。加速器主要关注的是处于早期的初创公司，而且几乎毫无例外都是以软件开发为基础的。这里其他的优势还包括触手可及的服务提供商，经过审查的律师以及市场营销、社交网络、人类资源和财会方面的支持，并且费用打折，这样就使创业者能够专心进行核心科技的研发。即插即用技术中心还提供各种课程，内容涵盖创业者可能遇到的各种问题，从如何吸引天使投资，到创业者必须关心的一些更专业但非常关键的概念，如交易点利率上下限（collars），棘齿条款（（rachets）、409A评估以及流动性偏好（liquidity preference）等。

我喜欢即插即用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即它将那些已经存在的初创公司吸纳进来，然后将它们插入到自己的体系当中。而其他一些加速器则只接纳最早期的阶段，并且在创意的发展之初就在其左右。Y-Combinator就是这一路径的一个典范。它也是一家企业孵化器，但是扮演的角色更前期。我也很喜欢它在整个生态系统中的作用，因为它有点类似于创业者的新兵训练营。你不能就这么带着自己的团队和当前的资金，为了寻求一个工作空间而找上门去。Y-Combinator的共同工作方法是同时运营一批初创公司走完整个创业流程。Y-Combinator每年都会举行两次比赛，胜者可获准进入。每次比赛的参加者都多达数百人，Y-Combinator会邀请一些初创公司参加推销日（pitch day）的活动，然后从参赛者中选出80多名，给予一小笔种子基金，以约两万美元换取他们公司6%的所有权。接下来Y-Combinator会组织这些初创公司开展高强度的培训、指导、准备，推销实践过程进而进入到演示日（demo day）。如今Y-Combinator的推销日能够吸引到来自旧金山湾区和世界各地的顶级天使投资人和风险投资专家前来参加。

云存储服务提供商Dropbox、社交新闻网站Reddit和房屋短期租赁网站Airbin都是从Y-Combinator走出来的，这种流程是如此的成功，以至于SV Angel投资公司现在已经承诺将以可转换债券的形式提供15万美元的后续投资（其条款对创始人非常有利）。

依我拙见，绝大多数这类加速器的问题在于他们关注的焦点几乎毫无例外地仅限于软件领域。他们是有意为之，希望能通过空间的眼球效应或牵引作用来迫使人们购买这些初创公司，从而获得足够多的广告收入。或者，如果初创公司足够走运的话，能够通过传统的风险投资渠道持续获得注资。当人们说到“精实创业”（lean start-ups）时，他们几乎无一例外都是在讨论网络、手机、社交网络或应用程序。

也有一些有趣的例外，即给实体加上一层软件的外衣。我们在“共享型经济”中尤其能看到这种现象——如租车应用公司Uber，刚刚在前面提到的Airbnb，以及点对点汽车租赁网站Getaround。它们是软件公司，但是被嫁接到了一个实物交割（physical delivery）的平台上，同样也是利用一些未开发的资源，将其整合，然后通过一个软件交付工具进行公开。

Uber是一项按需定制的租车服务。你只需在智能手机上下载一个简单的应用，这样无论你在城市的哪个角落，只要点击“叫一辆车”图标，几分钟内就会有一辆出租车停在你面前。大多数出租车司机每趟出行之间通常间隔好几个小时，这期间司机只能百无聊赖地等调度中心分配新的任务。Uber正是利用了这一事实。在像旧金山、纽约和华盛顿特区这样的城市，租车界产能过剩现象之严重是非常惊人的。然而一直没有一种简单的方法能够充分挖掘这种过剩的产能，直到现在。过去人们为了安排出行，往往需要提前几个小时甚至几天叫车，而且在车辆到达时要保证一切准备就绪，非常的严格而死板。然而在纽约和旧金山这样的城市里，Uber却能使我一天当中安排更多的会议，因为我知道通过智能手机应用，只需提前几分钟叫车即可。通过这一途径，Uber在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之间搭起了桥梁。

借助同样的机制，Airbnb也在散落于世界各地的数千个房屋、公寓和房间之间建立起租赁的网络，巨大的房屋容量被公开。如果没有这种服务的话，这是永远不可能被发现的。Airbnb是一家网站，它集合了世界各地数以千计的空余房间、公寓和房屋，像旅馆房间那样可供出租。家庭或房间的主人将房间的有效期、价格和描述，连同有关设备设施的照片一起发布在Airbnb的网站上，以供潜在的客户浏览和租赁。空闲房间、公寓和房屋的过剩潜能是十分巨大的。真正提供床和早餐难度很大，因此Airbnb同时降低了出租者和寻租者的门槛。就在我写下这些文字时，我和家人正打算前往夏威夷的希洛度假，通过Airbnb租下了距离海滩只有一个街区的一户人家的房子，一套两个大卧室的公寓，租期为一周。其价钱却只是度假酒店同等房间价格的零头而已。

Getaround是一家提供汽车分享服务的公司，即让人们可以使用别人的车。有点像租车服务，只不过你租的车来自你的邻居。它也同样实现了虚拟世界与现实世界的对接。通过在车上放置一种设备，可以允许经授权的租车人驾驶本车。而经授权的租车人则通过网站或者智能手机应用来找到离他最近的一辆车，进而通过车上的设备解锁进入，启动车辆。同样，城市停车的过剩产能也是相当惊人的。

最近跟我交谈过的一位加速器企业代表告诉我，为进入项目而提交的创意中，有30%~40%涉及的都是实体经济，然而由于加速器无法支撑实体项目的研发，这类初创公司只能获得10%~15%的资金。这也就意味着具备潜在可行性的硬件设备初创企业中，有一半是被拒之门外的，因为他们当前不具备基础设施。这一点显然需要纠正过来。我已经开始从硬件设备领域看到进步了。首先，一些新的政府实验室已经开始关注清洁能源技术、太阳能、生物科技和纳米技术等。美国也有许多大学赞助的加速器在关注这些领域。而且我们看到几家加速器开始更加关注创新而非发明。在旧金山，Lemnos实验室开始在硬件领域复制Y-Combinator的模式。会员能够使用Lemnos的办公室，还能得到5万美元的资金、指导以及加速器所能提供的其他一些服务。有趣的是，这家加速器没有购买任何一件设备，因为它的选址距离技术工坊只有几个街区。所以来那里的创业家们也能得到技术工坊的支持。

Lemnos发起的第一个成功项目叫作Local Motion，一家专门研发GPS（全球卫星定位系统）启动设备的初创公司。通过将这种设备放置在汽车车队、高尔夫球车甚至自行车上，便能将这些交通工具转变成一个可共享的站台。由于Lemnos实验室距离技术工坊很近，所以Local Motion得以在附近发展其硬件设施。Local Motion首先在Lemnos的空间起步，然后转移到了技术工坊的旧金山分部。Local Motion的第一个雏形基地位于加利福尼亚山景城（Mountain View）的谷歌总部园区内，在那里拥有150辆电动汽车和2000辆自行车。Local Motion从德雷珀联合企业（Draper&Associates）的蒂姆·德雷珀（Tim Draper）、雅虎（Yahoo！）创始人和前首席执行官杨致远（Jerry Yang）以及美捷步的谢东佑（Tony Hsieh）那里筹集到了约100万美元的种子基金。如果没有创客空间，以如此有效的成本来运作Lemnos实验室这样的项目是根本不可能的。一旦能对创客空间加以利用，不仅Lemnos实验室能够得以存在，而且区域内的所有其他孵化器也都开始关注硬件初创公司了。整个生态系统不仅变得更有效率，范围上也变得更加广泛。再也不是眼球效应至上了。




创意集群



技术工坊所参与过的最令人振奋的合作项目，莫过于位于旧金山第五街和梅森街交汇处（Fifth and Mission）的5M项目的运作。森林城市拉特纳公司（Forest City Ratner）是一家大型的房地产开发公司，赫斯特国际集团（Hearst Corporation）是一家同样在加利福尼亚拥有大量地产的媒体集团，两大集团一直试图在旧金山商业区有针对性地开发一个创意集群（creative cluster）。森林城市有一位慧眼独具的副总裁艾丽·阿瑞娜（Alexa Arena），她将这个创意与哈佛大学教授、摩力特（Monitor）咨询公司创始人迈克尔·波特（Michael Porter）对地区竞争力的研究，以及理查德·佛罗里达对创新阶层的研究结合了起来。

这个由赫斯特国际集团持有的未开发建筑群占地四英亩，位于旧金山市场街南区（South of Market Area，SOMA）。多年来，赫斯特集团在旧金山各个大大小小的项目已经先后从这座城市迁出，有的被外包，有的则因为过去几十年来新闻产业的结构性变革而关闭。赫斯特希望能对多余的空间做一些独辟蹊径的处理，于是他们和城市森林集团建立起了伙伴关系，看对方能否重新定义旧金山商业区的这四英亩土地，并为其带来蓬勃的发展。

旧金山的这块区域距离该城最糟糕的街区第六街只有一个街区之遥。但它附近同样有高速的城市交通系统，有繁荣的购物和集会中心。它只是碰巧位于第五街——错误的那个区而已。

借助于产品开发以及艾德奥（IDEO）、青蛙设计（Frog Design）等顶级设计公司所使用的设计思考法（Design Thinking），阿瑞娜女士开始了一项研究计划，旨在发现如何吸引一组关键的主要租户来帮助启动创意集群的开发建设。作为计划的一部分，她访问了城里一系列初创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包括推特（Twitter）的杰克·多西（Jack Dorsey）。当时多西的新公司Square刚刚起步，于是他建议阿瑞娜联系一下已经创立了自有社群的技术工坊。她还拉来了艺术交叉口（the Intersection of Arts）以及本章前面提到的社会事业共有工作空间HUB。这其中当然还有很多其他公司，但是这些公司后来成为进驻位于第五街和梅森街交汇处的老赫斯特园区的核心群体。在项目开发之前，只有Square和技术工坊互相了解。尽管每一家公司都有共同的社区焦点，也都各自有自己的主攻方向及意图，但是它们都倾向于吸引那些有创造力、有艺术天赋、奋发图强、善于表达、强于社交且性格外向开朗的人。

任何一个组织要想在旧金山开业，都要承担很大的风险。作为旧金山最古老的跨学科艺术基金拨款机构，艺术交叉口不得不“抛弃”这座扎根40多年的城市的部分区域。HUB在伯克利有一个小型场所，但是在旧金山它得需要一个三倍大的空间。对技术工坊来说，这将成为我们第一家企业拥有的扩张点——为此我们必须筹集到250万美元。但是所有的参与组织都做到了。森林城市和赫斯特集团帮了大忙。Square也是全情投入。于是奇迹出现了。

一家数字电影学校坚信自己必须搬到这附近来。其他很多初创公司也深有同感，也想靠近我们。艺术交叉口站了出来，现场承接下了一家艺廊空间；HUB发展得如此迅速，扶持初创公司开始得如此之快，以至于将原来承诺的空间扩张了一倍。技术工坊接过了另一栋大楼来解决初创公司对更多空间的需求。帝王酒吧（The Monarch Bar）就开在了第六街上。每逢星期三和星期五，5M就会封锁一条街道，当地一家名为隐居生活（Off the Grid）的移动快餐车合作企业会拉来六辆专卖墨西哥卷饼（taco）的餐车，艺术交叉口做东，宴请一些艺术家和音乐人，整个社区的人都来吃午饭。

与此同时，5M项目启动了，成立了一个新的组织SFMade。作为马克·德怀特（Mark Dwight，黄包车包具公司（Rickshaw Bagworks）创始人）和凯特·索菲斯（Kate Sofis，SFMade总经理）的共同发明，这家非营利组织旨在帮助旧金山城内的制造公司，其理想是建成一个制造业者可以聚在一起，为改善这座城市而努力的地方，一个可以讨论雇用、制造、出口等城市制造业者们所关心的各种议题的地方。SFMade成立于技术工坊旧金山分部楼上的一张空桌子旁。自从那场简单而不祥的开业典礼以来，这家公司已经发展了350多名会员，与市长办公室和本地国会议员办公室都建立起了直接联系。SFMade每周都会就制造业者们关心的各种话题开办研讨会，其范围甚至已扩张到了旧金山以外地区。

由于自身的成功，SFMade开始帮助其他大城市发展自己的SFMade。这个举措可以说恰逢其时。制造业正在回潮，而城市中心在这个生态系统中有着自己的一席之地。但是只有在城市了解制造业者的独特需求，并与其合作，从而令他们为市场所接受的前提下，才能真正实现制造业的复苏。

5M项目是同类项目中最具野心的一个，不过其他的创业生态系统也有非常成功的。蒂姆·罗（Tim Rowe）是剑桥创新中心的创始人和首席执行官，中心位于剑桥市麻省理工学院（MIT）附近一个叫作肯德尔广场（Kendall Square）的地方。在过去的10年里，蒂姆亲眼见证了数百家初创公司从这里走出去，而中心所用空间也已超过10万平方英尺。现在剑桥创新中心甚至在现场存放有4500万美元的启动基金。

我很喜欢底特律韦恩州立大学与科技城（TechTown）以及丹·吉尔伯特（Dan Gilbert）的Bizdom合作搞的项目。科技城最近公布说它为230多家公司安置了处所，而几年前这个数字还只有40多家。这些专注于做技术转移、企业加速器和种子期融资的做法是能够成功的，虽然过程不会那么轻松。




雏形设计小组



亚当·艾尔斯沃斯（Adam Ellsworth）和布赖恩·杜克斯伯里（Bryan Duxbury）两人决定要做一台像《超级马里奥》（Super Mario）中那样的台灯。这个台灯是一个黄色半透明的盒子，上面印有八位元的问号。只需轻轻敲击底部便可开灯，同时还会发出游戏里一样的声音。亚当和布赖恩觉得这会是一个很有趣的项目，但对项目能发展到什么程度一无所知。这纯粹就是一个私人工程。

他们利用技术工坊制作出了台灯的各个部件，用激光切割机切割好水性亚克力树脂和丝绢网来做基本的丝网印刷。他们学会使用控制板——一种单板微控制器——来控制简单的LED灯光，然后将一个传感器连接到控制板上来检测到台灯接收的敲击。他们对自己的成果非常满意，还把它挂在技术工坊，以供其他创客们欣赏他们的小玩意儿。然而接下来……

一位游戏博客的博主经过工坊，给台灯拍了一张照片并发布到网上，随即就有人问在哪里能买一台一模一样的。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对台灯的需求不断上涨，以至于亚当和布赖恩决定做一次小批量的生产，在Etsy.com上开一家线上商店，尝试注册这个游戏图标。他们给自己的成果取名8 Bit Lit。有一段时间，他们的生产进度非常跟不上。我就在这时通过他们刚雇用的一位女士结识了他们两人。

这位女士与我素未谋面，有一天她突然找到我，感谢我帮她找到了工作。

“你说的是怎么一回事？”我问道。

“你是技术工坊的联合创始人，对吗？”她问。

“是的。”我说。

“是这样的，上个星期我失业了，”她说道，“我决定在找工作期间来技术工坊学一学如何用自己的双手做东西。今天我成了一名会员，报名上了丝绢印刷班，现在，8 Bit Lit雇用了我，让我一上完课就去帮他们生产台灯。明天我就能在这里开始我的新工作了！”




偶然性的公司形成模式



连续几个星期以来，8 Bit Lit的人都在艰难推动着生产进度以满足客户需要，他们从最初的微控制晶片转而使用更便宜的芯片组，和所有的新朋友、新同事一起日夜赶工，加班加点。实际上他们工作得非常开心，以至于终于赶上进度，装运速度慢下来之后，他们决定成立一家公司，保持原来的团队，开始接订购合同。这是有关社区和生态系统力量的又一个绝佳范例。工作的环境不仅帮助他们完成一个项目，而且可以将其转变为小批量生产，进而发展成一家公司。




一种新型社区的诞生



我在本章描述了一种新型社区的出现，它脱胎于另一种包含一定密度创新力的社区。但是这种新型社区需要有基础设施，需要设计、意图、支撑甚至建筑规范才能繁荣起来。那些具备上述条件的城市将能发展出活力四射的创意集群，它们将担负起产生文化、音乐、艺术、新公司以及提供就业的重责大任。




第4章　知识，学习，控制，智力



“嗨，马克！自我介绍一下，我叫戴维·朗（David Lang）。”戴维向我做自我介绍，当时我们正坐在技术工坊旧金山分部的楼上。

“嗨，戴维，”我伸出手去。“我也很高兴见到你。”我环顾四周，然后问出了我最喜欢的那个问题。“那么，你在做什么？”

“这个嘛，现在还什么都没做出来。”戴维回答说。“我正打算听一些课。我来找你是想问一下我能不能把在这里的经历写下来。你瞧，我对做东西一无所知，但是我很想成为一名创客。我说服了《连线》杂志让我开辟一个专栏，写一写成为创客的经历。我打算给它起名叫‘从零开始做创客’（Zero to Maker）。希望你们能同意我把自己在这里做的事情记录下来。”

“这个主意真是太棒了！我们当然乐意你记录下自己的这段旅程。你第一节是什么课？”我问道。

“这里的一位梦想顾问建议我从激光切割机开始。我今天晚上就上这门课。”

“很好，”我说，“我们管它叫作技术工坊的‘入门毒品’（gateway drug），因为它功能强大，使用简单，而且极易让人上瘾——毒贩子对入门毒品的所有要求它全都具备。”我停了一下，“那么，你的专业背景是什么？”

“噢，这个，我的上一份工作是做帆船租赁。我制造过的最复杂的东西就是漂亮的电子邮件。”

我们都笑了。

“我辞掉了那份工作，努力想让自己变成一名‘创客’。”戴维补充说。“或者至少在找别的工作的过程中先迈出第一步。”

几个月后，我在《连线》的博客上读到了他的第一篇专栏。从中我了解到戴维加入了他的朋友埃里克·斯德克波尔（Eric Stakepole）的项目。埃里克是开源（OpenROV）项目的创始人。这里的“开”（open）出自“开放性资源”（open resource）一词，是一种发展策略，指的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贡献出自己的时间、洞见和金钱来共同发展一个项目，作为交换，关于项目的全部技术参数都要公诸于众，并通过授权来确保人人皆可使用其发展成果。ROV是“remotely operated vehicle”的缩写，意即“遥控潜水艇”。项目的意图是：设计出一种能够进行DIY水下探测的所有人都可操作的机器人潜水艇。哇！我当时想，从零开始做遥控潜水艇，野心未免太大了吧。

野心与否，戴维和埃里克创办的ROV公司已经渐具雏形。而戴维也不再是一个创客新兵。自从我们首次见面以来，他已经听了20多门课，来我们的创客空间不下200次。OpenROV的启动活动募集到的资金超过了11万美元，现在戴维拥有了两份工作——为《连线》杂志撰写专栏，以及经营他和埃里克的公司——同时还有了写书的计划，并且同样也是借助Kickstarter网站的众筹模式为自己的新书《从零开始做创客》募集资金。（Kickstarter是一个众筹网站，在那里，很多像戴维一样的人们将自己的项目创意发布给大众——通常是朋友、家人或脸书（Facebook）上的朋友——赞助人通过网站向该项目捐钱。如果足够的人捐出了足够的钱，这个项目就有资金了。后面我们将对Kickstarter进行更详细的介绍。）




知识



知识的创造、发展和传播是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否渴望、需要或具备知识，这件事本身已经影响了你对可能世界的理解。但是对知识的渴望是关键。造就一个工程师或化学家是需要时间的。

我这里所说的“知识”，指的是从书本和经验中学来的深层次的知识。通常从经验中建立起来的知识会鼓励我们回到书本中去弄清楚到底是怎么一回事。这里有几个例子。

技术工坊的一名员工最近有这样一个体会：“说真的，除非真正去铣削不锈钢，否则你根本不知道这东西有多坚硬。”

这一陈述的有趣之处在于，这名员工为了得到机械工程学位而去上了一堂名为“材料的强度”的课程，然而他并没有亲身体验过这种经历。

施乐集团（Xerox）和施乐著名的实验室帕洛阿尔托研究中心（Palo Alto Research Center，PARC）的首席技术官（CTO）约翰·西利·布朗（John Seely Brown）有一次来到技术工坊，告诉我们说，很多孩子都是透过自己的肚脐来学习的。我非常喜欢这个描述。这位员工刚刚正是透过自己的肚脐来学习的。动手发现是知识发展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点燃学习欲望的一个关键来源。

举例来说，我本来对材料强度不感兴趣，直到有一天在特种部队进行野外训练时，一个炸弹人向我们展示了如何在砌块墙上炸出一个洞来，才让我大开眼界。

“你怎么知道该用多少炸药才能在墙上炸开一个洞，而又不把整面墙炸毁呢？”

他给我看了用来对付墙体（加固型的和不加固型的）和桥梁（铁桥、木桥、混凝土桥）的炸药配方，介绍了不同炸药和爆炸物的典型特征，突然之间让我迷上了物理。

同样，我也曾问我的高中化学老师是什么让他迷上了化学。他的回答是：“钠。”

原来，纯钠在与水接触时会迅速燃烧起来。在我老师上学的时候，钠的获取要比现在容易，于是他找到了一些，撒到了邻居家的院子里，这样等洒水器启动时，邻居院子里就会出现无数个迷你火山一起爆发的场面。（千万不要在家里效仿！）从此化学成了他一生的挚爱。

最后，几年前我去参加了一个高科技研讨会，与会者都是来自计算机软件和硬件公司的资深行政人员。演讲人让所有在学校里当过电影放映员的人举起手来。考虑到每个房间也就只有一两个人在小学时担任过重要角色，而且我们十有八九采样过密，所以我估计房间里有一半的人会举手。结果出人意料：每一个人的手都举了起来。在提问“谁经常玩乐高积木”时情况也一样，有些人甚至举了双手。乐高的娱乐价值是如此的深入人心，以至于大家提出要再投一次票。

真正的知识都是从经验中诞生的。你只有真正投身到事物的细节当中才能完全理解它。亲身实践的发现和探索是创新的必要条件。要想准确掌握就得花费时间——光上一堂材料课是不够的，你必须拿出时间去实验室或田野里进行体验。的确如此，深层知识的获取不是易事，并且总是伴随经验而来的。




信息



我们生活在一个信息的时代。回答我们的问题的是谷歌和维基百科（Wikipedia）。美国可汗学院（Khan Academy）、苹果大学（Apple University）以及越来越多的大学都把自己的课程放到网上以供大家发现和使用。现在你只需拥有一台电脑，并且愿意拿出时间，就可以自学任何事情。虽然可能拿不到学位或执照，但是原始信息都在那里，供你随时取用。

一个信息自由、容易获取且无处不在的世界总是会发生一些有趣的事情。其中最大的特点就是透明性（transparency）：所有人都知道那些最新潮的小玩意儿在百思买（Best Buy）的售价是多少，因为它们全被放到了网上。现在你用手机就可以从亚马逊（Amazon）、克莱格列表网（Craigslist）、百思买以及数百家批发商那里买东西。再也不会有因开车去商店或购物广场看某样商品的价钱而造成的沉没成本（即不可回收的成本）了。这就是“无摩擦”信息：价格信息在你想要和需要的时候就能得到，你无须为此付出任何成本。这类信息可以归入“寻找发现成本”的范畴。在过去，寻找和发现的成本非常高，往往会导致次优采购（suboptimal perchase）——相当昂贵的次优采购。

不过，销售是一种双向行为。不仅消费者想找到商店，商店也常常努力想要找到消费者。因此寻找发现功能的实现也是双向的。你十有八九已经感受到了，网上购物通常能让你以更便宜的价格买到自己想要的东西，从而省下一大笔钱。不仅消费品购买领域如此，许多商品交易也确实如此。

互联网风潮在2000年兴起时，这种无摩擦信息流刚刚崭露头角，当时我所在的公司需要设计一个动画标志——一个卡通形象。于是我们通过名片整理盒（Rolodexes）来寻找一些能做这种设计的设计公司，还把项目上传到了一些网上的求职公告栏上。通过传统方法，我们收到了一些问询和投标，报价在20000~40000美元之间不等。由于也利用了网络来发布招标信息，我们也从一些实力较小的玩家、独立设计师、卡通漫画家，甚至两三个传统公司那里收到了大量投标。而且——这可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们还收到了当地一位艺术家的问询，他正试图拓展一下领域。与一家初创企业合作的主意让艺术家很感兴趣。他同意以5000美元的报酬承担这份工作。不错啊，不过不要现金——他要股票。太棒了。正经历现金慌的初创企业别的没有，就是有股票。

现在，你们当中很多人要问了：“那又怎样？你在网上省了一些钱。有什么了不起？”这么想不怪你们，是我忘了提，这是一位享有国际声誉的卡通漫画家，普利策奖（Pulitzer Prize）得主。

那么现在让我们回顾一下。这个结果超越了我们所能想象到的一切可能结果——差距非常非常巨大。即便是得到一个好设计的可能性已经高到破表了。事实上结果比这更好。而且更快——卡通漫画家住的地方离我们办公室只有5分钟的路程——而且几乎毫无疑问更便宜：他是用设计换股票。相比传统的方法，新方法更好、更快、更便宜。你能想象掏出自己的联络人管理表，从里面找出一个普利策奖得主来吗？然后还要请人家以便宜的价钱来为你工作？拿股票当报酬？而且你还想让他或下个星期来你这里讨论一下创意？

这就是无摩擦的意思：买卖双方以更迅速、更便宜、更简单的方式建立联系，并且有时结果会好得多。

网络还可以帮助我们减少“牺牲”。这是消费者为了满足自己的需求所不得不忍受的。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产品，由于每样产品都要将其特定的某种用途设计进去，设计师必然要有所取舍。唉，可是这种取舍消费者就未必喜欢了。不是太大了，就是太小了，这个红的深浅不对，那个跟别的配饰不搭配，要么保修单有限，要么就是你要得多但卖家那里数量不够。

以一个常见的2号铅笔为例。按理说这应该是非常接近于完美产品了，它十分常见，价格低廉，来到在这个世界上已经好多好多年了。它的制作材料简单——木材、石墨、胶水，以及支撑橡皮的那一小块金属片。在我试图去理解“牺牲”这个概念之前，我从未特别关注过铅笔这个物品。就是一支铅笔而已。但是想一想吧，你喜欢它写字时发出的嚓嚓声吗？我不喜欢。你喜欢削铅笔吗？为什么非要削铅笔呢？笔端的橡皮通常都不是特别好用，而且也不够大。石墨做的铅笔芯经常断。随着笔尖越来越钝，画出来的线宽度也不一致。石墨容易抹得手上到处都是。笔身是那种很丑的黄色。铅笔头咬起来味道也不怎么样。没错，我是咬铅笔头，怎样？要我说，咬起来最好有樱桃的味道。放到口袋里时它没有可以盖的笔帽。它不是非常耐用。个头儿要么太长，要么太短，我喜欢中等长度的铅笔。还没全部用完就要丢掉。我还得随身带着一只削铅笔刀，削的时候弄得到处都是，还浪费不少石墨。用它签署的文件没有法律效力。它不上档次。你什么时候骄傲地拿出过一只黄色的2号铅笔？它就只是铅笔而已。

那么在其他领域我们消费者又承受了多少牺牲呢？非常多。因特网的作用之一就是帮助生产者和消费者更好地对接。如果对此稍微思考一下，你就会比以前更希望看到更多的生产者生产更少的产品。这么想是对的。在社会科学研究网络（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SSRN）偶然发现这一瑰丽的研究成果时，我激动万分，因为它证明这的确是当下正在发生的事实。因特网改变了卖什么和什么能卖这两大领域的景观：

2000~2008年，亚马逊长尾（Long Tail）之长又取得了非常显著的进展……从亚马逊产品多样性当中获得的消费者盈余在2000~2008年的时间里翻了5倍。

长尾这个术语近年来非常流行，用来描述一种将大批量特定商品与相对小批量的其他商品一起销售的零售策略——通常辅之以大量销售需求量不那么大的商品。克里斯·安德森在2004年10月号的《连线》杂志上撰文提出长尾理论，并列举了亚马逊网站、苹果公司和雅虎公司作为应用这一理论的范例，从而使长尾一词流行开来。安德森在他的著作《长尾理论：为什么商业的未来在于少量多批》（The Long Tail：Why the Future of Business Is Selling Less of More？）中进行了详细的阐述。

最近经济形势急转直下，在人们开始越来越多地思考自己到底都买了些什么之前，这一研究已经得出结论。一个人买的东西越少，越不频繁，购买的意图越明确，他就会越集中于那些重要的物品上，希望它们更有用，质量更好，由本地供应商装配，使用本地材料，并且背后蕴藏着一个独特的小故事。

等到下一个10年，宜家（IKEA）和伊森·艾伦（Ethan Allen）等一些家具连锁店会发现自己变成了业界的恐龙。我为什么要去买一件尺寸不对，表面处理不好，选择有限，非定制，非个人化，而且被我素昧平生的不知什么人制作出来的东西呢？我完全可以将基本设计下载下来，混搭一下，弄出我的风格，然后请本地的手艺人帮我制作出来。或许宜家的价格要比本地手艺人的要价低，但那又如何？有多少消费者所作出的牺牲是宜家这样的零售商看不到，也没有能力捕捉到的？想起来都让我难为情。任何一位本地手艺人都能比照伊森艾伦的价格，做到本地取材，而且可能会使用可循环材料，并且这样的家具也将蕴含更多的含义在里面，因为你能进一步了解这位手艺人，能自主选材，还能和他一起研究设计方案。说不定你还能自己动手做家具呢！

几十年前，当我得到一次“重大”的职场晋升，担任高级产品经理时，我妻子和我决定，是时候买一些“真正的”家具了。于是我们从一家全国有名的高品质家具公司购买了一套光彩夺目的家具。我们刷掉了12000美元的信用卡（然后用4年的时间来还款），得到了很多件家具。接下来的整整一年，每当我回到家看见这些美丽的家具摆在客厅里时，我的心情会立刻变得很好。但是现在，我再也无法从那次购物当中得到任何的精神振奋了。家具依然漂亮，做工精良，品质上乘，我们依然对那次购物的结果非常满意。但如果再来一次的话，我不会购买一整套客厅家具，而是会和妻子一起在我们的工坊里自己动手打一套。妻子向来都很喜欢做木工活，只是一直买不起工具。

的确，这需要一笔非常可观的时间投资。我们将省去很多快乐的电视时光。但是我们没准能把这场冒险变成一次假期，让孩子们也参与进来——那些我们一起做出来的、足以珍爱一生的东西，将在我们去世后光荣地留给孩子们。如果你没时间自己做家具，也可以通过网络找一位本地匠人来跟他合作。你可以将你的一些想法融入到家具的设计当中，这依然要比在商店里挑到的家具更有意义。

很酷的一点是，计算机数控生产将会增强工匠的装配能力，提高他们的生产力，从而使之能够更有效地与大型制造商竞争，等到了这一步，一切就都变了。

等着看宜家和伊森艾伦们如何与这一新的生态系统竞争吧，他们一定会在自家的店面内或线上目录中开辟出“本地”（local）这一块来。等着瞧，他们一定会增加更多的定制化服务，邀请本地艺术家，开辟DIY部门，从而让客户参与到建筑和设计过程中过来。他们必须进化，否则难逃灭绝的厄运，就像恐龙一样。




学习



前面已经讨论过知识和信息了。接下来让我们来说说学习。课程、书籍和网上指导加速了知识的获得，而知识获得的提速又是推动创客运动的多个因素之一。为什么？因为现在你可以迅速获得制造某样东西所需的知识。推动这一现象出现的原因是软件业的发展，软件业的发展使得人们可以越来越轻易地控制机器，因此人们需要学的东西也就越来越少了。

网络世界里充斥着各种各样的说明方法和操作指南。从可汗学院到Lynda.com和Instructables.com，你可以从中学会微积分，了解什么是三阶倒数，如何用Java语言编程，如何使用Ruby on Rails程序，如何组装起一把电子吉他，甚至能制造出你的第一台机器人。有几千个项目可供你选择，你完全可以舒服地待在自己家里，按照自己的日程做安排，所要投入的时间和金钱成本只是传统课堂教学的零头而已。

在过去，如果你想自己学会如何用成型机把塑料做成一个东西，可以选择中等职业学院（trade school）或者去做学徒，或者去上大专，又或者上4年大学拿一个机械工程学学士学位（不过这条路的风险在于你可能根本没机会接触到铣刀、车床、注压机等工具）。这些选择轻易都要花费几年的时间。然而现在，你只需报名上特定的几门课程（2~3个课时），再上几堂计算机数控课（2~3个课时）和一堂喷射模塑课程（1个课时），就能具备足以开工的技能了——最多花1个月的时间。

纽约市的共有工作空间“全体大会”最初成立时主要承担共有工作空间的角色，后来转变成了一个提供正规教育训练的共有工作空间。全体大会提供接口设计、软件编程以及其他一些前沿性的培训，为人们胜任眼前的工作做好准备。课程长度从1个晚上到8个星期不等。这个组织即将发起一个为期数周的高强度科技领域培训，美国的大学在未来几年内都无须再编写课程表了。这将是由真实世界的参与者们带来的与现实社会息息相关的快速教学。

在技术工坊，我们只传授能够让学习者安全操作一台机器，并使项目进一步发展所必需的最低量的信息。这里强调的是足够而非精通。教育课程和假期课程之所以会持续12个星期，其原因更多是为了防止孩子们四处乱跑，避免他们和成年人抢工作，同时让教育机构和老师们有钱可赚。我爱我们的教育机构，可是它们之所以做这样的设计安排，也是出于多种原因的，并非全然是为了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利用恰当的时机传授知识。

想学焊接？你可以去上中等职业学校，然后当几个月或者几年的学徒工，也可以在当地找一所社区大学，上一门为期13个星期的焊接基础课。或者，你可以买一台电焊机，找一些视频来看，然后在自家车库里对着电焊机操练起来——小心别把房子烧掉就好。又或者，你可以找一家创客空间，花上60美元，拿出几个小时的时间来，让专家告诉你焊接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两个小时的安全操作和基本使用课程下来，你不会立即变成一个焊接大师，但是能了解一些焊接基本知识，知道如何进行安全操作，而且能够做一些焊接的实战演练。哪怕只有这么一点点焊接经验，你也非常有可能制作出一些有用的东西。而且只需做一点练习——好吧，很多很多的练习——你是可以成为一把好手的。好到足够完成你的工程，而不用拿出13个星期来浪费在课堂上，或者花几百美元买来一台电焊机，却在未来10年里把它丢到一边去蒙尘。

一天的时间你还能学到些什么呢？木工基础知识，如何使用激光切割机或使用缝纫机，如何使用水刀切割机切出4英尺宽、8英尺长的铁皮，CAD制图技术和CAM制造技术的基本原理，计算机数控（CNC）机器的概念，3D打印或乙烯切割的基本原理，粉末敷层，喷砂处理，基本碳纤维，基本电子学，还有好多其他知识。没错，在接下来12周的时间里完成你自己的创客革命，是完全可能的。




控制



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计算机数控铣削机、3D打印机及其他一些计算机控制工具如激光切割机、等离子切割机、水刀等，为制造业带来了改头换面的变化。

自从20世纪50年代早期麻省理工学院出现了使用计算机兼容磁带、自主驱动的数控铣床，从而迈出了前进的第一步以来，计算机数控机器的发展始终处于稳步上升阶段。摩尔定律推动了机器制造成本的降低，给设计行业带来了彻底的革命。早在20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人们就预言了今日绘图桌的没落。虽然用了一些时间，但是计算机设计最终打败了绘图。正因如此，复制、修改和生产的能力也就变得越来越容易了。

起初，这些机器非常昂贵，而且很难操作。使用者要想制造任何东西，得先学会一种叫作G代码（G-code）的深奥难懂的脚本语言。随着一些易于使用的软件工具（如Autodesk Inventor）和一些更易于使用的软件工具（如Autodesk 123D Make）的出现，用于制造物品的设计工具终于具备了普遍的可获得性。你不必再去学习用G代码编程，你不会拼这个词都没关系。这些软件当中有些是免费的。有些网上图书馆也有可供制造零部件的文件，所以你几乎不费吹灰之力就可以开始着手做了。

使用3D打印机进行设计和开发，然后再借助各种不同工具进行生产，这种能力相当令人震惊。计算机云系统的发展，能够让使用者充分发掘联网计算机的强大能量。任何人只要拥有一台能上网的电脑，指尖轻轻一敲，便有能力开展强大的研发工作。

有了像Autodesk Inventor这样更加先进的工具，人们甚至可以进行模型模拟，做受力分析，模拟强度、磨损和功能性。通过使用设计软件中的材料程式库和有限元素分析引擎，能够在计算机运行中测试不同品级的钢材或铝材，几分钟内就能重新运行一次10年磨损仿真。

真正在过去10年里对技术创新和创造力，或者说制造业的“控制”部分带来变革的，是价格的不断下降与软件和使能服务平台（enabling platform）性能的不断提高。直到最近以前，好的计算机辅助设计软件工具价格都在5000~100000美元之间，但是这种现象不会持续很长时间。技术工坊的合作伙伴欧特克公司已经开始为其专业软件生产“消费者”级别的免费版本。这种版本的核心引擎和该公司收费数千美元的软件是一样的。当然欧特克去掉了一些功能如有限元素分析等，但是普通的创客才不关心这个。而且如果你真需要的话，可以到我们工坊来用我们的计算机，你所需要的所有高级、昂贵的软件这里都有。

同样精彩的是，许多拥有炫酷设计的免费图书馆也在不断涌现出来。欧特克公司就通过一家网站来支持人们上传各种设计，还有其他一些网站也支持开放硬件运动，并且提供免费的设计。Thingiverse.com也很棒，你可以下载设计文件，然后对其进行修改以符合自己的特定要求。在网络搜索引擎上搜索关键词“Thingiverseunicorn”，进入Thingiverse.com网站，你能看到半打的独角兽设计方案，全部都可以供你拿去用3D打印机打印，或者按照你自己的要求修改后再打印。

在技术工坊，最受欢迎的三个工具分别是激光切割器、ShopBot计算机数控木工铣床，以及3D打印机，它们均为上两三节课即可学会使用的工具。我们的会员在学会使用激光切割机或ShopBot后，往往都会开辟一个新的职业。我们在全美各个分部的所有家具，从扁平封装的接待桌，到标识和储藏箱，都是使用ShopBot制造出来的。仅这一项，每个分部就节省了好几万美元。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控制计算机数控机器的步进马达和计算机芯片已经变得功能强大而价格实惠，以致现在直接配置到了业余级别的机器里。软件变得如此简单，你只需到YouTube.com或者软件公司网站上去观看一些教学指导视频，或者上一堂简单的入门课，一个星期之内就可以着手制作一些简单的东西了。这种快速的生产力在以前是不可想象的。

过去，如果你想拥有一个小小的床头柜，并且把孩子的脸当成浮雕设计进去的话，你要么得请一个手艺人来帮你做，要么自己动手做。现在，你可以从电脑里拷出孩子的数码照片，用滤光器来加强其颜色的深度，按照ShopBot的木工操作指南将其转化成雕刻，周末就可以把你要的床头柜做出来。在创客空间，你可以上三门课，熟悉一下必要的工具以及一些免费的软件，并且为自己的目标——做些子女能够毕生珍藏的东西——做一个小实验。

这场革命的“控制”方面是很难被高估的。从国家层面上来说，美国政府对高级制造业的兴趣是为了将其作为一个竞争机遇，从而将制造业带回美国，而这正是受生产力驱使的。我将在下一章就这一点展开进一步论述。




一个人的产业革命



1760年前后，伴随着批量生产型机器的发明，第一次产业革命开始了。对法国大革命起到推动作用的裁缝起义，是裁缝行会认为其会员的生活方式——他们控制着生产工具——被机器夺走所带来的直接后果。随着产业革命不断向前发展，对新的生产局面的对抗也在不断深化，几千年来，人们都是用自己的工具干自己的活儿，用自己的双手和工具从事生产。随着工业机器的涌现，生产手段变得十分昂贵，个人难以拥有，一些普通工匠开始失去他们赖以维生的工具，从而成为劳工。

机器驱动方式的进步，是通过蒸汽机的出现和改良（这是为了让矿工开采深层煤炭和矿石而采用的抽水系统的副产品）以及现代钢铁运动来实现的。电力的出现大概可以看作是划分两次产业革命的界限，随之而来的是电灯和电动机，并在之后的150多年里为人类生活带来了真正革命性的变化。关于产业革命开始的时间，以及第二次产业革命是否存在和何时开始，历史学界存在诸多争论。电力出现之前，工业化的发展主要是由蒸汽动力驱动的。过去每一家工厂都使用巨大的传送带为工厂的各个角落传送能量。随着电的发现和电动机的发明，能量的输送变得能加容易了。

最终产业革命传播到了国外。19世纪70年代，日本以更快的速度完成了自身的产业革命，其他亚洲国家紧随其后，包括一个世纪后的印度和中国。每一个国家完成产业革命的时间都比上一个国家更短，甚至10~20年即可完成。尽管如此，产业革命的工具还是被局限在了那些买得起它们的人手中，换言之——大企业手中。

然后到了20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人开始生产资本工具，从而降低了他们的成本。中国人紧随其后，使成本进一步降低。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间，仅基本的铣床和车床的价格就下降了超过70%。现在你花5000美元就能在中国买到一个很好的车床，铣床则需花10000美元。这个价格不便宜，但是并没有超过小型企业的承受范围。结果在其他国家的便宜工具和廉价劳动力的双重夹击下，美国的工具和模具制造业几近枯竭。

在过去的20年里与这一趋势并行的是计算机领域始终遵循众所周知的摩尔定律（Moore law），即每18个月，计算机的性能都会增强1倍，但价格保持不变。最初的计算机非常昂贵，如果给铣床连接上一台计算机及相关软件的话会使成本增加12万美元。而且操作者还学要学习G代码编程以及如何使用生成G代码的软件，通常这要花掉六个月到一年的时间，前提是操作者还要懂得如何操作铣床。

所有这些都不同了。计算机已经入侵了制造业的领地。一台价格曾高达25万到50万美元的计算机数控铣床，现在可能花不到两万美元就能买到，还包括软件。当然这依然是一大笔钱，但是如果你是一家拥有这台机器的创客空间的会员，那么你每月花125美元左右就能使用到。另外，计算机数控软件的使用也变得越来越简便，我就见过有些人从入门到生产出有用的零部件，只用了不到1周的时间。我相信我们正处于第三次产业革命的转捩点上。克里斯·安德森称其为“新产业革命”，其驱动力就是那些便于使用且功能强大的计算机控制工具的廉价获取途径，包括那神奇的3D打印机。接触到完整的创新实验室——例如装备齐全的创客空间——的成本已经下降了四个数量级。随着按月付款形式的发展，在创客空间接触到这些工具的途径已经降低到了它们10~15年前价格的万分之一。

我在本章开篇时介绍的戴维·朗，一生从未做过任何东西，却通过课程和获取途径获得了足够的知识和经验，并在一家发展中的机器人公司担当了领导者的角色。最终，戴维在90天的时间里完成了他自己的产业革命。不是150年，也不是30年或10年。90天。拜托！现在人们只需花几百美元，而不是几百万美元，就能完成自己个人的产业革命，而且时间不再是几年或几十年，而是几周。说这是革命一点也不过分。

我跟佩林·兰（Perrin Lam）也是这么认识的。他自我介绍说：“我只想谢谢你把空间开在了旧金山。我叫佩林，我正在重塑我自己。”

佩林是一位上了年纪的绅士，他的职业是广告文案，拥有近40年的经验。几十年前他从一家大型广告代理公司做起，为一些大牌企业做广告宣传，最后跳槽到了客户那边。最终来到一家大报社写广告文稿，在那里度过了一段长久而成功的职业生涯，直到因特网和克莱格列表网的出现几乎摧毁了报纸业。我就是在那时遇见他的，就在他丢了工作大概1个星期以后。

“想想我的处境吧，马克，一个60岁的报纸广告文案，谁还会请我？”不等我回答，他又继续说道，“我打算去做一名珠宝匠。有了那个激光切割机我真的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最近我又邂逅了佩林，他看上去非常振奋。几年过去了，他已经开始把自己制作的珠宝卖给当地的博物馆商店了。和我巧遇的时候，他正打算到全国博物馆商店采购人大会上去展示一下自己根据每个博物馆的独特气质和展品来制作定制珠宝的本事。

重塑自我的一个好处在于你不会忘记自己的其他技能。佩林的网站、名片和产品手册都相当的文采斐然。那是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棒的广告文案撰写人。




智力



高级制作这个概念里面蕴含着非常多的趣味性。这个主题广泛而多元。大多数媒体在报道3D打印机时都凸显其新事物的一面（这好比称一项有着25年历史的技术“很新”），但是这一领域还包括计算机数控技术、机器人技术和软件科技。现在设计软件工具正变得足够复杂，可以进行失败分析和生产分析，能够提出建议来改进设计方案，以促使其更便于满足制造所需。

一个真正智能的生产系统能够理解你想做的是什么，能知道你具备哪些制造才能，你想达到什么质量，你手边具有哪些材料，你所受到的成本限制是多少，以及你的一系列其他需求。然后它能以互动的形式帮助你在给定的限制范围内制作出最佳产品。它还能就如何在灵活多变的生产环境下进行制造提供一整套全自动（或者更可能是半自动）的操作指南。如果是高度自动化的制造环境，那么人类互动想必会非常有限。不过话说回来，这毕竟是目标所在。

不过让我们先别跑题。许多零部件都将带有灵敏的传感器。多年前我曾经进行过一个项目，我们预见在未来所有的零部件都能了解自己的状态（坏了？冷却了？承压过大？弯了？），轴套一旦发生问题便能发出信号。想象一下，在汽车的轴套上安放一个便宜的传感器，轴套一旦变形就能发出即将失效的信号。那就不难想象接下来会有一系列的事件环环相扣地启动，从而保证替换物已经从旁准备就绪，那么下一次你去经销商那里就可以进行维修了。这里要提醒你的是，它并没有发生故障，只是准备好随时可以应对故障了。而当上述这些问题跟一个先进的分布式生产体系连接在一起时，这些零部件将在有需要时按需生产。可能没办法提供一模一样的零部件——零件的替换对汽车公司来说可是一笔大生意，而且零部件的利润是非常高的。汽车公司还将承担库存和分销的成本。如果汽车公司能对零部件稍微进行升级，从而满足在本地按需生产的话，那么公司的利润可能会更高。

我可以看到人们使用激光对铝材进行烧结，作为替代内部塑料元件的一种更便宜的解决方案，而且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这种方法实际上更好。同样的道理，算上所有相关成本的话，标准的新替换零部件的价格通常是与汽车一体成型的原始零部件的三倍。而且你也未必总能找到自己所需的零件。最近因为车上的一个塑料部件坏了，我换了一整套的处理系统，为此支付了300多美元的零部件费和100美元的人工费。用坚固的不锈钢材料把这个零部件打磨出来，没准会比替换整套组件便宜呢。在不远的将来，按需制作配件将成为一种切实可行的选择。而汽车公司因此说不定能赚更多钱呢。

综上所述，智力将不再仅仅是先进制造业平台上的一个组成部分，而是深深嵌入到它所生产的各种零部件、元件、组件和系统当中。通过稳健的数字化、通信、状态检查和作业流程，将创造出一整套密切相连的生态系统。果然智力非凡！




第5章　助燃创新力





众筹业务



一天下午，本·扬（Ben Young）找到我，自我介绍说：“嗨，我叫本。我只想对你说声谢谢，感谢你们创立了创客空间，使很多像我一样的人能够发布新的产品。”

他和他的兄弟伊凡·王（Ivan Wong）、朋友安妮·裴（Annie Bui）那时正合作进行一项计划。

“很高兴见到你，本。谢谢你成为我们团队中热情的一员。”我回应道，“那么你现在做的到底是什么呢？”

“你瞧，我是一名职业体育摄影师，”本说，“你知道专业单反相机的问题在哪里吗？”本兴致勃勃地问道，显然他相信单反相机有急需改进的地方。

“我不知道。”

“好。相机的环型背带是位于机身上方的。这真是最不适宜放环带的地方！直接放镜头上都比放这儿好得多。一直以来我和我的搭档们都在给相机制造商发电邮，讲道理，试图让他们把背带设置在机身底部，这样拍照时它就不会碍手碍脚。”本停顿了一下，“我真不相信这些照相机公司竟然对我们的建议置若罔闻。但他们就是这么做的。”

我点点头。

“作为一名体育摄影师，我发现有时背带真的会带来很严重的问题。拍摄快速运动的车辆或运动员时，它们会挡在镜头前面，进而出现在照片里。”本滔滔不绝地讲着。“而且从人体工程学的角度来说，如果相机倒放的话，拍摄者就更容易抓起相机，摆好机位，我只需抓住机身一角，放到眼前即可拍摄。我们通常会同时携带好几台相机，这样就无须换镜头了。但现在这种设计实在是很蠢。”本说完了，语气中难掩深深的失望。

“哇，我还真不知道这里面有这么大的问题。”我说，“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这个嘛，我们是专业摄影师，不是机械工程师，但是在上了几堂课，并从我们的搭档安妮·贝——她是狐狸赛车（Fox Racing）公司的产品设计师——那里得到一些帮助后，我们已经可以做出一些雏形了。我们的模型不会只把相机固定在一个位置上，而是用转轴将其支撑在一个环形设计上，因此不使用相机时，就可以让它朝机身转进来，而不是直直地伸出去，这样就能更好地起到保护镜头的作用。我们管这个设计叫作‘C型环带’（C-loop）。”

“这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设计呢？”我问道。

“我们做出来了这个东西。”本拿给我一个模型，继续向我解释说，C型环带被设计成可以安装到相机底部的三脚架接口中，并带有两个穿孔，用来穿靠近三脚架接口的带子。这种转轴小而隐蔽，能够解决顶部支架设计给摄影师带来的困扰。

“真不错，”我鼓励他说。虽然东西看上去不起眼，但显然是大多数背带的一个升级版。“那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做呢？”

本眼中立即散发出光芒来。“我们打算找Kickstarter网站，试试看能不能募集到1.5万美元来正式投产。我们在旧金山找到了一个地方可以帮忙生产，但是有最低数量要求，所以我们一次必须订购500个。”

“哇噢，那太棒了。本地生产也很棒。祝你们在Kickstarter募款好运。”

几个月后，我又一次邂逅了本和伊凡。

“嗨！对了，Kickstarter网站的募款进行得怎么样？”我问。

本立即露出了灿烂的笑容：“好得不得了！我们已经筹到了6万多美元。安妮辞掉了工作，我下个学期也不打算再回学校上学了。”

“那接下来呢？”我问道。

“嗯，首先我们得先把订做的那些做出来，不过已经有些零售商和经销商来打探了，我们打算利用这个来成立一个相机配件公司。”




Kickstarter网站



由陈佩里（Perry Chen）、杨希·斯特里科勒（Yancey Strickler）和查尔斯·艾德勒（Charles Adler）成立于2009年的Kickstarter网站是当今世界上最大的众筹（crowdsourcing）网站。这家网站最初专注于各种形式的艺术创作（包括电影、戏剧、新闻和摄影），然后迅速转向人们所能想象到的几乎任何事情，只要是Kickstarter用户认为是很酷的。Kickstarter、Indiegogo及一些类似网站，已经成为各种项目，现在还包括各种生产创意，获得公众资金的支持网络访问的专门平台。

这种网站的运作方式是这样的：艺术家或者创业者（entrepreneur）会为自己正在进行的项目设计出一些赞助等级，例如出5美元你可以得到一张明信片，出20美元可以获得一件T恤，出35美元则可以得到新推出的产品。艺术家们会设定一个完成计划所需的最低金额（如果数目设得过低也会引发一些问题），然后完成一个申请程序。如果申请被接受，那么项目就能正式上线了。做C型环带这个案例时，本和他的团队希望能在42天内募集到15000美元。通过制定达不到最低金额就无法为项目出资的原则，“投资者”或者说“消费者”就避免了为一个筹款不足的项目花钱的风险。

Kickstarter的创办者希望提供一种支持页面访问的方式来帮助他们的艺术家朋友们筹集资金。这种方式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其中一个广为人知的案例是“鹅卵石”（Pebble）项目，这是一个利用无线网络接入智能手机界面的概念手表，最初希望筹集10万美元，结果却大获成功地筹集到了1亿美元。

线上众筹这一模式为产品获得资金支持带来了根本性的变革。它对资本获取途径带来的民主化改革，是自1933年颁布《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Glass-Steagall Act），规定为投资人做广告属非法行为以来闻所未闻的。但这一次更进一步，因为艺术家们不是在卖股票，而是在预售他们的产品或项目，也正因如此他们并不是在分割出售自己的公司。

一个颇为微妙的结果是，这种平台已经为“生活方式”业务（lifestyle business）提供了一种自然的渠道。所谓“生活方式”业务，指的是为创办者提供一份收入，但金额或盈利性不足以使其变成一个“大”公司，或者说有一个好的“出路”。

如果你是从天使投资团队或者风险资本家那里拿到资金的，那么他们一定要看到一个好的“出路”（也就是能收回大量的钱）。他们不会出资支持生活方式业务。除了积蓄和信用卡之外，家人、朋友和银行向来都是这类业务的唯一资本来源。但是朋友、家人和银行通常不太可能遇到产品能大卖的人。所以这就解决了两个问题：你无须为了职业投资人而设计一个好的出路，也不必开口向家人或朋友借一大笔钱，或者请他们投资你的业务。这个平台能够帮助你证明这是不是一个好项目，方法就是看能否筹集到足够的资金。何其妙哉！更棒的是，它能为那些几乎不可能从传统来源获得款项的产品筹集到资金。

艺术项目、服务和产品的众筹模式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以至于2012年美国国会针对这一现象进行重新讨论，并通过了《初创期企业推动法案》（Jumpstart Our Business Startup Act），允许公司通过各种众筹门户网站来出售证券和筹措借款。该法案使得美国的创业者们能够更加容易地筹集到资金，从而必将强力带动市场门槛的降低。而且由于网页是一个辨别虚假项目和识破装腔作势行为的有效工具，那么创造初创企业的新工具必将问世。

2012年4月，曾有人试图在Kickstarter网站上发布一项虚假游戏，结果很快就露出了原形。对网上公布的项目进行背景调查的能力和获得资金的意图之间，只隔着鼠标的轻轻点击。我当然相信欺诈案例肯定充斥其中，但我决不希望看到这一新生的融资渠道被关闭。的确有人因为Kickstarter上一个偶然出现的不良案例而损失100美元，但这跟安然公司（Enron）或伯纳德·麦道夫（Bernard Madoff）通过设计金字塔式的骗局而攫取数十亿美元，令投资者输掉毕生积蓄相比，又是另外一回事，二者不可同日而语。

人们很难高估众筹模式作为启动项目和开办公司的早期资本来源的重要性。在创客空间，我们陆陆续续大约见证了100多个项目从这里走出去——或者被点化一下——之后一路高歌，最终在Kickstarter获得成功。现在我们特别开设了一门课，专门教人们如何发起能在Kickstarter获得成功的项目。

国际众筹网站Indiegogo的创始人达妮·林格尔曼（Danae Ringelmann）曾经谈到人们会投资的五点原因，其中只有一个原因是盈利（profit）。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美国国内禁止在本国做广告的金融基础建设和规定，使得几乎不可能找到会出于其他四种原因而投资的人。促使人们投资的原因分别是：热情，参与，好处，荣耀，以及最后一点——盈利。


1.热情（passion）


人们总是喜欢把时间、金钱和经历投入到他们为之狂热的事物中去。说到这里，我想起了汤姆的鞋子（Tom Shoes）。要知道，这家公司每卖出一双鞋子，就会向发展中国家捐一双鞋子。多棒的一个创意！但是如果人们只对盈利感兴趣（只关心能从一笔交易当中得到多少金钱上的回报），那他们凭什么要为让别人得到一双鞋而自己多付钱呢？这不是慈善机构该做的事吗？


2.参与（participation）


许多在Indiegogo网站上发布的电影拍摄计划都得到了资金，因为朋友和家人都希望以某种形式参与到计划中来。他们并不真的希望从投资中得到回报，而只是想支持这个朋友或家人做他想做的事。他们不想借钱，也不想要什么国际版税权，他们只是想参与其中而已。


3.好处（perks）


你瞧，通过这种参与方式，朋友、家人、熟人和其他一些投资者们没准真能在这部电影里得到一个临时演员的角色。他们还可能会被邀请去参加庆功宴，或出席某个特殊场合，以及（或者）能和导演共进晚餐。他们想要的是什么？是要一部电影，还是和导演以及一帮电影人聚会的机会？这个机会值50美元？100美元？还是500美元？有何不可？


4.荣耀（pride）


我很高兴看到达妮列出的原因里面有这一条。然而，七宗罪（seven deadly sin）当中就有一项是积极地用钱生钱，即（对利益的）贪婪。谁不想帮一家经营得风生水起的餐馆成功进驻你所生活的社区？参与一些本地的项目和活动会让人因为帮助社区做好事而感到荣耀，对于善于利于这一点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激励因素。

众筹这一模式将人们投资的各种理由结合起来，并且在项目和投资人之间充当了媒人的角色。

另外一个新朋友，丹·米勒（Dan Miller）最近和他的兄弟一起发起了募款网站Fundrise.com，这是一个房地产众筹网站，其理念是让本地居民一起投资本地房地产，从而潜在地掌握本社区开发项目的性质。人们会为了盈利而投资吗？当然会，但他们同样也希望参与到本地的社区生活中去，会迫切地想知道街角处都开着一些什么性质的商店，他们也会为成为社区的一分子而感到骄傲，而且没准会因为房东（也就是他们自己）为新进驻的本地餐馆提供了一份很棒的租约而得到一些好处。

这跟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REIT）可不是一回事，后者是一种在华尔街出售后直接投资房地产的证券基金。而前者则是一种伴随着荣耀和激情的部分所有制。这就是众筹的最好形式，与纯粹的开发有着根本上的不同。




阿里巴巴



如果你正打算使用Kickstarter来着手创业的话，那么或许是时候从规模的角度对境外制造业作一番调查了。可能读到现在，你已经从本书的基调当中看出来，我倾向于认为制造行为应该离市场越近越好。但是国际商业和经济的实际情况却是在海外制造产品通常要便宜得多。尤其是在那些低利润的已开发门类的商品，人们不得不用尽全力才能榨出一点利润。在发展的早期阶段就设立自己的制造工厂或许不太合理。而且可能永远都不会合理。我所见过的很多初创项目都是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合同制造的潜在候选人。

这一次，又是因特网挺身而出，拯救众生。一家来自中国的网络公司阿里巴巴提供了一个全球性的电子商务平台，从而将全世界的买家和供应商联系起来，堪称全球合同制造领域的易趣网。几乎所有的东西都能以极富竞争力的价格生产出来。这是中国真正大放异彩的领域。并不是因为中国人就能以便宜的价格来生产，而是因为他们拥有一个密集到几乎无所不包的供应商网络，不包的那些则由短而紧密的供应链来提供。中国的机动制造商们能接触到世界上最难找到的原件，这个群体的数量和多样性意味着他们能把活儿做得又快又好，而且能够通过直达运货送到你的家门口，不管你在世界上哪个地方。这就是中国具有真正竞争力的优势所在：世界上不会再有第二个地方能够以便宜的价格迅速完成几乎所有物品的规模化生产。现在只需鼠标轻轻一点，你就能享受到世界上最好的制造服务。




ETSY



2011年，在加州圣马特奥的创客嘉年华大会上，我结识了Wood Thumb公司的创始人克里斯托弗·斯泰因吕克（Christopher Steinrueck）。我们从技术工坊展示会员作品的区域拿出一部分，给他做工作空间。克里斯托弗做出了一种木头领带——系在脖子上的，不是用在铁路上的。他通过拾荒找到了一些朽木枯枝，又从谷仓、海滩和回收中心等地方回收了一些木头，然后开始用这些木头来做个性化的定制领带。

我承认，我一度不能理解为什么会有人想用木头做领带——直到亲眼看到它们。真是漂亮极了。对于他能卖多少我有些拿不准，但是父亲节就要到了，或许能卖出去一些。

结果老天，我可真是大错特错了。第一天午餐前，克里斯托弗的全部库存就已告售罄。他跑回工坊，拼命地把那一天余下的时间全部用来做领带。然后在嘉年华大会接下来的几天里不断地接收订单，承诺客户将在父亲节之前全部做好。就在那时他听说了Etsy，一个专门供人们出售手工和复古物品的网站。

Etsy网站非常有利于为手工爱好者创造一个市场。它的所作所为具有非常大的社会意义。通过这个网站，用户能轻松建起自己的Etsy网店。它能提供线上辅导和店主社区，现在甚至还能组织区域性的聚会和市集。这些手工创客们终于找到了一块专为他们设计的市场。这里不是易趣网，而是一个让匠人和创客们见面的社交商店，在那里他们可以出售自己为主顾——很多情况下还包括主顾的家人和朋友——制作的物品。这是一种很棒的方式，可以让你穿越因特网而接触到朋友的朋友的朋友，他们看上去像陌生人，实际上早已存在于你更广泛的人际关系网络中。这一切是通过脸书上的按赞，推特上的转发，甚至电子邮件、个人主页以及公关来实现的。通过帮助像克里斯托弗这样的人们快捷而简易地建立起自己的网店，并从世界各地寻找客户，Etsy已经在全球范围内拥有了大量的追随者。

虽然那个周末我没买克里斯托弗的领带，但是现在我已经拥有了一条漂亮的红木领带，给我父亲也买了一条，还买了一个木头领结送给我儿子。我是通过ThinkGeek的圣诞节商品目录订购的。很划算。至于克里斯托弗的企业，也已经从第一次参加嘉年华大会时的萌芽，发展到现在通过线上和线下商品目录来进行分销，成为线上工具与实体工具相结合所打造出的又一个生活方式型企业。




Yes and Yes Designs



劳拉·布吕兰斯和她的Yes and Yes Designs是另一个我极为推崇的范例。她很好地诠释了目前正发挥作用的多种新经济势力的综合体所具有的释放性能量。我是在认识克里斯托弗的同时结识劳拉的。我想她应该是做过咖啡师，不过她太专注于自己的艺术创作，几乎没兴趣谈论自己的日间工作。但是她很高兴跟我谈及她的周末身份——Chiquita Bonanza，湾区一支名叫“轮滑女孩”的轮滑队成员。

我经常拿劳拉对书的“憎恶”开玩笑。因为她会把书的封面撕下来，然后用激光折磨那些硬皮封面！好吧，事实并非如此啦！劳拉爱书，不过她确实会以一些丢弃的或过时的书籍封面为原材料，借助激光切割机来做定制首饰。和许多艺术家一样，一旦让劳拉知道了激光切割机的巨大能耐，她用起来便一发不可收拾了。

用劳拉自己的话说，她是在“用回收书籍做出大胆而独一无二的首饰”。的确很美。劳拉出售的大多是耳环、项链和胸针，她的所有产品都有一种20世纪50年代的怀旧感。和克里斯托弗一样，她也是来到嘉年华做周末秀，然后创办了自己的公司。技术工坊在自己的一则广告中展现了劳拉的故事，连线网站（Wired.com）也在“连线设计”板块对她进行了介绍。很快劳拉了解到了Etsy网站，于是也开起了网店，在参加周末活动的同时开始在网上推广自己。

大约一年后，劳拉已经忙碌到逼近我们工坊对个人使用激光切割机所设定的时间上限了（小批量生产我们没问题，但要把这里当成制造中心可就有点困难了）。起初她有点手足无措，但是很快灵机一动，决定发起一场募资活动，筹到足够的钱就可以买一台属于自己的激光切割机了。“我需要这样一台机器，打算给她取名叫‘幸运’。”她的募资主页上这样写道。结果，劳拉募集到了8000多美金，给自己买了一台激光切割机。现在Yes and Yes Designs已经在全世界拥有了25家零售店，旧金山现代艺术博物馆内的商店都在出售她的产品。




你还在等什么



木头领带，毛茸茸的帽子，书封艺术，手表，iPad保护壳，iPhone保护壳，机器人，家具，衣服，首饰。你还在等什么？你肯定也有一些想法吧。或者你认识这样有想法的人。我相信，商业的某些重要方面正在发生转移，更多的人正在以一种个性化的方式参与其中。还有更多的人希望以更个性化的方式加入进来。

计算机数控铣床，激光切割机，喷水切割机，3D打印机，123D Make建模软件。你还在等什么？有些工具惊人得好用，而且趣味无穷，如果你用它们来做礼物的话，还能加深你的人际关系。

企业家、艺术家、多面手、手艺人、工程师、建筑师，你想做什么？想和哪一类人群相处？你还在等什么？

是的，这是一场革命。本书就是一份宣言，它能够改变你的生活。而且没错，我就是来邀请你成为一个革命者的。




创业周末



创业周末（Startup Weekend）是一个以西雅图为大本营的非营利组织，负责组织和承办一些周末活动，旨在向潜在投资者推销创意，目标是在周末即将结束时实现初创企业的萌芽。每次创业周末活动都要提前两三个月开始着手筹备，同时宣布举办城市，已经确认的赞助商、导师、评委和招募来的天使投资人，以及为奖金准备的一个小小的资金池。

接下来就要号召人们参与。大多数的参赛者都集中于软件领域，有些会带有一个物质产品的外壳——比如医疗应用、社交应用及其他一些类似的名号。小型团队需要提交一个基本方案，这个方案无须非常完备，因为活动的主旨就是要在创业周末期间帮助它不断完善，直到足以推销给投资人。活动组织者们随即会做一个迅速的筛查，确保质量最高的创意都能被包含进来，然后发送邀请函筛选参赛者。这种类型的训练营和创业周末基本上都是采用这样的标准程序。

要注意，这些周末活动的目的是找到最受欢迎的创意，而不是寻找生活方式型企业。创业周末的章程里没有任何一句话提到必须追求热门的东西，但是由于其中涉及天使资金和投资委员会，所以生活方式型企业确实不必申请了。所以像Yes and Yes的劳拉，One Degree的保罗·扬布拉德（Paul Youngblood），Hugalopes的雅茨·齐甘（Jazz Tigan），以及珠宝匠人佩林·兰均属不必申请之列。真的也应该有一个属于这一类型创业者们的创业周末。

各路队伍于周五抵达活动地点，寒暄互动，互相认识一下，见见导师，然后做一个简短的推介。接下来会有一些混合搭配——在一些运作比较成功的创业周末活动中会引入几个可能比较罕见的技能——这通常会在提交时被辨别出来，比如程序员（这类活动现场绝对时时刻刻都能碰到他们的身影），财务建模师，用户界面设计师（这些人也是络绎不绝），然后各自休息，直到星期六早上。

到了星期六，开始时还是比较认真的。到处都有各种各样的头脑风暴、创意、市场研究、导师见面会，以及源源不断的咖啡。随着傍晚的临近和夜幕降临，这个周末的基本轮廓渐渐显现出来，各种程序、产品或服务的基本实体模型被推销给了导师，问题和挫折随之而来。所有这些之后迎来的是彻夜的修改创意，建造模型，改进自己的方案。

到了星期日，如果一切顺利的话（一般不会那么顺利），创意修改完毕，模型准备就绪，推销用的舞台也搭好了。星期日傍晚，天使投资人和评委们陆续光临，一番寒暄之后，再和各支团队交流几句（不过交流不多，因为队员们都非常专心），推销就开始了。星期日即将结束之时，获胜者将得到嘉奖，天使投资人会跟个别团队交谈，周末活动结束。

这种方法有几个目标。首先当然就是要找到好的创意和好的团队，让他们一起实现这个创意。其次是向天使投资人和企业家们展示这些团队和他们的创意。第三个目标是激发人们对目的性创新这一整个概念的兴趣，不同的团队能够聚在一起，发现并解决某个具体的问题。其他目标还包括向企业家们展示快速雏形制作，向刚起步的创业者们展示什么是创业文化，让当地的公司、基金会和政府能够更活跃地参与到本地创业者群体中来，诱使媒体来报道本地创业者群体。但是真正的想法还是帮助一些初创企业得以快速启动。

创业周末最棒的特点之一在于，在考夫曼基金会（Kauffman Foundation）的支持下，非营利项目成功做到了自我提升，已经在全世界组织了数百次这类周末活动。这个平台的另一个好处是，随着硬件创业公司的筹资、开发和成立变得越来越容易和便宜，对这一现象的认可，已经使原来仅局限于接纳软件创意入创业池的做法，正缓慢地发生着改变。

类似创业周末这样的活动对于本地创业人才的发展来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现在许多大学已经开始举行类似的活动，而一些基金会和赞助商也已开始在世界范围内开展这类活动。




开放式创新



如果不提另一股被称为“开放式创新”（open innovation）的趋势的话，那我就太疏忽了。十几年前，经济学家、麻省理工学院教授埃里克·冯·希培（Eric von Hippel）博士写了一部名为《创新的民主化》（Democratizing Innovation）的著作，从此开启了关于创新思想起源的讨论。在这一开创性研究中，冯·希培援引了他和他的研究生推导出的一个结论，即超过一半的有用的创新成果是来自于领先用户（lead user），而非来自大公司的研发部门或消费者洞察部门。这可不是什么陈旧的观点，实际上它是为了更好地满足消费者需求而对现有产品进行的完全可行的改进。这远不止于倾听消费者提出的好意见，而是要倾听消费者改进过的臻于完美的想法。

大约在同一时间，另一位教授，亨利·伽斯柏（Henry Chesbrough）写出了《开放性创新》（Open Innovation）一书，这部作品提出了研发型组织可用来吸引该组织常规范围之外的消费者、研究人员和研制人员参与研发的几种具体途径。

借助于冯·希培的论据和伽斯柏提出的途径，一批数量不多的公司出现了，帮助大公司对引入创意的方式进行了系统化。宝洁公司（Procter&Gamble）迎头赶上，较早接受了这些观念，并通过使用流程取得了一系列的成绩。DARPA也在使用这些方法来探索如何降低新平台的研发成本。有一支团队甚至在研究如何解决蛋白质折叠的相关问题过程中，成立了一家在线游戏公司。蛋白质的分子结构是许多药物起作用的原因。蛋白质的结构是自我折叠在一起的立体结构，在没受过专业训练的人看来就像一个绳结。这种折叠起来的蛋白质在许多情况下是无法被计算机建模或解决的。但是结果却发现有些人——一些特殊的人，其中有的根本没受过特殊训练，也没有生物制药方面的学位和知识背景——似乎能看见折叠蛋白质的三维图景。因此通过发明一种游戏，然后将这一特定人群的本领借来，研究人员只花了一点时间，就成功解决了蛋白质折叠方面的关键问题。

开放式创新、开放式资源以及硬件运动所取得的一些成功，要归因于以往极其昂贵的工具如今的获取途径实现了民主化。开放式创新带来的是创新成本的不断下降。

在开放式创新、开放式资源以及获得制造能力的廉价新途径的作用下，我们迎来了一个新的机遇，即帮助至少一部分公司重塑其新产品开发模式。创新不再应该或必须来自于一个公司的研发部门，更多拥有充分信息的“领先用户”（冯·希培语）可能存在于世界上的任何一个角落，有的还拥有专利权，他们的数量超过历史上任何一家公司所能从内部雇用的人数。为这些外在的创新资源开辟一条通往主道的入口匝道，对于大公司保持自己的竞争地位和生存发展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




延长版创业周末



我的公司一直想为各家企业推出一个为期两周的延长版创业周末，期间第一周我们可以用来确定做什么产品，第二周则进行产品发布。一种发布方式是通过Kickstarter或Indiegogo网站作为一个首选的市场解决方案。如果在这些众筹平台上无法为你的产品筹集到足够的资金，那就立即将其扼杀在萌芽中，然后转战新的战场。

假如一支来自包装产品公司、电影工作室或服装公司的团队，能够真正通过众筹而不是装点门面的新产品开发流程预算，来为企业产品开发提供资金，如果通过募资活动团队得到了100万美元的订单，那么部门总经理怎么会不对团队惟命是从呢？

我曾经建议一些《财富》500强公司使用这种方法，每个星期发布一款新产品。这样相比传统的市场行为更便宜，更快捷，也更准确。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应该取消标准的新产品开发流程，而毋宁说要对这一块内容进行强化。

对于那些没能体验到这种产品测试和发布的新方法的恐龙们，我由衷地感到抱歉。




风险投资的未来



当前所使用的风险投资系统最早是20世纪60年代建立起来的，如今已经演变成了一种对本垒打的关注。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受商业市场大起大落的本质以及IPO（首次公开募股）市场的循环（即所谓的“时间窗”）所驱动的，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美国国会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urities and Exchange Commission）为减少安然事件等丑闻所引发的欺诈而采取的一系列行为的结果。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 Act）判定审计为企业每年的成本增加100万美元，即使小公司也要执行。作为恐惧欺诈心理的副产品，市值不足5000万美元的公司的IPO市场被彻底摧毁了。说“摧毁”不算过分。在过去的几十年里，IPO数量下降了90%。如果你失去了自己92%的食物，你会怎么想？基本上美国的监管制度对美国经济就是这么做的——饿死你。

卡夫曼基金会的一项研究表明，过去几十年里美国经济所有新的就业岗位都是由初创公司提供的。他们管这种公司叫作羚羊，其创立和成长都非常迅速。美国企业界削减工作岗位，合并或减少就业，实行自动化并削减工作岗位，而新的工作网络则由初创公司建立起来。而为这些小一点但很有趣的初创公司筹款变得几乎不可能，因为作为资金的关键来源之一，风险投资不能寻找小的出口。它们不得不去寻找全垒打型的创意，如果一个集团无法出售风险投资，或者天使投资人因其创意可能是一个价值10亿美元的出口而板着脸的话，那就表示他们不是很感兴趣。即使你给一个风险投资家或天使投资人展示一个每年产值达1亿美元的市场，如果一切顺利，你可以控制形势，那么它就能通过。但是这太冒险了，而它唯一的出口要么是通过一家私人的股本公司，要么就通过收购。

这种局面在2012年得到了改变。随着就业法案（JOBS Act，即《初创期企业推动法案》）的通过，小企业得以摆脱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的束缚。虽然这一法案将风投公司搞得精疲力竭，但现在有足够的空间进行多种投资，策略是零敲碎打，而不是全垒打。出口介于5000万美元到1亿美元之间。当然还需要更多的交易量，并且采取一种不同的流程，但这是一场潜在的重大变化。不过跟来自于为证券做广告的启示所带来的潜在海啸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




就业法案对创业公司筹款所造成的影响



从20世纪30年代早期开始，美国的公司和个人就不允许通过广告筹集资金。这么做的目的是避免投资者损失金钱。它成功地阻止了诈骗行为的扩散，但是也给创业公司的筹款设置了巨大的枷锁。结果，市场里可供初创公司使用的流动资金就这样枯竭了。

我记得我最早遭遇这个问题是在20世纪80年代。那时我正打算为一个很棒的创意募集资金，即为计算机增加音频性能。我咨询了所在公司的律师，询问能否在电脑布告牌上发布创意并筹集资金。我相信有很多的电脑极客都会喜欢并投资这个创意，结果却被律师取笑了一番。

“你如果那么做是会坐牢的。”他说。还是得通过家庭、朋友、银行或风险资本家募集资金。

鉴于朋友们个个连自己都喂不饱，我只能求助于家人和他们的朋友。我得走出去，做自我介绍，面对面约见我的潜在投资人。跟我那个在布告栏发布募资活动的计划相比，这么做简直太低效了。

30年过去了，美国的联邦监管体制终于要与20世纪后半期接轨了。法律早就该修改，有些事几十年前我们就该做，但迟到好过不到，至少现在国会打算着手进行了。就在我撰写本章内容的当下，我们正在等待最后规则的公布。一旦法案通过，我们就能借助Kickstarter这样的门户网站来为初创公司筹集资金。这将比现在的流程有效得多。而且如果公司募集到的资金不足100万美元的话，也还是可以从别的什么人那里得到数量有限的一笔资金的。这一规定有可能给美国的初创公司带来颠覆性的变化。此时推动创客运动可谓天时地利人和。随着知识的传播和硬件工具的发展，资金的募集也有可能变得前所未有的容易。

为这些小型初创公司筹款的传统路径是求助于家人和朋友，或使用信用卡、二次抵押以及“抢劫”你的401（k）。但是现在不同了。如果一个想法有创意，它十有八九能获得投资。我们甚至有可能看到各种各样正在进行的投资。想开一家餐馆？很好，叫上你的家人和朋友为你担保，然后把你的出价放到网上。你也可以用这种方法去做公司的股本和借款。试想一下，不同城市的大厨只要能获得他们所需的资金就能自己开店。当然，这也有负面影响，但是对负面性的恐惧，曾经差一点彻底摧毁了美国的创业社区。目前来说，如果你没有一个强有力的资产负债表，没有收入，也没有有钱的亲戚或很多富有的朋友的话，那这条路是走不通的。你就得去为别人工作，因为你永远无法让一个保守的人来为你提供资金。

是时候把20世纪放到身后，使用因特网、大众和众筹模式来发现新的获胜者了。降低创业的门槛，是我们能为那些有创造力、大胆而敢于冒险，且相信自己的才华并放手尝试的人们所能做的最自由、最民主化和最公正的事情。




第6章　工具和信息的民主化



自产业革命开始，直到最近一段时间以来，大多数功能强大的生产工具是被集中管理的。随着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为了控制大量的金钱以操控工业化进程，之前曾由个人主导的部分经济活动现在开始让位于工业资本家。这不是坏事：工业化和机械化给人类寿命、生活环境、周工作时间和生活方式带来了巨大进步。虽然也带来了负面影响，但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不会愿意回到1850年去当一名预期寿命只有36.9岁的农夫，每天工作12个小时，每周工作六七天。

直到最近一段时间以前，许多领域的制造和生产工具都是被掌握在那些能获得资本的人手中的。然而在过去的20年里，伴随着计算机、计算机能量和因特网的民主化，一些有趣的事情发生了。实际来说，成立软件公司的成本降低了至少两三个数量级。开放性资源的软件社区出现了令人赞叹的变化，软件可以免费使用，软件的升级必须分享，对于具备强烈革新精神的人们来说，一切开发都是免费的。随着处理成本的不断下降，现在你只需几万美元——而不是几千万美元——就能创立一家公司。

2000年互联网风潮盛行时，我正在一家初创公司任首席运营官（COO），上线之前我们就已经手握3000万美元的硬件和软件预算。如今随着LAMP的到来，再加上云计算（这期间你只需为自己使用的循环付费即可），只需花2.5万美元到150000万美元不等的费用即可成立公司。当然不是所有的公司都如此，但已经相当普遍了。这导致了一批网页型新公司的爆炸性地涌现，从而改变了我们生活、购物和消费的方式。

硬件领域也出现了同样的变化，只是速度要慢得多。硬件设备变得更便宜、功能更强大，也更便于使用。更好、更快、更廉价的趋势已经转移到了该领域中来。




价格更便宜



铣床和车床是生产产品雏形的两项核心科技。这些硬核性质的工业技术通常很少在生产部门以外的地方见到。这类技术很少掌握在基本消费者手中，而且它们的价格基本上都在数万美元，有的高达10万美元。这些设备通常要求具备三相电源，而不是大多数家庭车库里的那种。要精通这类工具需要多年的使用经验，因此通常只有专业人员方可操作。然后日本人来了，将美国的资本工具制造业基地一网打尽。中国人接踵而至，又摧毁了很多日本制造业基地。到了现在，任何人花不到1万元就能买到一个带数字显示装置（DRO）的基本款铣床或车床。

你瞧，几十年前，机器制造业开始在这些机器上添加数字显示装置，好让机械师无须频繁地使用机械测量装置。不过这些数字显示装置并不便宜——有的一个就高10万美元，但现在基本上都能免费得到，因此可以说，今天价格为1万美元的铣床所附带的数字显示装置，在不久前还要花10万美元才能得到。




功能更强大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在麻省理工学院一些研究的推动下，我们得以见证了计算机数控（CNC）机器的发展。这种机器能够读出数字代码，而且在人类干预最小化的情况下直接控制切割工具。这的确是一个令人赞叹的进步，促成了被称为“制造业之光”的出现。当然计算机数控工具并不需要光来照明。它只按电脑指令行事，一点也不多，一点也不少。在这里我略过了很多其他的进步，但实际情况是，现在你可以调配十几台机器，一周7天，一天24小时连轴转地工作，以最少的劳动力投入生产出上千种物品。相比于制造业向印度和越南的转移，中国对于机械手对其劳动力优势的影响更为关切。

计算机数控机械手不仅深刻地改变了生产的本质，也带来了成本的大幅下降和使用便捷性上的巨大改进。直到2000年时，一套基础性的计算机数控软件还需要花费4万美元。而且机械师需要学会使用G代码编程，一种为了在三维空间领域保持主导性优势的艰深晦涩的语言，要懂几何学以及一些微积分知识，然后还要接受整整六个月扎扎实实的训练才能熟练掌握。结果，为了有效地使用这些工具，还是需要花费两三年的时间来接受训练或到中等职业学校学习。但是现在，你只花5100美元左右就能买到一个独立启动软件包，而且比较受欢迎的软件包通常都是同机器一起免费赠送的。

以前使用计算机数控工具要投入十几万美元，而且操作者需要多年的经验和训练才能使其发挥作用。现在它们便宜多了，任何人花差不多两万美元就能买到。一台非常不错的哈斯牌（Haas）全新多工具转换的入门级数控机器售价不到5000美元。同样重要的是，这些工具的使用方法也变得更加简单。




操作更简单



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软件将包办一切。现在，欧特克等软件供应商所生产的便宜和免费的设计软件允许初学者将产业革命的能量应用到他们已经拥有的个人电脑中去，更棒的是，他们马上就能开始学习如何使用这些工具。在技术工坊，我们会用几个课时的时间来教授这些工具的基本知识，然后观察成员们上机实践操作，做出一些有用的东西来。这是相当震撼的。我们带领人们用不是几年甚至10年，而是区区几周的时间，来完成他们自己的产业革命。借助于这些新发现的工具，他们完成了对自己的重塑——其中有些人还向一些财富500强的大公司发起正面挑战。




含义



便宜和功能强大推动了改革；便宜、功能强大和使用简便，则推动了工具的民主化。作为一名主攻新产品研发的专业人员，我知道所有的大公司都有一套类似门径管理系统的新产品研发流程，少则5阶段，多则20阶段或更多。我执行的是一个7阶段研发流程：


1.梳理可能性


这一阶段包括探讨、进一步的工作、专利追踪和标杆管理。这一阶段没有具体形式，比较模糊，而且颇令人不胜其烦。


2.构思


从一大堆内部和外部的想法中将可能或能够制造的物品列一个长长的清单。


3.筛选


必须对所提出的想法进行一番过滤。


4.研究


提出一些类似“有市场吗”、“采用现有的技术能否制造出来”、“还需要什么”以及“我们该去做吗”这样的问题。


5.开发


开发出预生产雏形，用于测试、改进、市场调研以及测试版消费者的反馈。


6.制造


产品或服务的生产与销售。


7.分析与反馈


这是流程中最常被忘记的一部分——对我们了解到的情况进行分析。

一个创意走完这整个流程常常需要几个月，有时甚至几年的时间，而且通常要花掉几百万美元。门径管理系统的特点就在于每一步都会有一个正式的回顾，并对继续还是放弃做出决定。我们还增加了几个颇有新意的转折，即开辟一个快速开发通道，让一些人得到复活的权利（即在正常渠道之中已经被毙的创意融资），我们的一位总经理甚至能从帽子里变出兔子来，他在悲催的一年里通过将产品开发埋藏于销售预算中，跳过了整个开发流程，从而“无中生有”地给整个系列提供了全额资金赞助（心脏承受能力弱的读者阅读本段时需谨慎）。对非专业人士来说，这种方法听上去很不靠谱，但是非常必要的。关于这一流程曾出版了一系列的书籍，许多博士因此得到奖励，还有一个名为PDMA（Product Development Management Association，产品研发管理联合会）的大规模组织专门致力于做这件事。

大型主机时代的软件开发周期就是这个样子的。但是今天很多软件的开发流程已经改头换面了。有一些还是这样——例如微软的操作系统。Word程序和Powerpoint程序的重大更新升级往往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开很多的会，进行很多番描绘和争论，砂土绿的色度该调成多少？撇号和字母s之间该留多少空隙？等等。

但是推特、脸书和照片分享应用Instagram都不是这么创立的，其基本原因有两个。首先是成本。除非存在大量的风险，否则你不需要让一支人数众多的团队花费成千上万甚至数百万美元去评估每一个决定。现在，创立一家软件公司从任何方面来说，都已经不再是一件需要大动干戈的事。今天即使像Facebook这样的公司所要花费的也只是当初它创立时的一个零头而已。

其次，这些初创公司是受终端用户创业驱动的，终端用户创业不需要且一般不使用门径管理系统的评估流程来发布他们的产品。他们通过自身或者“厨房内阁”里的一小群人来引导产品开发。这样就节省了难以计数的时间和金钱成本。

当你能够为一家软件公司提供2.5万美元的种子基金时，就会陆续引发一系列的重要事件。首先，虽然可能性不大，但是你可以下更多的赌注。如果2005年有人需要50万到100万美元来资助一家初创公司，而2000年这个数字为500万到5000万的话，那么下的赌注确实变少了。2000年为一个创意所下的赌注，现在能下几百个。这就是为什么世界上几乎每一个企业孵化器那里都能看到移动通信、社交媒体和游戏程序的大量涌现。而且现在似乎世界上的每一座城市都有孵化器。如果你所在的城市没有，那不妨成立一个。其成本已经降得前所未有的低，几乎人人都在做。甚至电话公司现在也开始做孵化器了。这确实有点疯狂，毕竟大多数孵化器都失败了，然而失败的成本也在不断降低，因此这种“风险——奖励”比例的转变对孵化器的发展是有利的。

另一个需要关注的重要事情是我们现在仍然处于移动计算机和智能手机生态系统发展的早期阶段。因此现在创立公司的机会更多，而稳固的竞争对手更少，而且正在进行中的实验研究数量之多也是前所未有的。所有这些无不有利于创造成功的势头。

不过那是软件领域。我所感兴趣的是硬件领域。又一个见证奇迹的时刻到了：我在前面一章曾提到，最初推动软件孵化器大量涌现的力量已经开始转移到硬件领域中来。获得产业革命工具的途径正在增多，产品设计和开发的成本正在下降，设计所需的知识和技能也在减少，通过互联网获得市场的方法正在变得前所未有的简单，而且通过AngelList（https://angel，co）、Indiegogo和Kickstarter这样的网站，资金提供机制正变得更容易进入。孵化器初创企业中硬件公司数量已经出现显著提升——从几年前的0上涨到了今天的15%~20%。

虽然我要到下一章才会介绍Local Motion公司，不过它也是一家典型的专做硬件设施的初创公司。

我没见过保罗·扬布拉德本人，但他就住在我们圣何塞分部附近。他是一名获奖设计师，我估计他在二十七八岁到三十二三岁之间曾经受过专门的训练。保罗最近成功完成了为创立一家手表公司而进行的众筹活动。他本需要1.5万美元，结果却拉来了2.5万多美元。筹资期间我买了他的一块手表，一块名为“一度”（One Degree）的“我把心留在了旧金山”款手表。表很漂亮。所有的造型保罗均使用3D技术完成，又用激光切割机制造了一些模型，其他一些机器则帮助他把表如实设计成他想要的样子。他从瑞士的一家机芯公司买来机芯，又从中国买来元件，然后将表组装起来，包装好后亲自将它送到我们的圣何塞分部。现在保罗打算向更广的范围内发送手表，并且准备开始研发“我爱纽约”款。

10年前，想用2.5万美元成立一家设计师品牌手表公司是不可能的。谁都不可能找到一个天使投资团队或一家风险投资公司来投资一家手表公司。然而就用这区区2.5万美元，保罗·扬布拉德却做到了，他成功创建新公司，并从这里发出了他的第一批总计100支手表的货物。

他是怎么做到的？保罗本身就是一名手表生产者，这一点为他赢得了先机，但是真正的关键在于他能够用到Autodesk Inventor设计师软件，接触到3D打印机、激光、铣床和车床等工具，再加上得到了从中国到瑞士这一漫长供应链的支持，它们愿意、能够且随时可以处理哪怕区区100个单位的订单。保罗还能获取创业所必需的硬件平台。借助于脸书、推特这样的社交媒体以及Kickstarter、Indiegogo所提供的众筹平台，保罗一出手便势如破竹。他根本不需要用自己的信用卡来创业。他所使用的是大众的智慧、自己的技能以及创客空间所能提供的硬件平台。

我很想说我是按照梦想顾问如何带领人们参观我们的场所来给他们打分的，当然实际上根本没打分这回事，不过提醒他们这种参观对我们的客人来说有多么重要，这一点还是十分有益的。所以如果有人参观之后报名上了一门课程或者成为会员的话，梦想顾问会得到一个C。目前我们将近一半的参观者来自城外（或许我们该开家旅馆或酒吧之类的）。他们之所以来参观纯粹是因为赞赏这种创意。由于他们怀着这种期待，所以大多数进门参观的人们都倾向于买点东西。他们花了15~20分钟的时间参观一间制造工作室，肯定是想要买点东西的。如果我们的职员能从一个刚见面、相处仅仅15分钟的陌生人那里得到一个拥抱的话，那就能得到B。哪怕你不喜欢拥抱——我就不喜欢拥抱——最终也会献出（和得到）很多的拥抱。大多数参观的结果都是B。

那么如何能在带领客人参观完技术工坊之后得到一个A呢？你得让来参观的客人们流泪才行。这种事经常发生。

假如你刚刚拿到艺术学或机械工程学的硕士学位，十年寒窗苦读，高中，大学，研究生院，你始终孜孜不倦地在学校的实验室、工作室和工作空间里忙碌，做那些从某种程度上说强制安排给你的项目。然而当你终于对一直以来所从事的工作得心应手时，却毕业了，他们给你一纸文凭，然后向你关闭了每天让你振作精神的实验室。你被送到外面的世界去开始自己的职业生涯——却没有得到必要的工具。没有工具，你就像迷路的小孩。所以你找到一份工作，要么去满足自己对工具的需求，要么成为你所在领域里的专业人士，意即你有权继续从事那些别人觉得重要的工作。想象一下，如果你能找到一个会员制工作室，每天只收取3美元，比大多数美国大学里一门课一个学期的费用还低，然后你和一个说话跟你一样激情四射的人一起参观这个地方。是的，你也可能会泪湿眼眶。

到现在我还不是很喜欢拥抱别人，但是我已经让自己不再抗拒了。这一突破发生在几年前我们的团队去不列颠哥伦比亚省的温哥华时。当时我们为一个群体做了一个展示，介绍我们正在做的工作以及为什么我们认为它非常重要。观众席上有一个人坚持要请我们吃午饭，好让他妻子来市中心见见我们。于是我们就欣然赴约。他妻子来了，我们和她就我们目前正在做的工作以及获取工具的途径、社区、信息等议题进行了充分的交谈。吃完饭准备要走时，我们却发现他的妻子眼里满含泪水，坚持要给我们每个人一个拥抱。她恳求我们要继续努力，一定要扩大我们的平台。

这种情况不是第一次发生在我身上，却让我感到害怕极了。我不认识他们，以前也从没见过他们，然而短短30分钟的时间里其中一位已经要流下喜悦的泪水了。或许医生们能处理这种情况，而我则应该穿一件白大褂来避开人们。不，我应该停止排斥拥抱。没错，当你告诉人们他可以得到自己追求和实现梦想所需的工具、信息和社区时，人们是会哭的。




开放资源型硬件



人们为获得开放资源型硬件所作出的尝试，使得硬件的成本得以降低。Arduino或许是这一尝试最著名的成果。这家公司的几位创始人成了创客社区的地方名流。Arduino是一个开放资源社区，旨在满足开放式微控制器平台发展、扩大和改进所需。这就意味着没人能独享这一平台的专有权，也没人拥有它的知识产权。它是一种馈赠，既为人人所有，又不为任何人所独有。

微控制器是一种硅片，通过设定程序来控制传感器、开关及其他设备。它是一个软件和硬件的结合，其开发受到了整个社区的庇护。如果你使用时扩展了它的设计功能，那么你必须记录下这一设计功能，然后将知识产权捐赠给Arduino社区。

因为不为个人独有，所以这一项目的开发人员其实是在为整个社区的利益和他们在社区里的声誉而进行编程和开发的。很多开发人员都上岸了，好处之一是这个软件是免费的，而硬件非常便宜。这使它成为用于雏形开发的最便宜的平台之一。而且软件的设计使得它相对好学。不好的地方在于，使用这种类型的微控制器来进行雏形制作会需要太多的管理经费，即便如此，一个Arduino板售价可能只有30美元左右，而真正便宜且专门设计的微控制器芯片可能也不过几分钱。但是你必须会用汇编语言或其他一些低水平语言进行编程才行。

Arduino如此受人敬仰的另一个原因在于它使用简便，而且它得到了一个巨大的项目共享社区的支持，所以你可以下载各种各样的编码和方案，机器人、飞机、遥控车辆、无人机、洒水控制器等等，几乎无所不包。另一个好处是Arduino平台降低了雏形设计的门槛，这样即使不是软件编程专家也可以从零开始做一些编码，哪怕没有受过微控制编程方面的训练。技术工坊的无线射频识别系统（RFID，Radio Frequency Identification）的雏形就是由我们的创始人花了两三个星期的时间在Arduino板上做出来的。我们用它来检测机器和接入工坊。一旦得到了所需的功能性，就移除RFID，转而使用PIC处理器，虽然后者的编程比Arduino板麻烦，但配置起来要便宜得多。

开放资源型硬件的潜力的确是非常巨大的，只要付出一点努力，再加上一些培训，你就可以制造出自己的电子物品。你不需要价格高达10万美元的设计软件，也不需要制造经验或多年的软件训练。如果不想使用Arduino板来进行开发，那就以合理的价格雇几个人来为你工作，而他们也无须承担数万美元的基础设置成本。基于Arduino的雏形，改变起来也是很容易的。它们是完全可程式化的。所以假如一开始没成功，那就只需不停地琢磨那个编码直到设备听你的话为止。

《连线》杂志前主编克里斯·安德森辞掉了工作，专心经营他的基于Arduino的DIY无人机公司。10多年来，他一直是当之无愧的互联网一流评论员，而且他写出了《长尾理论》一书（我在第3章曾提到过），这大概是关于互联网影响的最重要的作品。10多年来他一直围绕互联网这场令人瞠目结舌的革命进行写作，还完成了另一部作品《创客：新产业革命》。

我之所以提到克里斯·安德森，是因为他辞掉了工作而参与到了这场“新”革命当中。他没有满足于仅仅充当这场革命的观察者，而是渴望参与进去。在最近在LONG Now基金会做的一场题为“创客革命”的讲话中，他说：“如果你认为网络世界已经很大了，那么我觉得这个（新创客革命）将会更宏大。”再次重申，这话可是出自互联网头号记录者之口。

他怎么会这么说呢？仔细想想吧。网络是虚拟的，不可否认，虚拟世界占据了我越来越多的时间，但是我所有的时间都是客观存在的。即使我在线时，使用的也是电脑、手机或平板电脑等实体物品。我坐在椅子上，火车里，飞机上或其车里。网络改变了市场、销售、沟通、民主制、政治等等很多东西，但这些也都是通过屏幕实现的。这是一场关于物质、工具、实体社区以及砖头水泥——即现实世界——的新革命。或者如《龙与地下城》（Dungeons and Dragons）游戏的玩家所言，是真实生活。相比网络，真实生活更大，而且永远都会更大。而且获取真实生活的渠道正在变得更便宜、更简单。这确实是一条重大消息。




社区



在技术工坊，我们不断地被问到这个问题：有没有一个让创客们相互协作的虚拟社区。我们没有。将来有一天会有的。但是我们有更好的。我们有一个真正的实体社区，创客们可以在其中交换创意，共同合作。在创客空间，你与成功之间只有两个等级的自由。那就意味着你认识的人（第一等级）认识一个能帮你解决现有问题的人（第二等级），而且通常就是此时此地的当下。不靠谷歌搜索引擎，不靠电子邮件，也不靠帮忙、聊天或虚拟的协助。这个人能够把你介绍给另一个人，而第二个人能立刻来到你身边，愿意、能够而且随时可以为你提供指导。

我们发现，创客空间在吸收了大约300名会员之后，开始发生了一些奇妙的变化。在迈过那个门槛之前，人们来空间是因为他们需要使用这里的工具来开展自己的项目。然而在会员跨过300大关之后，整个社区的氛围变得如此的强大，以致会员们的精神状态也发生了变化，即使不需要使用工具时他们也愿意在这个空间里忙自己的项目。这里真正变成了一个人人都相互帮助、相互关心、共同相处交际的社区。它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第三场所，既不是家，也不是工作单位，而是一个你可以自在、放松，与志同道合的人一起追寻创新梦想的地方。




结果



麦克斯·古纳万（Max Gunawan）2012年成为技术工坊的会员后就立即开始上课，其中包括要在两三个月的时间里上完三门不同的激光切割机课程。麦克斯是一名职业设计师，因此他加入创客空间之前已经掌握了许多基本技巧。所有的会员在寻求发布他们的下一件大作时都会带来某种形式的财富，麦克斯以前曾经在Gap公司的商品设计部门工作过。

麦克斯亲眼看到别的会员使用他们新接触到的工具、软件和社区，这让他大受启发。于是他开始琢磨一个有关灯的独特创意。

如果用激光切割机来雕刻薄三合板切片的话，可以把它弄得像一本书的封面。“书脊”的切割使得这本“书”既可以合上，又能打开，而且不会拉断木片。东西非常漂亮。有了这个基础设计，麦克斯便开始实验用纸作为替代物放进“书封”里面，那么从后面点亮时就会生成一个优美的光环。最终他选择了特为强（Tyvek），一种由杜邦公司生产的可回收、半透明且经久耐用的塑料材质。麦克斯将特为强做成的“书页”黏合在一起，形成了一种扇形构造，每当打开“封面”时整本“书”就会呈扇形打开。

麦克斯报名上了基础焊接课程，随后成功地做出了一个简单的开关，这样每当“书”被打开时，台灯就亮了。他使用了LED灯（发光二极管），一节锂电池，还在“书”的封面里加了一些磁铁，这样通过使用电源线（这里面也藏了另一块磁铁）就可以轻松地将台灯书挂在或吸在任何一种金属物体上。这一特点属于“客户惊喜”一类，有画龙点睛的意味。

麦克斯忙活这个项目已经好几个月了。他很好地利用了空间，使用了工具、软件和社区等等。这个平台能够（通过上课以及跟社区里的同仁交换意见）来弥补他在专业背景上的不足，使得他可以自己制作雏形，而且将成本控制到了最低，使用设计用软件和真正的制造机器来进行第一批小批量生产。

在麦克斯发起募资活动之前的几个星期我见到了他，他向我展示了自己的作品，我们谈到了什么才是成功的众筹体制，讨论了他为自己设定的6万美元的首次目标。这个数字就众筹这种形式来说其实是很高的。目前普遍明智的目标是4000美元左右。

然而麦克斯信心非常坚定。他对达到目标价格所需的所有元件成本进行过调研，确实需要6万美元。结果这个数字，他第一天就达到了。在剩下的10天里，他又筹集到了40万美元，活动结束时，总共筹得57.8万美元。

当把便宜、易于使用且功能强大的工具和创客社区、知识以及创新的欲望结合在一起时，许多卓越的新产品就会被很多聪明的人设计出来。丹和罗伊·桑伯格（Dan and Roy Sandberg）是技术工坊的两位元老级会员，2006年下半年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们研发并完善了一种远程遥控视频会议机器人。这兄弟俩凡事都自己动手，从装配电路和电子设备，包括控制机器人平衡的回转仪，到视频会议软件，电源控制，遥控软件，机械工程设计，甚至塑料外壳的真空塑形，无不亲力亲为。他们几乎每天都泡在技术工坊，孜孜不倦地寻求如何在视频会议项目上获得突破。

有一次我在一间大厅里巡视时，第一次见到了丹。当时一个五尺高的东西正从拐角处走来，看上去就像是把一个乐器架子、一台赛格威电动平衡车底座和一台计算机显示器组合在了一个十字架上。显示器上显示出丹的脸。“嗨，我是丹。”他的脸说道。

“好吧，这个不是丹，”这个身首分离的脑袋继续说道，“我才是。”他试图对眼前一目了然的情况进行解释，不过说的还是有那么一点让人糊涂。

“嗨，我是马克。”我回答道，“这家伙是什么？”

“这是一个远程遥控视频会议平台，”丹的声音告诉我，“我们管它叫‘长颈鹿’，因为它的脖子真的非常长。我现在正在隔壁房间进行遥控，不过只要有网络连接，在哪儿都行。”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只好说了一句：“酷。”

我们通常很有少机会对未来5年、10年甚至15年的世界作一番端详，不过在我看来，刚才的一番对话显然就是这种性质的。

这个想法很简单：一台可以远程遥控的设备，持续不断地播放视频流，这样不管是办公室还是工厂，你可以随心所欲地想去哪儿就去哪儿。

当得知罗伊和丹正致力于将价位降到5000美元时，我当时就震惊了。类似这样的系统，我曾听说有卖到20万美元的。如果他们能实现5000美元价位的话，那么这种机器人将得到大范围的普及。每间办公室都会希望用这样一台机器来确保自己的驻外员工来“上班”。我迅速得出结论，未来某一天将会出现这样一种会议，其中大多数人（甚至全部）都将通过这种机器人来参加会议。这种场景我现在还没有看到，不过那只是时间早晚而已。

如果这东西单价5000美元的话，那么当初我在艾利丹尼森公司工作时轻松就会买进10~20台。目前我们已经在60多个地方开办了加工工厂和办公室，如果能有这样一台机器，行政人员、工程技术人员和人力资源部门的工作人员都能够远程登录并通过遥控四处巡视，那就太不可思议了。我记得有一次开会时，一位高级行政人员派了一支团队去欧洲调查某个问题，并且要他们在1周之内解决问题并回来向他汇报。想象一下如果有这种机器人，他们就不用开会了，直接启动一组“长颈鹿”，立即就可以开始工作。而且我敢打赌，他们的家庭生活也会因此更开心一些。

丹和罗伊最终从一家欧洲机构那里得到了一笔拨款，用来测试如何使用长颈鹿来协助为长者提供低级别的护理照料服务。在一些大城市，人们发现护士往往有一半的时间要用在不同地点的通勤上面。如果这种设备能够减少部分（甚至全部）驾驶时间的话，那么将给护理照料的质和量带来什么影响呢？创新往往就是需要那么一种实践上的应用来让它们开花结果（就个人电脑来说，这种牛应用就是著名的电子表格），而这种实践上的应用（医疗保健）对这兄弟俩来说貌似不错——而且他们不需要放弃所有权，因为他们使用的是拨款。于是他们抓住机会，搬去了欧洲，至少18个月没有露面。

2012年年底我又见到丹，问他进展得怎么样，他说棒极了，他们已经把公司卖了，现在正享受一场假期——一场为期5年的假期。




第7章　职业–业余配对制的兴起





Hugalopes公司



“嗨，爵士，”上个月的一天，我爬上了我们旧金山分部的顶楼，见到了雅茨·齐甘，前一个星期我看见他正忙着钻研一个工程。

然后我发现他腿上打了石膏。“哎呀，发生了什么事？你还好吗？”

“这个嘛，马克……不怎么好。星期一我的车出了毛病，所以昨天我把自行车翻出来想骑着来这儿，结果被一辆汽车撞断了腿。”

“不是吧。一个星期以这种形式开场，实在是够煎熬的。”

“现在我只能坐地铁了，”他继续说道，“虽然地铁站离这里只隔着几个街区，不过，用这拐杖着实把我的胳膊累得酸疼。”他停顿了一下，“但是伙计，我来给你说说我的工程吧。”

说到这儿，雅茨的态度立时大变样。刚刚还在跟我讨论自己生命中最倒霉的一周（我猜）的他，瞬时变得全情投入，摩拳擦掌，迫切地要跟人分享某种特殊的感受。雅茨是一个非凡的奇才，然而那辆把他的腿撞断的汽车却始终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我的意思是，这里可是加利福尼亚，吸一口空气都可能有人告你。

“好的，好的，好的，是这样……嗯，我还在想我的标语。你觉得这个怎么样？”雅茨充满期盼地看着我，小狗一样可怜巴巴的脸上写满了对认同的渴望。“这句话是……给你的脑袋，一个土豆脑袋先生。”

沉默。

令人目瞪口呆的沉默。

这是一条糟糕的标语，其糟糕至少体现在三个层面上。第一，“土豆脑袋先生”（Mr.Potato Head）是别人的品牌，你不能在自己的标语里用别人的品牌，否则会被起诉，尤其是在加利福尼亚。第二，这句话让人联想到的画面相当不美观。你见过土豆脑袋先生吗？那可是个只有土豆脑袋夫人才会爱的家伙。第三，如果你真想找捷径赚些快钱，我心想，可以去起诉撞你的司机。你知道的，那个开车把你腿撞断的家伙。

面对我的不置可否，雅茨不屈不挠地说：“好吧，跟我来。我来展示给你看。”

他一瘸一拐地带我来到一张装配桌前，上面各种色彩艳丽的毛茸茸的布料热热闹闹地摆了一桌，堆得像小山一样。雅茨把拐杖放到一旁，回过头兴奋地瞥了我一眼，说：“你会喜欢这个的，我知道。”说完便一头钻进了那堆毛毛山里。

转瞬间，雅茨已经转过身来，一个毛茸茸的怪物赫然出现在我的眼前，它长了一双金鱼眼，有一只巨大的角，两片大大的红唇斜斜地顶在头上。两条细瘦的毛毛的荧光绿长胳膊搭在雅茨的肩膀上晃荡，手则像一只小猫。雅茨把手指头伸进这个瘦长而难看的木偶或怪兽的帽子手，向我挥舞，提高声调模仿童音说道：“嗨，马克……嗬哎嗨，马啊啊啊啊克。”

还是起诉那个司机吧。我脑子里第一时间响起了这句话。即使有了几十年面对新产品的训练和经验，而且我知道我不是消费者（这算是做产品经理人的第一准则：对于你所开发的产品来说，你不太可能成为一个好的消费者。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进行人本主义设计研究，成立用户群等等），可是仍然很难不发自肺腑地去对一个产品或服务做出反应。

“让我给你演示一下它的工作原理。”雅茨变回正常声音说。“你看在这里，里面，我放了一个正在申请审批的贴花设计，这样所有的部分你都可以更换。眼睛，耳朵，鼻子，胳膊，角等等全都可以混合搭配，就像土豆脑袋先生。我把产品介绍拿到了你们开设的专利课上去，提出想申请临时专利。然后我用你们设在楼上的专门用来联系专利局办公室的红色专利电话打给我的专利审查师，跟他聊了聊。他说他觉得我的这个创意可以拿到专利。”

真是令人刮目相看！如果这样的一个东西能拿到专利的话，那我想，你没准真的戳到了某个点子上，虽然我宁死也不会买它。

“下一步我要发起一场募资活动，看能不能筹到足够的钱去参加纽约玩具展览会。”

参加纽约玩具展览会？又是一个好主意。世界各地的买家们齐聚在这里，如果什么东西能畅销，肯定会先在展览会上受欢迎。

“你打算筹集多少钱？”我问。

雅茨算了一下，要涵盖包括摊位、材料和“所有那些低价买来的东西”的话，他和他的搭档需要在Kickstarter上筹集8500美金，方法是卖掉之前做出来的版本。“我下周就要发布了，等它出来的时候你能帮我在推特上转推一下吗？”

“当然了，”我说，“我很高兴帮你转。”我用尽全身力气才忍住了摇头的冲动。一个浑身长毛的怪兽帽子版土豆脑袋先生？雅茨死定了，我对自己说。

我错了。

雅茨和他的搭档马利克里兹·佩雷亚（Maricriz Perea）发起了他们的募资运动，结果筹集到了21000美元，远超过最初设定的8500美元的目标。他们去参加了玩具展览会，见了一大批人和公司，给产品办了执照，然后将“Hugalopes”交给了世界前五名的玩具制造商Jakks Pacific公司生产。

毛茸茸的Hugalopes后来被称为怪兽木偶（Puppet Monster），通过电视广告、“As Seen on TV”网站以及网页进行销售，单价19.95美元。最近我没见过雅茨，但是我很高兴当时把自己的想法放在了心里，鼓励他去追逐自己的梦想。我买了三个怪兽木偶作为圣诞节礼物，结果大受欢迎。




广场



作为5M计划的一部分，我们搬进了旧金山的第二个合作场所，创始人吉姆·牛顿告诉我他很肯定由推特创始人杰克·多西开设的Square点对点商业银行，其实是从我们在门洛帕克的分部诞生的。我倒没那么肯定，当时我的办公室也在那儿，我不记得见过杰克·多西或吉姆·麦克凯尔维（Jim McKelvey）。我们的客户关系经理（CRM）迅速回顾了一下，发现吉姆·麦克凯尔维确实曾是会员，也上过一些课程。那以后我见过吉姆，也听杰克说过我们在帮助他们成立时所扮演的角色。

我相信从他们的成长过程中我们可以学到一些重要的教训。但首先我要提供一些背景信息。在过去10年里，吉姆·麦克凯尔成功地经营了位于圣路易斯的一家玻璃制作工作室。这也是他和朋友们的个人兴趣所在。他经营自己的互动软件媒体出版公司也非常成功。实际上，他和杰克就是在那里相遇的。在发布推特进而变身互联网大亨之前，杰克是吉姆的一名实习生。不过这就是有趣的地方，至少对这个创业上瘾者来说：

因为美国运通卡（American Express），吉姆在一件漂亮的定制水龙头生意上丢了一份佣金。那时他正和一位女士一起在拉丁美洲开展一份特殊的设计工作，因为没能选对信用卡的表格而在最后时刻丢了一单生意。他和杰克是朋友，正在寻找可以一起合作的项目。

他们的想法是使用一部智能手机及其平台，作为发起和引导信用卡购物的交流和处理平台。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创新性的创意，具有潜在的颠覆性。他们整合出了一份创意介绍，利用杰克在硅谷的关系，约见了一批顶尖的风险投资公司。但是始终原地踏步——哪怕得到了某位社交网站奇才的引荐也没有。但是我们要站到风险投资者的角度上去想，来了两个年轻的创业家，一个是程序员（很成功，但毕竟只是个程序员），一个是玻璃工，两人试图说服潜在投资人他们能超过富国银行（Wells Fargo）、大通银行（Chase）和美国银行，而他们所锁定的市场目标从没有人感兴趣过，具体来说就是低规模、高风险的妈妈爸爸柠檬水摊子。他们被毫不留情地拒绝了。

杰克和吉姆没有放弃。他们决定先制作出一个雏形。杰克想用iPhone上的照相机来捕捉数字和名字，而吉姆则觉得这样做很难控制光线，而且会对卡形成一个半永久性的记录，如果设计出一个简单的磁条读卡器就好了。最终吉姆赢了，实际上这还真是一个不错的侵入点。苹果不会把应用编程接口（API）告诉手机的连接器，但是可以侵入传声器的插口以捕捉那个简单磁条的音调，从而捕捉信用卡的姓名和账户号。

吉姆来到了我们的门洛帕克分部，上了几节课，然后只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就完成了整整三代雏形。杰克则专心编程。然后两人重新安排时间和硅谷的风险投资人见面。这个故事当中最酷的一段来了：两个人拿着一个功能完整的雏形来到会议室，他们要了风险投资人的个人信用卡，将其刷过他们的系统，边做演示边筹到了他们的第一笔资金500美元。结果已经众所周知了，他们没把钱还回去。凭借着雏形演示的冲击力，杰克和吉姆连续筹集到了1000万美元。CrunchBase的麦克尔·阿灵顿（Michael Arrington）表示，Square的估价“在筹集1000万美元资金后已经达到4000万美元或更多，而其服务尚有待发布以供人使用”。

就在写作本章时，Square已经拥有了32.5亿美元的市场价值，筹集到了30多亿美元的资本。这家位于旧金山市中心的公司雇用了400名员工，到2012年年底时，该公司达到了交易额为60亿美元的年化收益率。有谣传说到2013年这家公司还要再招聘700人，交易额将超过300亿美元。

星巴克（Starbucks）刚刚签约成为Square设备的用户和经销商。打开电视就能看到他们的广告。最重要的是，Square打破了商业银行为了拒绝创业者获得信用卡而设置的巨大的准入障碍。除了收费比其他大多数商业银行低以外，Square还去掉了所有不合理的要求。

上一次我拥有一个信用卡终端时，我每个月需要付125美金来支付租用终端的特权，好让我的银行在我发生的每一笔交易里都能抽走3.75%，如果银行认为在一些重要交易中风险可能更高的话，收费还会更多。为了得到终端，我得提供三年的财务清单，展示无不良记录的信用史，还要有非常强大的资产平衡表。

这种收费、扣费和文件工作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当地跳蚤市场上的小商小贩们将得不到信用卡，还有独立出租车司机，许多面包师、清洁工，以及所有在过去三年里经历过财务危机的人。杰克·多西和吉姆·麦克凯尔维打破了商业银行的寡头垄断，任何人只要有一部智能手机和一个银行账户，就可以办信用卡。现在真的有柠檬水摊主可以办信用卡了。是啊，为什么不呢？

让我们再简单地回顾一下这个故事。一个玻璃工（成功而聪明的创业家，但不管怎么说还是一个玻璃工）和一名30多岁的编码员小伙子（CEO）用三年的时间创建起了一个价值几十亿美元的商业银行，与世界上最大的金融机构较量，结果将它们一举击碎。但是之所以成功是因为他们有一个功能非常齐全的雏形。这一点不要忘了。直到拥有雏形之前，杰克一直都是被拒绝的。如果没有雏形的话，那只能祝你好运了。




职业–业余混搭制



Hugalopes和Square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例子，但也有一些有趣的共同特点。其中比较重要的一点是两组创业者都不是目标行业的业内选手。雅茨以前从来没想过会给一个玩具弄执照，而杰克和吉姆在商业银行界也没有任何经验。我最近认识的一个人，以前曾经帮助早期的Square为银行业的玩家们做过公路巡演。她告诉我出席这种巡演的有超过一半的人不相信吉姆和杰克有成功的可能，当然也有人信，但大多数人不信。他们就是所谓的职业业余混合制“pro-am”，指的是非常有才华的业余人士，具备在其领域变成专业人士，但又绝对不是专业人员。而且他们也没有任何的专业技能。你不会指望一个业余选手大获全胜，但有时他们会出乎你意料之外。

所有这些例子都证明了业余选手的重大胜利。你不能老是做业余选手，但不会因为你不是业内选手而叛你出局。

雅茨、杰克和吉姆他们所需要的技能，都是在产品开发和企业创立的过程中对技能和知识进行随学随用而积累起来的。作为移动支付平台贝宝（PayPal）的联合创始人，埃隆·马斯克（Elon Musk）就是这么做的，他同时还是特斯拉电动汽车（Tesla Motors）的创始人、产品架构师和首席执行官，以及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Space X）的创始人，他一直保持着一种圈外人的感觉，为了得到每次冒险所需要的知识，他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各个领域都很少有公司愿意在埃隆身上打赌。当然他也有可能失败，但他的公司都取得了长足的进步，而他的产品不仅行销地球，也已经进入太空了。

职业选手和业余选手之间的距离几乎在每个领域都出现了明显的缩小。其推动因素之一是获取工具途径的开放，之二是获得知识途径的开放。而不变的则是创新所必需的热情和决心。但是初创企业的成功已经不再仅仅局限于一个行业的专业人士手中，因为在过去的二三十年里，通往知识、技能和工具的途径已经被民主化了。




群聚系统



这里我向大家讲一讲菲尔·休斯（Phil Hughes）和鲍勃·利普（Bob Lipp）的故事。菲尔和鲍勃是最早在我们的门洛帕克分部租用工作空间的初创公司之一。两人都是受过专业训练的电子技术专家，都处于年近60或60出头的半退休状态，早已超过了偏好投资硅谷青年才俊的风险投资公司所瞄准的29岁目标年龄。他们的想法是用冷却液和散热器系统来冷却服务器的机架。那时候大多数的机架在设计上都只能使用空调来降温，液体降温型机架在当时还是非常粗糙的。

今天，大多数的云都是建立在层层叠叠塞满服务器的巨型仓库基础上的。这些芯片会消耗巨量的电力，其中有很大一部分用于运行空调以为这些计算机降温。实际上，在美国，计算机中心所消耗的能量占到全部能源消耗的2%，而全世界的计算机中心一年要用掉2500亿美元的电（2010年），且每年都在以两位数增长。这可是很大的一笔生意，同属《财富》500强公司的IBM和爱默生电器（Emerson Electrics）均能提供冷却系统解决方案，在这一领域开展竞争。冷却效率改进10%，将意味着在这个每年以两位数字增长的领域能节省价值250亿美元的电。

菲尔和鲍勃没能从硅谷的风险投资公司那里筹集到资金，这一点是意料之中的，毕竟在这个时代，人们更愿意拿10万美元给一个学计算机技术的29岁斯坦福学生，来让他为脸书、谷歌或某个还能存活几年的网站写程序，从而帮他们赚到数亿美元。在2010年时，除非你是在硅谷做社交媒体、移动通信或游戏，否则很难找到风投来投资你的项目。更糟糕的是，如果你已经50多岁了，打算做一些实体的东西，并且还要以创业者的身份去跟IBM这样的大企业竞争，能接到一个回电就不错了。

结果，菲尔和鲍勃——这两个在错误的年纪追逐错误的梦想，试图与树大根深的竞争对手一较高低的人——拿出了自己的两万美元，用两年的时间做出了一个更好的产品。

他们做出来了一个能正常使用的雏形，并在一场贸易展览上进行展示，Sun微系统公司（Sun Microsystems，现已被甲骨文公司收购）和易趣网均表示有兴趣对他们提供支持。这两家都是终端用户，完全理解目前这种冷却系统的局限性。通过进一步的开发和努力，菲尔和鲍勃成功获得了美国能源部一笔数百万美元的拨款，从而扩建并开发了更多的系统。最后，由于数据中心带动了巨大的能源需求，美国能源部于是开展了一场名为“全球冷却”（Global Chill-Off）的比赛，邀请所有大公司提供他们的相关设备，参与这场科学组织、科学裁判的竞赛——最后菲尔和鲍勃获胜。他们打败了IBM和爱默生。爱默生的人还算识货，他们从菲尔和鲍勃的公司群聚系统（Clustered Systems）那里得到了这项技术的特许权，现在已经在世界范围内进行销售。

注意这一开发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点——雏形。

在科技转化循环过程中，从概念到雏形的过程可以说是一个因资金不足而形成的死亡之谷。雏形的制作可花掉成千上万美元，甚至多达数百万美元，至少以前是这样的。不过现在不是了。团队可以自行制作他们的雏形，从而节省95%的研发成本。

正是意识到了形势已经转向硬件公司的创建领域，才使我最初被技术工坊所吸引。我在门洛帕克遇见了菲尔和鲍勃，当他们向我描述自己正在做的东西，并告诉我已经花了多少钱时，我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我曾经在两三家《财富》500强公司工作过，了解开发雏形的成本有多少。光模具一项，即使做便宜的，也要1.5万美元。光是安排几个焦点小组（focus group）座谈，就要耗费几个月的时间，支出2万至5万美元，而且前提是你只想组织几场针对本地人的便宜点的活动。全国性的采样则需耗费成千上万美元。下面介绍的几个例子，整个体系的建立成本也不超过2万美元，而他们也只是其中一部分而已。




困难不是障碍



我之所以喜欢菲尔和鲍勃的故事，是因为他们也是在前进的路上学到了所需的技能——焊接、铣削、计算机数控加工、喷砂以及钢板喷塑。整个冷却系统都是他们自己设计、构造和搭建的，有时候也雇用其他创客来帮助他们。然而他们却在一个自己毫无经验的领域里挑战IBM和爱默生这样的企业，而且所要解决的是一个非常不好对付的难题，涉及机械、电子、化学、软件和计算机等各个方面。来自世界上最大的几家工业公司的机械工程师和法律部门设置了重重障碍，而他们必须在这种环境下建立起自己的专利领域。经过两年心无旁骛的努力、学习和快速失败，他们成功了。而这绝不仅仅是一个一次性的改善。

“群聚系统的冷却系统，其效率能够支撑得了我们迄今为止所见到过的最大的密度和性能，而且它的支撑力足以经受得了产品进一步的更新换代。”英特尔高性能计算高级总监斯蒂芬·魏特（Stephen Wheat）说。




喷气式背包



2007年，我来到技术工坊，不久认识了安迪·费罗（Andi Filo）。过去几年里安迪向世界上最大的几家玩具公司出售或授权了一系列玩具。他还担任批量生产制造过程中的设计顾问。许多公司来请他帮忙做纵向拓展，但是我见到他的时候他忙的并不是玩具。不是——他在制作一种喷气式背包（Jet Pack）。没错，喷气式背包。没开玩笑吧？

一开始，我曾经问他为什么。

他的回答是什么？“嘿，通用汽车（GM）、通用电气（GE）和波音（Boeing）都没做，他们可是答应我会有一个喷气式背包的，他们不做，我来做。”

于是安迪开始着手做喷气式背包。实际上他已经在卖了。这种背包只能飞30秒钟的时间，它使用传统的过氧化氢（hydrogen peroxide）来获得足够的推力把飞行员带离地面。安迪设计、建造了这样的一个喷气式背包，并将它卖给了一家活动策划公司，常年用来做一些取悦观众的表演。

事情从这里开始变得有趣了。在技术工坊，我们开展了很多到大公司、教育机构和政府机关的参观和演示活动。每次活动我们都抱持“今天一个搭档，明天发展出多个搭档”的愿望。我们的圣何塞分部就有这么一大批来自美国太空总署（NASA）的朋友。在用PowerPoint演示完之后，人群之中还是有很多人心存怀疑，坦白说，他们对我播放的飞行员穿着安迪设计制造的喷气式背包飞起来的幻灯片奚落不已。然而幸运之神降临了，当我们回到工坊，参观者开始自由活动时，来自太空总署的一个人走进了安迪的工作间，看到一个架子上放着一个来自于太空总署的喷气式背包。

“那是什么？”他问。

“你们的一个太空喷气飞行器。”

“怎么会在这里？”

“我也不知道，让我们问问安迪。”

安迪走进来，向他们解释说作为职责的一部分，他拥有人类所生产过的各种版本的喷气式背包。他刚刚用3D打印机制作了一个只有3D打印机才能打出来的新型喷嘴，能够为背包增强八倍的推动力。接着他腼腆地问道：“你们现在已经在做这个了对吧？”

没有。

安迪现在成了太空总署的一名承包商。




能折叠的独木舟



又有一次，我去旧金山分部，员工告诉我一定要见见安东·威利斯（Anton Wills）。他占据了一整张工作台，上面摆满了波纹塑料，看上去就像一部拍砸了的用塑料做日本折纸的科幻电影。我完全看不出来他在做什么。

“嗨，我是马克。你现在在做什么？”

“这个，”托尼伸出双臂环绕着桌上的这一大堆塑料，说，“是一个日式折纸独木舟（Origami kayak）。”

沉默。

令人目瞪口呆的沉默。

“一个什么？”

“当然，”托尼承认，“我还得做一些工作，但是基本的意思已经呈现出来了。我觉得能成功。”

“一个日式折纸独木舟？”我重复道。我以前从来没有在一句话里同时听到过“日式折纸”和“独木舟”这两个词。不过话说回来，在技术工坊听到的这种奇怪组合已经不胜枚举了，都是些从没在其他地方听到过的单词、想法和概念的组合，例如，“这是一个桌面式金刚石制作设备”，“这是一个针对热核反应堆的中子防护屏”，“一个喷气式背包用的引擎”，“一个卫星”，“给你的脑袋用的土豆脑袋先生”，“翼指龙飞行设备”，“火焰飓风”，“月球着陆器”等等。不过我有点跑题了。

“一艘日式折纸独木舟？”我又问了一遍。

“没错。是这样的，我喜欢划独木舟，可是搬进位于旧金山市中心的公寓后，就没有空间放我的独木舟了。而且我刚刚看了一本有关日式折纸的书，就想为什么不设计一个能折叠的独木舟呢？”

我心想，唔，可是这里有一个不幸的现实。我不知道有谁会主动去买一个能折叠的独木舟。可口头上我却说：“有趣有趣。进行得怎么样？”

“哦，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不过我觉得应该能成功。”

我亲眼见证了托尼经过几个月的努力，最终做出了一个既让人赞叹又稍微有点吓人的东西。可折叠的独木舟？托尼做了超过25个雏形，然后把它们拿到暗涌起伏的旧金山湾，开始进一步完善他的设计。最后，他请拥有多年独木舟操作经验的人来试驾，取得了非常积极的效果。

“你下一步什么打算？”有一天我问他。

“我正准备发起募资，看能不能募集到8万美元来进行全面生产。”

“真的？”我很惊讶，“8万美元，这样的募资规模可不小。”

“是的，不过我确实需要这么多钱。明天我就发布网址——我能把你加到电子邮件群发名单表里面吗？”

“当然。”我回答道。

于是第二天早上6点左右，我接到了一份宣布托尼的可折叠独木舟开始募资的邮件。10点刚过的时候我登录进去，发现他已经筹集到了4万美元。开局非常顺利。那天晚些时候，我接到了一名记者的电话，询问我为什么认为提供获得工具的渠道具有革命性意义。我问她有没有听说过Kickstarter，她说有。我又问她如果一名设计师找到她的投资集团，请求给一家专门生产日式折纸独木舟的公司投资的话，她的集团会给出什么样的答复。她回答说集团当然会否决。

“没错，”我说，“你们当然会否决了。除非疯了，否则谁也不会在没有雏形或动力的前提下贸然投资。但是如果发明人能够做出一个雏形，然后向全世界喜欢划独木舟的人们展示的话，那么他很有可能会为这个产品找到投资。”

我继续向她介绍托尼的设计，以及那天早上开始募资的事情。我请这位记者稍等，我去他的网页上查看一下已经募集到了多少钱。数目已经超过8万美元。托尼用一天的时间就募集到了超过创办公司所需金额的资金。而那位记者也写出了一篇好文章。

募资结束时，托尼募集到了443806美元。世界上任何一个天使投资集团都不会以任何一个名义提供那么多的资金。因为那是一种不太可能公之于众的生意，不会一下子给出几十亿美元，或承诺下一轮投资。而现在则全部通过产品的预售获得资金。托尼是公司的全权拥有者，他无须把公司的任何权益让渡出去。这等于是完成了443806美元的销售额。




丹尼



我是在技术工坊工作之后遇到福羽·丹尼的（Danny Fukuba）。他当时刚刚做出来一个时速18英里、具备自我平衡功能的电子高脚凳，作为他的自制赛格威电动车计划的一部分。而正品赛格威他买不起。作为当地机器人俱乐部的队长，丹尼具备一些基本技能。随后他上网找了一位导师，做出了自己的赛格威。还不错，从回转仪、铝合金焊接，到主板、电路和连接线，都是他自己做的。

不出意外，丹尼被美国几所最顶尖的工程学院接收了。但令人惊讶的是，他没有去上。相反，他开始在网上听免费课程，也来我们的门洛帕克分部上一些建筑课程，通过这种自学方法想了解一切知识。虽然我不会向我的孩子推荐这种职业生涯，但我们有必要意识到，上大学这条路并不是所有人都适合。实际上，高中毕业生当中只有50%会上大学，而且其中有很大一批人即使去上了也没能毕业。例如比尔·盖茨，马克·扎克伯格和斯蒂夫·乔布斯。

最终，丹尼和他的朋友山姆·戈登（Sam Gordon）联合起来，用一些航空拉丝铝合金设计制作了一个漂亮的智能手机支架。他们也在Kickstarter网站上发起募资，目标是1万美元，结果募集到了131220美元。

丹尼和山姆接下来和技术工坊的另一位成员布拉德利·梁（Bradley Leong）一起设计了一个非常精致美丽的iPad键盘，基本上把iPad变成了一个类似MacBook Air的笔记本。他们试图寻求9万美元的资金，这对Kickstarter网站来说算是一个大数目了，但他们要做的毕竟是一个计算机键盘。包含生活开销在内的总费用是9万美元，这已经算是很不错的了。结果他们筹到了797979美元。

高中毕业后的几年里，丹尼几乎学会了制作任何东西，他帮助设计、开发和出售的产品总值将近100万美元。我敢说他所受的教育是非常令人赞叹的。他还拥有一家公司的部分股权，而且没有任何债务。没准他会从麻省理工学院的毕业生里雇一些同龄人来给他打工。

你的故事呢？

本书进行到这儿就问这个问题为时尚早，不过我得先铺垫一下。

你打算做什么呢？

我们生来就会创造。如果你走进当地一家幼儿园，问那里的孩子们：“谁喜欢做手工？”所有的孩子都会把他们的小手高高地举起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想法，只是大多数人在上中学以前都会停留在幻想阶段，进入中学后，他们知道了每一个问题都只有一个正确答案，知道自己的美术画如果跟他们要画的东西像的话就是好的，不像的话就不好，因此他们不是艺术家。

但是21世纪正在出现新的成功准则，而且与19世纪、20世纪的截然相反。你可以制造艺术，你可以创造，而且也可以出售你创造的东西——或至少把它们做得足够好，从而让自己或亲朋好友为拥有你亲手做的东西而感到兴奋，不管是椅子、桌子、盘子、杯子还是衣服、台灯、电脑配件等等。如果你愿意不断学习所需知识的话，或许你也能成为下一个埃隆·马斯克、杰克·多西、吉姆·麦克凯尔维，甚至雅茨·齐甘。

关键在于，你必须学会如何学习。我们都得学会如何学习。我们必须掌握如何创造、开发和培养别人所认可的物品和服务。

那种在一个大机器里甘当螺丝钉、一步步朝着已经设计好的退休福利计划走的时代已经结束了。取代它的是一个全球性的人才库，这里每个人都能获得同样的工具、知识和设备，无论领域内还是领域外，各个角落，竞争无所不在。当初诺基亚和摩托罗拉全面控制着整个手机产业，后来黑莓的进入搅乱了格局。但是对于即将到来的变革，黑莓只是一个先兆。当时还只是一家电脑公司的苹果对手机企业联盟发起攻击，并大获全胜。接下来，谷歌——现在回想起来也够疯狂的——加入进来，再次重新洗牌。现在，三星给这两家都带来了猛烈冲击。

要我说，现在要静观其变。随着操作者意识到他们必须开放他们的系统，各种各样的新竞争者便会从某些职业、业余混合制的车库里冲出来，向他们发起挑战。英特尔前首席执行官安迪·格鲁夫（Andy Grove）有一本书的书名我很喜欢，叫作《只有偏执狂才能生存》（Only the Paranoids Survive）。不过我要补充一点，是偏执狂也并不意味着一定能生存。只有那些会学习的人才能生存。

想想吧，埃隆在三个产业发起挑战，结果不错；Square公司挑战的是商业银行和支付处理程序；群聚系统公司向IBM和爱默生下战书且赢得了胜利。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胜利。但是雅茨也同样怡然自得：你不必与全世界为敌，非要改变整个产业或者功成身退去过你想过的生活。你必须要做的是去尝试、学习和改进，你必须把自己奉献在祭坛上，承担失败的风险。但是在这个新世界里，失败并不一定破产，因为你的失败成本很小。你可以将创新当成一种习惯。试想一下，如果整个国家的创新爱好者都致力于让人们的生活更有意义，让这个世界更美好，那是怎样的一幅图景？！欢迎加入创客革命。




第8章　分布式生产和柔性生产





3D打印



25年后，3D打印终于迎来了它的“一夕爆红”。两三项过期的专利技术，加上一群小公司的加入，给这一专业领域早已运用多年的技术创造出了一个超级便宜的版本。

对于外行人来说，这是一个设备，很像打印机，能用塑料生产出一些三维物品。再高级一点的版本则可以处理橡胶或各种不同塑料的混合物，最高端的则能将激光烧结而成的金属颗粒加工成三维立体物品。

但是最常见的3D打印，是指能够压制出连续不断的熔融塑料，并且能够迅速将之冷却成硬胶（硬塑料），从而使电脑控制它来“打印”——或者说压制——出一个物品。它的工作过程非常有趣，使用起来也很简便，而且很容易让人上瘾，价格层级也接近消费者水平。

现在只需指尖轻触，整个互联网就能展现在我们面前，因此我们只要从Thingiver.com这样的网站上下载一些玩具或“首饰”的创意，就能立即打印出来。虽然近期还不可能打印一个iPhone出来，不过打印一些有趣又有用的家庭用品还是很容易的。

技术工坊的创始人兼主席吉姆·牛顿最近和家人踏上了一场横穿全美的旅行。为了给房车节省一些空间，吉姆撤掉了固定在地板中央的一个座位。当准备取下螺栓时，他发现它们整个穿透底板。结果虽然多出了很多自己想要的空间，但一路上却得忍受从这个孔里传进来的很多噪音。吉姆本想把螺栓装回去，但那样的话它们会突出来碍事，他又不想把螺栓多出来的部分削掉，因为旅行回来之后他还打算把椅子重新装回去。于是吉姆量了一下螺栓的尺寸，敲定了一个符合他要求的长度，确定用哪种形式的螺栓，然后上McMaster-Carr.com网站免费下载了最符合他需要的螺栓设计图（好几家网站都提供这种可供3D打印机打印的文件格式）。接下来他用自己的设计软件打开文件，将螺栓缩短至他所需要的长度，调整了一下螺栓头以使其便用自己双手使用，然后使用ABS工程塑料在自己的家用3D打印机上打印了出来。就这样，吉姆让车上的噪音消失了。

通过在舞台上现场表演如何“入侵蟑螂的神经系统”，格雷格·凯奇（Greg Cage）在世界范围内拥有了自己的观众。他这么做是为了展示获取科学新知已经变得多么的容易。他的公司Backyard Brain出售一些可以让儿童自己来玩的魔术道具组合。格雷格的故事颇具说服力，小时候他就知道可以用一种特殊的设备来“聆听”大脑里神经元发射的信号，于是决定从事科学，好让自己将来能亲自做这项实验。

结果，生活并没有按他所预想的那样发展。高中时格雷格努力学习，认为上大学读了他的专业之后，就可以操作这种特殊设备了。显然这个梦想没有实现。格雷格不得不学习自己的专业，上课，在他能进入的一些实验室里打工，却始终没有机会用上那台非常昂贵、非常专业化的设备。那些实验室只有研究生才能使用。格雷格继续读研究生，并最终拿到了生物医药工程学的博士学位，却依然没有机会接触到工具来表演他从童年起就孜孜以求的“刺入实验”（spike test）。后来时代变了，随着传感器的日益便宜以及电脑的普及，格雷格自己做了一个小小的简单的便携式“刺入匣”。现在他在网上以99美元的单价出售这种匣子。你可以自己在家里做这项居家版的生物医药工程实验。他甚至还可以卖给你一盒子蟑螂。

凭借这个有趣的“黑客”小实验，格雷格赢得了大量的认可。他现在是TED的一名高级研究员，被CNN的The Next List节目介绍过，关于他的文章汗牛充栋。这些又与技术工坊有什么联系呢？作为TED研究员项目的一部分，技术工坊向所有的TED现任研究员提供1年的免费会员资格。格雷格目前正在安娜堡的密歇根大学做博士后，距离我们的迪尔伯恩分部只有30分钟的车程。他充分利用了位于底特律城外的迪尔伯恩分部，结果免费获得了使用一些高级设计软件、3D打印机、激光切割机和其他很多工具的渠道。最近Backyard Brain发明了一种智能手机显微镜，折叠后正好可以收入一个小型手持设备，这样人们在家里使用手机摄像头就可以做实验了。

这个故事最酷的地方在于：格雷格使用激光切割机和3D打印机生产出了雏形，他的公司根据需求制造了这种设备，并使用3D打印机和激光切割机用于生产。按需制造，这是非常了不起的。

关于高级制造（advanced manufacturing）和个性化生产我们已经谈了很多了，有些规模相当的公司会通过一些装饰，例如在产品上加上消费者的名字或者某种选择性或定制化的设计，来开展个性化生产。T恤衫、广告需求、激光蚀刻等等都是这么做的。很少有公司会按需求对整个产品线开展生产。但是格雷格就是这么做的。Backyard Brian就是在接受订单后才生产，这家公司通过计算机控制生产系统来维持较低的成本。这种在有些圈子里被称为“预先制造”的方法给制造业带来了革命，而且得到了这些运动系统生产成本降低的推动，与之密切相关的是计算机系统和易学易用型软件的价格正在变得日益便宜。




3D打印机的类型



三维打印技术是1986年伴随着立体光刻机（stereolithography，SLA）的发明而由3D系统公司的查克·霍尔（Chuck Hall）发明的。这种快速成型的制造方式（additive manufacturing）使用红外激光来矫正聚合物树脂。其工作原理是有一个小型密封装置，其中间有一个平台，可以下降至聚合物池。计算机控制的激光向池内喷射，每次只矫正塑料材料的一小部分，其余部分仍保持液体形态。然后平台稍作下降，下降的那一部分略微低于液体塑料的表面，然后激光再次喷射。通过这种方法，用液体塑料做出来的部件就变成了硬塑料。

这种机器非常昂贵，软件价格也很高，而且学起来很难。只有大公司、大学以及政府实验室才会使用。

熔融沉积成型法（Fused Depositon modeling，FDM）是我们现在所能看到的最常见的方法。最近有关这一方法的基本专利过期了，一群3D打印机公司涌现出来，纷纷加入设计和生产的行列。熔融沉积成型机基本上就等于是一个非常复杂高级的喷胶枪。它在一个卷轴上缠上一层薄薄的塑料，将其输送到加热的一端，然后以仔细校准的速度从打印喷头处推压或压制出来。然后喷头或者说平台移回原位，从而一次生产一个小塑料球，循环往复地将模型生产出来。

这一领域的领先者包括3D系统公司、贝杰公司（Objet）以及像MakerBot和Type A Machine这样的新公司。现在购买这样的一台打印机可能需要1200美元。随着价格的逐年下降，这种机器很快变成了一种消费者产品。新的价格点也使得在每个设计师的桌上放一台3D打印机的梦想成为现实，正如福特最近所宣称的那样。这么做很聪明。将速度快、低成本以及便于生产雏形的能力赋予设计师能帮助他们把工作做得更好、更快、更便宜。

另一种类型的快速成型打印机是激光烧结平台。其运作原理与立体光刻机相同，都是有一个盛放材料的容器（不过这次是固体的），一个平台，以及激光。区别在于这里的材料可以是金属、陶瓷等范围相当广泛的一系列素材。珠宝匠已经开始使用这一系统来进行快速的珠宝按需定制。而且借助电脑处理系统，珠宝匠们也能生产出非常精细和复杂，甚至以前不可能实现的设计。

ZPrinter公司使用了一种非常有趣的混合方法。与立体光刻机和激光烧结术相同，它的机器里面也有一个用来放材料的容器，以及一个随着材料变硬而不断下降的平台。但是与另外两种方法不同的是，这种材料是一种粉末状物质，在喷洒黏合剂的时候能够硬化。使用基础喷墨技术来控制喷头时，喷墨的墨盒就形成了一个完美的平台，从而实现彩色打印。

选择哪种类型的打印机取决于你想做什么东西。与喷射模塑法相比，通过熔融沉积成型机得到的ABS工业塑料没那么牢固，但也足够用于多种用途。波音飞机在生产其著名的“梦幻飞机”（Dream Liner）时就使用了熔融沉积成型机，通过3D打印机生产多种零部件。通用电气2013年年初以未披露价格购买了一家3D打印公司，用于增加3D打印在其喷气式飞机引擎零部件生产领域的使用。稍加留意你就会发现，这种生产形式已经开始在全球范围内出现。

这些打印机是孩子们的宠儿。对孩子们来说，3D打印机打印就像火焰一样让人心驰神往。看着一件东西从无到有是一种神奇的体验。真的很奇妙，实际上几年前当我在一次创客嘉年华大会上向孩子们展示ZPrinter时，我对其中几个说，明年我们就要开始打印小狗了。

“真的吗？”他们问道，眼睛睁得大大的，眼神中流露出真诚的期盼，几乎相信了我的话。毕竟眼前就立着这样一台机器，正在他们的注视下把东西打印出来。

我不得不告诉他们，不，我们近期还没办法打印小狗，但是如果他们决定当一名科学家的话，或许等他们长大了，就能发明出这样的机器了。

在科学领域，研究人员正对这种技术开展试验，探索如何用它来生产肾脏、肌肉、耳朵软骨等等。带有有限细胞变体的简单的生物学结构是非常容易实现的。




家庭3D打印



为了更好地理解当前这一领域所面临的问题和机遇，我最近也购买了一台3D打印机，那是一台熔融沉积成型打印机，墨盒里装满了塑料丝以备输送到打印喷头处。它在软件的互可操作性方面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而且低端机的质量局限性也是个问题。尽管如此，它已经变成我家的一个小热点了。我用了大概仅1小时的时间完成了组装和校准工作，然后打印机就开始执行它的第一个“任务”了。设备自带了15项基本设计，我选中了一条连接式手链，通过机器自带的模塑软件运行起来（自带软件是为了确保机器能够打印），然后稍微调大一点之后，便摁下了打印键。

打印机附带的塑料丝是一种让人讨厌的黄绿色（好像是我自己选的），但是由于我们本地高中运动队队服的颜色是绿色，所以这也是个好选择。在大家就“谁会给老婆送塑料首饰”这件事上取笑了一番之后，妻子接受了我家3D打印机结出的第一颗果实，把这条黄绿色的塑料手链戴到了手上，并立即爱上了它古怪的卖相。

第二天，她决定戴着这条手链去她教书的学校上课，并立即成为当天的一个话题。

“你是说这是你在家里用打印机打出来的？”

“打印机售价1万美元吗？”

“怎么打呢？”

我妻子现在已经正式成为一个极客了。当她解释如何在家打印物品，以及过程只需要45分钟时，学生们听得入了迷，老师们则大开眼界。

挟这次成功之余威，我找到Thingiver.com网站，搜索关键词“领结”，找到了一些呆萌呆萌的3D打印领带。其中有一个格式符合的文件是免费的，于是我下载下来，通过运行软件打印出了一条黄绿色的领结。我是永远都不会戴的，不过我那上高中的儿子向来天马行空，估计在某些主题日的时候会戴一戴。

许多与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发明都是从爱好和怪癖开始的。汽车、留声机、电话，甚至自行车的发明最初都是从爱好开始的。3D打印技术作为工具的使用价值太高了，不可能只作为爱好。等着瞧好了，未来10年它一定会走进千家万户的生活当中。




三维世界里的制造业



经常有人问我为什么要建立一个创客空间连锁机构，因为显然总有一天我们所有的东西都能3D打印。这种看法让我想起了早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我参与的一场有关无纸化办公的讨论。无纸化办公最终让每一张写字桌上都连接了一台打印机，而世界上每一个能使用上电脑的家庭则更是如此。20年过去了，这个世界所打印出来的东西并没有减少。我的网络化和电子化程度很高，但我依然会读杂志、报纸、年度报告、法律文件以及其他很多打印出来的东西。我所处理的文件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增多了。即使转化成纸张的事物比例已经下降了，但还是出现了许多新的通信方式。

虽然3D打印技术从本质上来说是颠覆性的，而且工作和生活中有些东西肯定是要打印出来的，但是我相信，在被3D技术取代之前，传统方法所生产出来的物品数量还将持续扩张很长很长一段时间。

我说的什么意思？

在下一个10年里，人们穿戴的几乎所有物品都不会真正受到3D打印技术的影响。棉布依然制作精良，皮革依然穿着舒适、耐穿、用处多。我的手表精工细作而又美观大方（它采用3D设计，用3D打印机打印雏形，但是是以传统方法制造的）。四通八达的供应链和跨国竞争带来了成本的下降以及外观和使用感受的改善，为我们提供了极其高效、便宜和高质量的商品。即使要3D打印机以较高的成本效率承担起日常塑料制品的生产都需要一段时间，更何况取代类似真丝裙子这样的有机产品了。

也可能会有一些异类。最近我看见过这么一件3D打印的“布料”。基本上它就是一件塑料做的护身铠甲，“垂度”很好，但“手工”非常糟糕。我故意只使用了这两个业内术语。这位专业设计师对世界上最流行的各种材料非常熟悉，充分考量了可利用的每一种材料的品质。三维的塑料和金属也有它们自己的特性。有时它们能增强效果，有时不能，有时它们会分散人们对衣服的关注。三维织物终能找到自己的用武之地——甚至一时之间可能会被视为先锋——但是几乎不太可能像合成纤维那样取代棉布和丝绸。

我在艾利丹尼森公司工作时，我们曾经测试了好几百种不同的纸张，最终选定了其中的一种用喷墨打印做我们名片。名片要有合适的手工、恰当的硬度和亮度、出血，等等，我们一共考察了64个方面。如果单色的ABS工业塑料效果那么棒的话，我们早就用它来做所有东西了。现在我们不会用它来做一张客厅沙发，基本上也就意味着将来也不会，哪怕我们能找到那么大的打印机，能等得起“打印”一台沙发所要耗费的时间，而且也愿意花这么一笔钱，那也得我们想要这样的沙发才行。

3D打印还陷入了几何级数的陷阱，那就是尺寸每大一倍，价格就要涨四倍。

如今最先进的打印机可以对两到三种类型的压制材料进行多颜色打印。我们还在试验能否将电线、回路等插入到3D打印过程中。结合当前的科技发展趋势，大多数制造商在未来的二三十年里完全没有担心的必要。不过他们应该做的是寻找各种方式来利用这些打印机的优势，进而增强自己的生产力，扩张供应链，改进客户服务。

产生这种被淘汰的担忧是炒作的结果，也是由于对新技术的挑战到底有多难缺乏理解所致。这一点我深有同感。20世纪90年代早期，我的一个好朋友买了一家铅蓄电池供应公司，我告诉他要小心，因为电动汽车是未来的发展方向，很可能会使用锂电池而不是铅酸电池。好在他人好，没有当面取笑我。电动汽车确实是未来发展方向，而且它们的确可能使用锂电池——而我的朋友十有八九也会进入这个领域做分销。

最后，做东西要比打印东西难太多了。这里面涉及了很多的变量。恐怕只有比3D塑料打印更具颠覆性的事物才能摧毁我们所了解的制造业。而且很有可能3D打印会变得更复杂、更耐用、更智能化（这一点马上就要说到）。

不，3D打印的目的并不是取代现在人类已经制造出来的东西，其真正的主旨是打印那些你想要但还没生产出来的东西。即便沃尔玛超市也不是包罗万象的。从个人层面上说，得到一台3D打印机的原因应该是自我表达，做一个世界上任何地方都未曾做过的东西出来。




3D打印枪支——我的天



只有傻瓜才会用3D打印机去打印一把枪出来。而只有消息闭塞、哗众取宠的记者才会认为这是一条新闻。但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好吧，算是发生了。我不是武器专家，但我是一名前特种部队成员。就枪支来说，行使主要功能的一端，也就是最重要的部件，是枪管和上枪匣。这些都是用钢制成的。枪管是用钢块铣出来的，这样它才不会在你面前爆炸从而要了你的命。猎枪或军用枪支的枪管是用高合金型的铬钼钢锻造而成的。最好的枪管是用不锈钢做的。开枪时枪管内的压力能高达50000磅/平方英寸。要想安全地处理这么大的压力，则需要使用能够处理100000磅/平方英寸的钢材。

世界上可能只有少数几台3D打印机能够用钢粉打印出那么坚固的东西。使用这些工具的唯一目的是为了得到穷尽其他方法也做不出来的新几何结构，或者是当其他传统冶炼方法都无能为力时改进晶体结构。要用好这些使用激光烧结法的高端金属3D打印机及其制造过程是非常困难的，所以通用电气公司索性买下了辛辛那提的莫里斯科技公司（Morris Technologies）来专门研究这门技术。要是打印一部3D武器这么简单的话，通用干吗还要买一家公司来为它的飞机引擎制造部门提供帮助呢？

使用3D打印机来制造下枪匣（在这里我们得非常小心地注意我们的定义：下枪匣包含螺栓组、扳机和弹夹端口）是可行的，因为严格意义上说那只是一个外壳而已。但是即使这样也不会持续很长时间。而且所用的机器可不是普通的家用3D打印机，其价格非常昂贵，而且十分笨重。用塑料做扳机和螺栓的主意也很蠢。即便是使用了高度工程化塑料的著名的格洛克塑料手枪（Glock）也是用钢材来生产整枪的关键元件的。你可以在钢制的枪管、螺栓和扳机组周围3D打印出枪身和类似的东西，但那远不叫3D打印枪支。我所见过的每一支枪都有一个下枪匣。为什么还会有人想打印枪支呢？世界上的任何一家黑市以及大部分的沃尔玛超市都能买到枪支。打印出一个下枪匣然后管它叫3D打印枪支，这只是一种幼稚的公关伎俩，用来让那些对枪支一无所知的可怜的记者们自以为是地大摇其头。我就见到过这样的几个人边摇着头，边就他们毫无经验的事情夸夸其谈，却从不去找真正懂行的人问一问。网上的东西不一定都是真的，不是吗？我的确接到了几位负责任的记者打来的电话，之后他们便决定枪毙这个故事。就我个人而言，我更担心本地医院里的核医疗废物所造成的安全问题，不过话说回来，我又跑题了。

管枪的下枪匣叫枪，这就好比用3D打印机打印出汽车的一扇门然后管它叫汽车一样。而这又回到那个问题：为什么呢？这样生产出来的门质量不好，价格昂贵，而且做工费时。而3D打印出来的下枪匣质量也比真家伙差，价格昂贵，做工费时，最关键的是，非常危险。




DARPA



众所周知，互联网是由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开发出来的。这个机构耗资数十亿美元来研究各种创意非凡的点子。除非你的创意激进、疯狂、几乎超乎人类的想象，否则DARPA是不会感兴趣的。近期我最喜欢的一个创意是发明一种疫苗，用在经历巨大创伤的士兵身上能够为他们减轻痛感。

另一个我最喜爱的DARPA产品是自适应车辆制造项目（Adaptive Vehicle Make program）。这项实验旨在创造一种新方法来为军方开发车辆平台，即设计采取众包形式，然后通过一家分布式制造机构来建造。这种方法的实际效果不错。DARPA的第一个挑战是帮助军方开发一种支援车辆XC2V。车辆的设计是采取众包形式，生产是在亚利桑那州的Local Motors公司的开放平台车辆生产车间完成的。设计竞赛的获胜者得到了7500美元的奖金。然后Local Motors受雇在其制造机构里完成车辆的构造。14个星期之后车就生产出来了。

该项目最后扩张成了一个价值数百万美元、旨在生产全战斗车辆的工程。它是一项高级制造项目的一部分，项目实现了彻底的数字化，并以一种分布式的方法进行生产。基本思路跟DARPA当初建设互联网非常相似：即通过一种建立在遍布全美和世界各地的多种重复节点基础上的计算机联系网，来开展远程通信。这样如果某个节点发生故障的话，整个通信系统就可以灵活地更改路线。

与之类似，在一个分布式制造系统里，破坏单个工厂不会降低车辆的整体制造能力。你可以绕过被破坏的工厂，让另一家机构生产你所需要的东西即可。在最终的极限实施过程中，在灵活的制造环境下，即可以开展迅速的重新配置和自主制造，甚至都可以设置工业机器人。要让这变成现实，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有些挑战就我们现在的科技水平而言可能是难以逾越的，但是在接下来的二三十年里，我们有望看到人们朝着这个梦想迈出坚实的步伐。

柔性制造（flexible manufacturing）的理念已经得到了成功的执行。与通用汽车公司不同，福特认为它无法预知将需要多少台Ecoboost发动机，多少台混合动力型发动机，多少台标准发动机，甚至多少台柴油发动机，于是它决定设计一条能够按需生产发动机的汽车制造线。福特公司只是根据当前的需求来开展生产，而通用公司则将自己的整个生产线致力于生产雪佛兰沃特（Volt）电力汽车。当需求开发不足时，通用公司不得不将工厂关停一段时间，好让库存商品进入销售渠道。如果汽车制造商能够像福特公司那样在现有的平台上开发出一条具备灵活性的传动带的话，就不会陷入必须中断生产的窘境了。




金考对于制造业的借鉴



不难想象将来在美国和世界上的每一个城市，柔性制造能力会像联邦快递金考店那样随处可见，那里有3D打印机、铣床、车床、机器人、激光切割机，人们轻松地做东西，监督机器人凭指令完成所有工作。你通过互联网找为自己想做的东西找到基本模型，然后通过本地资源获取材料，根据你的需求对基本模型做出调整。或者你也可以将其与其他基本模型混搭，做出一件独一无二的属于你的作品来，然后在当地的柔性制造车间将它打印出来。

在像这样的机构里做东西（例如智能手机）的过程中总会有很多不小的障碍，不过去上Shapeways.com这样的网站你就会发现，很多简单的东西已经可以在线制作了。

就在写作本章时，美国政府正在全国15所大学里对高级制造开展新的研究及开发。这一想法旨在拿出10亿美元作为项目的种子基金，并说服各大学和私企赞助商再拿出10亿美元投入进去。其主要关注3D打印、制药、纳米技术以及能源等领域。

灵活的自动化系统领域将是这次高级制造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虽然关注的范围可能来自不同的学科和研究领域，但用来支撑研究的基本工具在大多数情况下几乎都是一样的。正如我之前提到的，这其中包括计算机数控工具、3D打印机、激光切割机、塑料实验室、电子实验室，甚至还有纺织品实验室。

如果我们也拿出20亿美元来，让所生产的东西仅仅成为大学研究人员和赞助公司研究部门的专属范围，而将创客群体排除在外的话，那无疑将是一种嘲弄和扭曲。创客社区不需要也不想要获得接触整个机构的权限，但是如果能圈定一个公共可使用的实验室，与实验室其他研究领域所需的专业工具隔离开来的话，那就会简单得多。




渠道



值得重申的是，这种仍处于设想中的开放存取式机构真正的威力在于它更深入地挖掘了创客群体的能量，而且是非排他性的。最好的创新成果都是在个人或团队的热情和兴趣驱动下实现的。实验室和研究机构向来都是与外界隔离的，因此我敢说最伟大的创新成果尚未被开发出来。渠道的极度缺乏使得人类最原始的能力被紧紧束缚起来。

即使在一些大公司内部，那些最具创新力的个体也无法从事有关新事物的工作。想象一下吧，如果一家大型工业企业的正常研究经费占到3%~5%，那么这就决定了大多数的人都不是在从事创新工作。这也没问题，总得有人来从事生产工作，好产生剩余利润来支撑研究。但是这也就意味着一家大企业的大多数工程师都在从事今天的生产，他们的精力被严格局限于当前的产品，而且只能用于当前的产品。大多数工程师都不属于研发部门（R&D），无法接触到那些实验室。而且他们的工作很可能仅仅局限于日常的生产部门。没有哪个总经理会让自己的工程师在一条正常工作的生产线上搞什么创新（想被炒鱿鱼的最佳途径，就是为了忙于为明年的某个产品搞创新而没能完成这个季度的销售定额）。因此，（迄今为止）大多数受过最高训练的工程技术人才都不被允许将他们的才华用于创新。而且即使他们真有了10%或20%的时间，也不具备创新的渠道。

世界上最大的几家工业企业都不允许其团队中大多数富有创造力、经验丰富且善于革新的工程技术人员靠近实验室去搞创新，而是把他们雪藏于生产及其他活动当中。许多有才华的个体最终进入了人力资源、财务、市场营销和销售领域。这太不正常了。不是说这些“创新人才”进入了销售部门，而是“他们”进了销售部门，而且他们那10%的时间无法让他们获得使用实验室的渠道。这个世界已经变了，实在不必再实行这种方式了。




自组装可编程物质



真正具有未来主义色彩，并能颠覆这一切的是分子制造的可编程物质（molecular manufacturing programmable matter）。和计算机数控机器的最初开发一样，可编程物质也是由麻省理工学院杰出的科学家们发明的。我猜他们将得到DARPA的一笔拨款。如果真的能够对物质进行编程从而用来生产有机物和非有机物的话，那将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这听上去像是科幻小说，不过话说回来，人类上天登月，下水潜艇作业，包括发射卫星，在不久之前不也像科幻小说里的情节吗？

我喜欢这个理由。试想一下。来一棵快速生长的枫树有什么不好？只管径直生长，没有任何枝节，一直向上，没有碍事的枝枝叶叶。如果这一点能实现，那为什么不让这些树长弯？这样盖房人就可以直接种上两排，让它们长成房子的框架。在恰当的时候砍下来，加上底层地板和屋顶，你就有了一间长出来的房子啦！好吧，方形的部分有点困难，不过科学家们不是能解开遗传密码吗？应该能吧。

要再往前进一步的话，则可以利用细菌的分子制造能力，来创造出能够以预编程的方式自我组装的东西。这项研究已经起步了，但是实事求是地说，要想实现消费级别的使用，恐怕还需要至少20年的时间。而且到了那时候，就像人类历史上的许多技术突破一样，很有可能这种产品会拥有自己独特的用户，而不是简单地取代以前的东西。由于可编程物质从定义上来说实际上就是可重新编程物质，因此它的大批量生产可能会比工业制成品便宜。虽然可重新编程物质的自我复制可能会消耗大量的能源，但是使用它可能还是会比使用有机物质便宜。

我猜测可能会有一些中间步骤，例如最近一位建筑学助理教授金洁儿·克里格·道泽尔（Ginger Krieg Dosier）（重复一遍，是建筑学，不是生物工程学）就通过再造细菌来消耗尿液（没错，就是你的小便）、氯化钙和沙子，以此来生产砖块。

美国太空总署目前正在研究能否使用极地冰盖中的水、宇航员的小便以及细菌，来将马丁娜土（Martian soil）转变成砖块。没错，那将是一座用小便、泥土和细菌做成的房子。我要报名去极地！




一个适宜生活的伟大时代



这是一个适宜生活的伟大时代，不是吗？我坚定地相信我们正迈步进入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一个崇尚创新与创造的时代。他们说我们站在了巨人的肩膀上。没错，但现在我们是站在一群巨人的肩膀上，工具、知识、市场、金融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容易获得。用经济学的术语来说，这就叫“资产流动性”。从另一个角度看这就是一条快车道。

流动性市场就是一个进入和撤出都简单而快速的地方。它被用来形容对公众持有公司的投资，例如苹果、谷歌、福特和通用这类很多人买卖其股票的大公司。潜在价值的变化能迅速被理解并反映在价格上。在创新流动性市场里，一个创意的价值能够很快得到确定。初创公司之所以羡慕硅谷，原因之一就在于它拥有一个针对初创公司的效率极高的流动性市场——至少对那些专注于上一场革命（即互联网风潮）的初创公司来说是如此。

快车道（velocity）与此相似。它能衡量资金在一个经济体内的流动速度。虽然概念古怪，但对经济体来说却是非常重要的。其原理是这样的：每月月初雇主付给雇员1美元，然后雇员把它拿到百货店花掉；百货店又将它支付给自己的雇员，这个雇员又把它花掉，循环再次开始。所以到了每个月的月初，你说你得到了1美元，百货店说它也得到了1美元，百货店的雇员也说他得到了1美元，因此这个1美元实际上变成了3美元。这就是快车道背后的基本概念。

我相信技术的发展、知识的传播和获得都有它们自己的快车道。当以前复杂和难做的事情变得容易时，就好比增加了技术和知识的快车道。这对经济来说有着巨大的内涵。

现在成立公司的成本、获得知识的途径以及技术发展的速度都发生了变化，我相信硅谷也将渐渐失去它在创业公司领域的影响力。它不会消失，但是民主化进程，对降低成本的尝试，市场流动性，以及哪怕最小的创业公司也能获得的众筹模式等，都将从根本上改变硅谷的游戏规则。

这就意味着在你所在的城市开发一些很棒的创意将变得比过去容易得多。获取廉价、便于使用且功能强大的工具的渠道以及获取市场、融资、技术和知识的渠道给物品制造、开发、生产、融资、出售甚至消耗的方式带来了彻底的革命。这的确是一个适宜生活的伟大时代。




第9章　加速创新





合作



2010年年中的一天，我走进办公室，发现书桌上放着一张字条：“福特的比尔打来电话，想要一间技术工坊。尽快回电。”我的心跳立时漏了一拍。“福特的比尔”。

好吧，实际上打电话的不是比尔·福特（Bill Ford），福特汽车公司的主席和前首席执行官（关于比尔·福特稍后会有更多介绍），而是比尔·卡夫林（Bill Coughlin），福特全球科技公司总裁。作为福特授权部门的负责人，比尔·卡夫林的职责之一就是提高福特公司所开发专利的质量和数量。他还非常推崇将开放创新原则作为让创新延伸至汽车公司的一种方式。这可能会被业内的很多人视为极端，但是福特做了很多有意思的事情，例如全资支持了密歇根州迪尔伯恩汽车工业城附近的一家技术工坊。

虽然两家机构都花了些时间，但到2011年年末，我们联合开办了一家面积达4万平方英尺的开放式创新中心。接下来的事情是这样的：比尔发现涌入他团队的高质量专利创意的数量提升了50%。

是什么引发了这一创新力的激增呢？比尔赶紧给自己弄了一个技术工坊会员身份，结果发现了一个专门向提交高质量专利创意的员工提供奖励的机制。那并非现金激励，但事实证明它的激励作用还是相当大的。

技术工坊底特律分部迅速成为福特公司公关和市场营销部门举办的一系列新闻活动的主角。来自世界各地的数百名媒体人在这里聚会、交流、做东西，见证福特公司如何将创新推广至其研发部门的高墙之外。

通过公司的新闻简讯、博客、网页不断发送“我们支持创新”是一回事，但是投资并创立这一承诺的具体体现，并对所有想加入的人提供丰厚的员工折扣，或者为拥有高质量专利创意的人提供免费会员资格，这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技术工坊只占用了底特律艾伦帕克（Allen Park）的一半空间，所以其在公司把其在附近办公的小组搬进了大楼的办公室和实验室里。第一个搬进来的是OpenXC平台的团队，这是福特公司推崇开放原则的又一范例。这支由福特出资支持的团队旨在开放汽车传感器数据。不光福特的，还包括其他车企的。OpenXC团队现在有了一套开放式可延长的接口设备，任何人都可以从福特的传感器上抓取数据，利用该数据从事一些创新活动。更好的是，由于这是一个开放式平台，OpenXC社区的成员可以通过设计OpenXC设备而与其他设备合作。福特是第一家开放这种沟通中转站的汽车企业，足以象征其思维的前沿性。

几年前，福特公司让几家大学使用汽车发射的传感器数据，以此开启了OpenXC实验项目。其中有一支团队发明了Tweeting Ford Focus，不论何时，只要开启雨刷，就会有一个设备将汽车所在的区域以及此刻正在下雨的情况发送出去。当然除此之外它还有好几样可爱的本事。

我也想弄一台OpenXC，不光是为了追踪儿子开车有没有超速，也想通过将设备与儿子手机里的加速度传感器相结合，来判定他的加速有多快，以及他拐弯时重力加速度是多少。通过这种工具，我就能知道他什么时候在高中停车场内玩急转弯。2013年1月，福特发布了OpenXC平台，现在所有人都能得到最近出产的全部新车发送的传感器数据。

2012年，吉姆·牛顿和我的确曾在硅谷的计算机历史博物馆见到过比尔·福特。在回答当晚最后一个问题时，他对观众说，如果亨利·福特在今天创办福特汽车公司的话，“他十有八九会到技术工坊创立”。




与大学建立联系



那么在这场创新革命体系里，大学的位置在哪里呢？好问题。从美国政府获得拨款的一个法律要求是，申请的大学或研究机构必须有一个技术转化办公室，并做出相关尝试。这则条款的初衷是为研究者提供专利或其他商业化支持，或帮助该机构的开发成果处理知识产权问题（如专利、发明、软件及其他著作权保护），但大多数办公室的技术转化都是不足的。事后想想，这个本意旨在为大学里的研究和教授项目投资的拨款机器根本无法推动任何研究目标的实现，在大学内部的影响力微乎其微，最终只落得贩售那些原本被设计用来帮助研究生和教师发表作品、拓宽职业生涯的“科技成果”。

没有任何市场机制能够帮助指导研究政策的制定。我不知道是不是需要有，我只是说出真相。这个系统的结果就是造成每年投入数十亿美元的研究经费用来在大学里成立机械工程系，却几乎没有任何可以向它展示的创新的东西。而且激励机制也不匹配。教育学生并让他们毕业依然是大学系部的主要任务。有些大学也会做一些其他任何环境下都不太可能完成的严肃研究。这么说并不是为了贬低这套系统，而只是用现实的观点对创新的成果和研究及教育的成果做一番比较。

同样不幸的是，大学的体制是围绕领域来构建的。因此，建筑学院、机械工程学院、艺术学院等很少会开展跨学科的密切合作。每一所学院的目的都是为了向那些在其特定领域展示了自身能力的学生授予学位，留给学院自己做的就是在大学行政机构的帮助下争夺拨款、捐赠、收入、学生、校舍以及基础设施。

这是其中的一个结果。大学的每一个专业都有自己的实验室，通常都很小，位于地下室，接触渠道有限，时间有限，有时本科生使用时还要受到研究生的监督。许多拨款下来之后都用来增添机器，但通常情况下那些机器都是跟拨款捆绑在一起的，甚至不属于系里。更不要提什么以安全可靠的方式操作机器了。

我最近拜访了一所有名的大学（这里我不便透露校名），那里的人们告诉我，严格意义上说，如果你不属于某个系、某个班，或者没有从事与专业相关的某项研究的话，那就无权使用任何一台拨款所附带的新机器。有道理，我想。没必要制造与拨款直接要求无关的义务、时间安排及培训等问题。而且，这所大学里的每一个系采用的都是同一种做法。在这个体制下，过去几年里购买了几千万美元的设备。这件事是我在实验室管理员组织的午餐会上了解到的，正是他们独立邀请我来做展示。关于这次会议真正有趣的地方在于，此前这四位实验室管理员互相从未见过面，从未去过对方的实验室，有几个甚至不知道另一个学院有实验室。我们一起参观各个实验室，度过了一个愉快的下午。我发现，每间实验室在权限、安全性、开放时间和操作责任的规定方面都大相径庭。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米茨·蒙图亚博士（Mitzi Montoya）和技术工坊的创始人吉姆·牛顿一起坐在一条独木舟上，吉姆正向她描述一个装备齐全的创客空间都需要哪些东西。正如他们所说，“时机就是一切”。米茨正在亚利桑那州的钱德勒市创建一处创新中心，希望技术工坊能够从40000平方英尺的面积中贡献出一半，用来安放她那些机械工程系的学生所需的一些机器。作为技术与创新学院的副教务长和院长，米茨和她的团队正纠结于一个创新中心到底需要具备怎样的外貌这样的问题。

这里我将转述她的回复，不过它的整个逻辑是这样的：

“那么说，你不是要在20000平方英尺的空间里放满只有我们的学生才能使用的机器，设定使用时间限制，要他们被别的学生监督，被别的学生教，给他们制造一个不负责任、无法控制的体制……而是要建立一个开放存取型的机构，专业运营，有安全协议，有保险，有合格的指导者，每天从早上九点开到午夜，我们的学生能够和创客社区里的专业人士互动，而这些人可能就在英特尔公司或者通用动力公司（General Dynamics）工作，而且可以给我们的创新项目区分层次，去吸引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保护伞下的其他系和学院？那我们真得谈谈。”

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将开设地球上第一个由学校赞助的开放存取式DIY组装工作室。




为了一个更好的模式



组装车间在大学里将会变得像图书馆、诊疗所和体育馆那样普遍。它们将是整个学校都能使用的中央资源，或者像诊疗所那样整个社区都能使用。校外的各个地区性高科技制造中心将在大学组织架构内并存，它们将对几十亿美元的研究经费产生影响，并与科技转化办公室和本地孵化器机构联系在一起。

这将有助于将创新引入到跨学科、开放存取和杠杆化的轨道中来。建筑系将不再霸占所有的激光切割机，艺术系也不再是全部木工机的唯一主人，而机械工程学院也不再独享所有的金属机器。高中的孩子们不必再等到大学才能接触到各种设备，当地的艺术家们、机械师们和创业者们也不必再拿自己的房子去抵押，以换来一台自己需要的机器，而这些机器也不会在绝大多数时间里被搁置在当地大学里无人问津。只需一点费用，他们就能在自己的社区里用上这些机器。

我们已经开始在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和德国的慕尼黑理工大学探索这种新的模式。总体的想法是为那些出于研究目的而需要一间雏形实验室的学生提供权限，获得当地公司的帮助和支持，通过向社区内乐意支付的人们开放平台的方式，为学生提供经费上的支持。




斯坦福大学d.学院



有两家学院跟我所提议的非常接近——麻省理工学院的比特和原子研究中心（MIT’s Center for Bits and Atoms），以及斯坦福大学的哈索·普拉特纳设计学院，或者叫d.学院。有趣的是，d.学院实际上并不是斯坦福的一个学院，它是所有在斯坦福大学读研究生的人都能上的一系列综合课程。它的综合性体现在它需要具备在其他授予学位的课程中所学到的专业技能。它将学生结合了起来，而且能创造出一些对现实世界发起挑战的项目。而且它的实验室所拥有的许多工具，都是一个优秀的创客空间所必须具备的。




Embrace



我在前面的章节里讲到过Embrace婴儿保温箱，不过在这里我想确保d.学院和技术工坊之间的切换是明白无误的。到了学期末，陈珍在d.学院的团队已经成功研发并演示了一个婴儿保温毯，可以当作保温箱的简易版来使用，或者可以当作一个运输设备，在婴儿被送往保温箱的途中能够确保毯子多维持几个小时的常规温度，而这几个小时往往是能救命的。随后设计课程结束了。这个后来催生了Embrace公司的婴儿保温毯当时并没有得到任何研究经费的支持，它只是一个课堂设计而已。斯坦福大学没有一家实验室会支持已完成项目实现商业化。那么它该何去何从呢？团队里的成员有的拿到了分数，有的拿到了学位，他们在斯坦福大学的时光也即将结束。然而，他们的雏形如果想要开花结果的话，还有很多的工作要做。技术工坊就在这个时候发挥了作用。这支由斯坦福学生组成的团队毫不犹豫地移师技术工坊，继续研发。由于费用低廉，他们能够出去寻找经费创立自己的非盈利性组织。从那时起，他们完成了毯子的开发，相继在世界上多个国家完成发布。从那时起到现在，这个保温箱已经拯救了5000多个婴儿的生命。

但是注意：大学并不会支持或赞助后来成立的公司。而且，d.学院的实验室也不是对社区开放的，这也可以理解。做社区资源不是当前大学实验室的使命。这一点必须改变。




Solum



Solum的故事与此相似。这家公司也是从斯坦福大学的一门课上诞生的，MS&E（管理科学与工程系）273，《技术风险形成》。尼克·考什尼克（Nick Koshnick）、贾斯汀·怀特（Justin White）、麦克·普里纳（Mike Preiner）以及约翰·保罗·斯特罗恩（John Paul Strachan）组成了一支团队，致力于解决农民在给不同季节的庄稼施肥时所面临的该撒多少肥料的难题。这对农民来说可是个大事。肥料太少，庄稼的产量会下降，甚至有企业破产的风险；肥料太多，庄稼产量可能会令人满意，可是成本太高了。另外，过度施肥也会给植物造成烧伤或死亡的危害，造成密西西比河入海口附近那一大片死亡地带的罪魁祸首就是过度施肥。尼克和他的团队立志解决这些问题。尼克选了斯坦福大学的《技术风险形成》课程，该课程旨在帮助临近毕业的学生创立自己的生意，而他刚刚从这所大学取得了博士学位，因此从本质上说，是斯坦福大学发起组织了尼克的团队。但是这支团队，没有使用实验室的权限。

我就是这样知道他们的。我见过尼克和他的团队在工坊里制作他们的第一个雏形，凭借这个雏形他们得到了一笔小小的投资，随后便搬进了我旁边的办公室。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团队开发出了多个雏形，员工雇了半打，他们小小的办公室开始不时地爆发出声响来。很快——至少就产品开发的标准来说算很快——他们已经生产出了一系列的雏形，吸引了更多的人才，用他们的A系列产品筹集到了约200万美元。这时他们毕业了，便搬了出去。

从那时起，这家公司从硅谷最顶尖的公司那里筹集到了总计大约2000万美元，变成了一家令人兴奋的获奖农业创新企业。

Solum快速成立的一个关键原因是他们得到了一个能够支持其发展的平台。没有标准门径管理系统流程，没有孵化器的新兵训练营，也没有商业规划的竞争。再说，关键在于制造出雏形——这就是促成他们成立公司的原因。Solum淘汰一系列雏形的速度是非常惊人的，而其原因就在于他们拥有获得工具的直接渠道。他们能够不断地开发，测试，再开发，再测试。完全没必要把设计草图和实验装置运送到世界各地去。也不必安排与设计顾问的外场会议。公司的整个创立过程属于快速组建。

需要重申的是，大学并没有实质性地参与进来。斯坦福大学对这家公司也没有索要任何权利。如果一支团队在大学校园里完成了它的研究、设计以及公司发布的话，那么几乎美国的所有大学都会声称享有这些成果的知识产权，并索要授权费。美国许多大学的研究生都没有自己的知识产权（intellectual property），斯坦福的研究生有。这在我印象中是一个奇怪的设计。当然，如果你的研究靠的是大学提供的拨款，并且因此而得到大学支付的酬劳的话，那就无可厚非。但是大学凭什么能拥有研究领域以外的东西呢？而且为什么授权这么难呢？

顺便说一句，这在大多数大公司里也是正常现象。雇用协议上明确表明员工的创意归公司所有，不管它们是不是在工作时间内使用公司的设备研发出来的。鉴于过去多年来获取工具的渠道相当具有局限性，因此这一协议并没有遭到多少反对。然而随着接触工具的渠道变得日益普遍，我估计公司方面将会受到更多来自员工的抵制。

在前面提到的例子中，斯坦福大学在帮助初创公司研发的整体生态系统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但是并没有参与到公司的发布。这些初创公司并非来自于大学的技术转化办公室，没有来自政府或基金会的拨款对他们提供支持。他们之所以成立公司是因为他们具备了这样的能力。




Driptech



与Embrace公司相似，Driptech初创公司也是诞生于斯坦福大学d.学院的一次课堂设计。对这支团队技术工坊并没有过多的参与，不过其中的一位主要工程师特雷弗·博斯韦尔（Trevor Boswell）曾使用我们的设备对一台关键机器进行早期的开发工作。作为斯坦福《极度可负担型创业设计》课程的一部分，彼得·弗吕克曼（Peter Frykman）去了埃塞俄比亚，回来后便创立了Driptech公司。他亲眼见证了拥有小块土地的农民所面临的巨大的灌溉困难，并为他们开发了一种超级低成本的滴灌系统。Driptech公司为此获奖无数，其中包括世界经济论坛颁发的一个奖项。




社区资源



最近一位高级主管告诉我，在他们公司，研发部门以外的工程师比研发部门内部的工程师还要多，而且实际上，鉴于公司偏好雇用一些工程技术人才，然后在别的领域对其进行交叉培训，因此在公司的人力资源部门、财务部门和市场营销部门都有大量的工程师员工。

我向他指出，现在已经不是只有工程师才能设计、开发和发布产品了。高级主管承认这一点，不过这不是他关心的重点。他关心的是，他的公司里已经没有工程师了，包括那些在研发部门工作的，能够帮助公司在那些已被证明的研究领域之外进行创新，而且许多有才华的工程师也不再从事研发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说，相比研发团队，他们所在的市场营销部门更贴近市场。理论上说，在一个公司内部应该优先把资源投入到市场和销售部门，但显然不能总是如此。那么该怎么解决这个有伟大的大脑、洞见和创意，却得不到开发的困境呢？

这位主管提倡用加入创客空间的方式来开启公司内部的创造力。我对此衷心表示赞同。不过如果想进一步扩大影响力的话，应该将空间向整个社区开放，城里的大学，其他制造企业，高中，小学，初创公司，以及其他一些中小型企业（small-to-medium sized enterprise，SME）。到那时，如果你想更上一层楼的话，就可以将其整合成一个全国性或全球性的创客空间网络。

为什么有人会想削弱多样性，减少可获得的知识和技术呢？答案只有一个：知识产权（IP）。但这是一个虚假选择。现在的情况不是非此即彼。没错，知识产权是很重要，但是如果你用它来隔离自己，那就只会让自己被那些已经摸索出了如何在保持更加开放的同时，依靠知识产权来增强竞争力的人们所取代。他们重视知识产权，知道如何在一个开放的环境下通过掩饰或其他机制对其进行保护，甚至可以找一个私人区域封锁起来。这不是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题，只是一个需要处理的知识产权情况而已。人们已经针对知识产权实行了很多应对之策，在创客空间这样的环境下理当也可以应对自如。而且我迄今为止还没有听说过我们的创客空间里有谁偷窃过别人的知识产权，倒是经常听说社区里有人对某项知识产权进行了改进升级，并将自己的成果赠送给了知识产权所有者——有时这些改进是可以申请专利的。

因此，如果一家公司采用我称之为“尼安德特法”的方式来试图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的话，那么它将面临被那些已经探索出如何迎接开放式创新和创客空间挑战的公司取代的风险。




再上一层楼



发明实验室（fab lab）的面积通常为2000平方英尺左右。一个典型的骇客空间则能达到4000平方英尺，有的还要再大些。而一间设备齐全的创客空间一开始就需要大约1.3万平方英尺的面积，我们和福特、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几个合作项目，规模则达到约4万平方英尺（包括办公室和教室）。不过如果我们采用5M项目的模式，扩建成一家创意核心（innovation hub）的话，会是什么样的呢？那就更接近于一个工业部门的角色了，需要在市中心、改造区和大学附近开发一片面积在25万到100万平方英尺之间的混合使用型片区。

世界上规模最大，最有活力，真正以办公室为基础，通过中等规模的办公室空间来孵化初创企业孵化器，面积接近20万平方英尺。美国商业部所展望的那种高级制造平台，面积从5万平方英尺到10万平方英尺不等，只包含办公支持、零售、公寓或酒店。如果将这种平台与大学里的研究机构，或大型生物技术或纳米技术孵化器（这种孵化器通常都面积大，价格昂贵）结合起来的话，轻而易举就能得到一个面积达100万平方英尺的混合使用型开发项目。所带来的经济收益、教育支持、社区发展和工业扶持将是巨大的。

这种开发规模在世界范围内都有范例。这里的关键区别在于是否植入了开放渠道这一元素。这个区别将极其强有力地决定一个地产项目的性质和发展动力。已有的机构目前正面临一个大的机遇，那就是通过发明实验室、骇客空间和创客空间来对自己进行改造升级。

开放式空间的力量在于，无论是学生、教授还是大学实验室的研究人员，现在都有机会与商业企业的工程技术人员、本地艺术家以及创业者们交流互动。最终，这些开放式空间将成为创新主题的公共场所，任何人都能来这里实现自己的创意。

州政府和基金会也有自己的角色。创客空间所需的资金支持依然稀缺，而且主要是由一些财力雄厚的大学、公司和中产阶级创客提供的。除了偶尔有学校背景的发明实验室外，那些弱势、贫穷的、公民权得不到保障的边缘化社区尚无法承受这种规模的支出。我坚信这一现象需要得到扭转。不幸的是，这些发明实验室、骇客空间和创客空间的确会产生一些真实的费用，硬件成本、房地产支出、水电费、工资单等等。这跟软件不同，软件的话你只需复制即可，创建一个学校支持渠道或者创业支持渠道，就可以将软件交出去了，无须支付任何边际成本。不管是通过津贴、奖学金、户外教学，还是通过拨款或培训项目，创业运动务必要找到一种方法让自己变得更具备社会经济包容性。




基金会



创客运动需要得到基金会的支持。之前曾有人向我指出，国家的教育机构并不是被设计用来做实验的——至少就这个词的真正含义来说不是。为了证明一项开支的合理性，他们必须得从什么地方找到论据。与此相反，基金会是来帮助实验项目获得资金的，他们会制造一些指标（有些是新指标）来追踪并确证一项创新成果的有用性。大量有趣的证据表明，经常进行实践操作和工具使用，能够激发儿童选择科学、工艺技术、工程学或数学作为自己的职业。最近我最喜欢的一个例子，是我们的一个合伙人2012年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一个名叫“西南偏南”（South by Southwest，SXSW）的有关音乐、电影和互动研讨会的年度聚会上遇到的。

2012年，通用电气在技术工坊的技术支持下，开展了一场名叫“通用车库”（GE Garage）的旅行公路秀。其中第一站就来到了SXSW。我们让MakerBots（3D打印机）、Inventabls（杰出的材料）和技术工坊的员工分散于整个场地，把激光切割机、焊接机、计算机数控槽刨机、3D打印机和手工工具打开来供人们使用。

第一个星期六，一名14岁的小姑娘无意中在一个角落里发现了我们的5个装有高级制造设备的集装箱。她把她爸爸领过来看，结果这位父亲在几乎一无所知的情况下，就把大部分的周末时光花在了我们的摊位上。那个星期六，小姑娘也在我们这里待了4个小时，了解了关于工具的知识，见到了我们的员工，和其他创客们互动，还学会了怎么进行定位点焊。

是的，你没看错。作为项目的一部分，我们和GE共同组成了一支团队，将拿出用来焊接的自行车架来给参观的人们作演示。先向观众们就如何进行定位点焊做一个简短的操作指导，然后将他们送到一个工作站，在那里他们将协助将一辆自行车焊起来。这个小姑娘对自己新学到的知识非常兴奋，第二天她又来了，这次打算为自己的学校焊一辆自行车。接着，意想不到的事情发生了。

通用公司的一群资深的市场营销人员走了过来，想看看设备设施的安装进行得怎么样。在这里我必须向他们竖起大拇指，这种安装模式是我从未见过的：动员后勤部门把设备搭建好，完成员工的培训，以一种安全可控的方式将空间面向公众开放，这一切都令我眼前一亮。但是在确定下一个地点之前，通用的人想先看看这个头炮打得怎么样。

当我们的新朋友得知赞助商就在现场时，坚持要跟他们见面，并进而感谢他们给了她这个机会，使她能为自己的学校焊一辆自行车架，虽然她以前碰都没碰过电焊机。她告诉他们这次的装置改变了她的生活。鉴于这个周末所收获的体验，她决定自己将来要做一名女工程师。

多好的一个机会啊！目前只有10%的美国女性将机械工程学作为一个能让自己独立生存的职业选择——即使在这个物质知识的创造和便于使用、功能强大、价格便宜的工具如同大爆炸般不断涌现的时代亦如是。鼓励这个世界上一半的人口选择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作为她们的职业，以此来发挥她们的才华和创造力，这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所面临的最大的机遇。而且我们一定得从娃娃抓起，趁着他们还小，还在探索自己“擅长什么”、“不擅长什么”——14岁其实已经太晚了。

什么方法能吸引他们的兴趣呢？这是一个核心问题，许多国家经营的机构没有资金或者说带宽来运行这样的试验。有些也有，有些也打算尝试，其实这恰恰是基金会和慈善组织的功能：开辟新的路径，供他人追随。

这一运动我们尚处于起步阶段，所以我非常有信心，相信所有这一切都能实现，但这需要个人在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来促成它们的发生。要想让这个世界真正有所进步，我们必须要有远见，要接受风险，还要有充足的资金。当机遇在创客运动的推动下悄然浮现时，只有举全社区之力才能对其充分地加以利用。




作为催化剂的创客空间



获取工具对于经济发展、学习、创业、艺术创作和科学研究来说，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我能看到它在推动着整个社区的发展。就像一座大学城能发展成为一个城市一样，一个提供工具、培训和渠道的设备齐全的创客空间，也能发展成为城市里一个充满活力的创意集群。作为对城市、县和地区的区分，对开放存取式设施连同学校、假期培训以及商业的开发将是巨大的。已经有人为了离我们工坊近一点而把家搬到了湾区。没错，搬家，意即带着自己的物品换个地方住。

在技术工坊，我们看到了许多穷尽各种方式都无法成立的公司在我们这里上线了。第一支机器人团队来使用我们的空间，进一步巩固了这些孩子们所感兴趣的职业轨道。工具和基础设施将成为很多人选择居住环境时的一个关键区分因素。现在知识在互联网上流动，在任何一所高中或大学都可以学到编程、微积分和化学，但是因特网无法为你提供使用计算机数控水刀的机会。当然最终它会呈现出某种形式，但相比自己亲手操作要昂贵得多。因此现在，对于城市来说，谁先开发这样的空间，并吸引这些人才来使用他们，谁就将占得先机。的确，建这些空间本身是个很辛苦的体力活，不是只需要课桌和暖气那么简单，要建起来会非常慢。尽管如此，第三次产业革命，或者叫硬件2.0，创客运动革命，不管你怎么命名，这股趋势一定会比网络革命更加来势汹涌。随着移动通信、社交媒体和游戏产业的孵化器在世界各地的各个大学里兴风作浪，一旦获得工具，将这些能量和基础设施转移一部分到硬件的复兴运动当中去，将变得容易许多。




第10章　参与带来改变



本章我将探讨如何参与到创客运动中去。参与的方式有很多，我将在接下来的内容中谈及其中一些。主旨很简单，你得创造一些东西，什么东西都行。




媒体的乐趣



我有一位在健身杂志社工作的朋友，他告诉我说他们80%的读者都不健身。我很震惊。我知道有很多人不健身，但是80%这个比例也太夸张了。他说健身就好比足球，是一种旁观者的运动。人们喜欢这个概念，喜欢了解并想象自己去健身的样子，甚至喜欢计划自己如何开展健身。但他们就是从来都找不到时间健身。为了让自己的论点更形象，朋友告诉我，在一次旧货售卖会上，他从男主人的车库里发现了一对非常复古的举重用的哑铃。我这位朋友很喜欢搜集一些古董级的健身器材，于是他走近去看哑铃的重量，发现它们产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那可是相当罕见的玩意儿。

朋友便询问70岁的房主这些哑铃是否出售。“哦不，我正打算开始练呢。”老先生回答说。“说不定下星期就开始。”那对哑铃还放在最初的盒子里。这位“正打算下周开始”的老先生已经打算了几十年了。

我从这个小故事当中学到了几个道理。首先，仅仅因为阅读杂志的人都不参与，并不意味着没有很多人参与。他们只是以不同的方式来消费这个爱好而已。但他们通过阅读以及偶尔购买健身设备和健身套餐（用不用且不说）支持了这项运动，从而对整个健身行业提供了支持。其次，人们对运动价值的热衷和信服往往是很深的，就好像那位房主永远都不会卖掉他的哑铃。对于推崇健身生活方式的消费者来说，即使不健身，他们依然相信，哪怕几十年来根本没去过一次健身房，现在还是随时都可以开始健身。不过好处就在这里，哪怕他只是沉浸在了那种相信自己随时可能开始练哑铃的幻觉里，也依然通过对运动的信仰而帮助运动持续下去。

《创造杂志》是模仿以前的《大众机械师》（Popular Mechanics）开办的。当时的想法是，以前《大众机械师》上曾经有很多操作指南告诉人们怎么做东西。这两本杂志我都爱。有那么一整个电视频道全部都在讲如何做一些DIY工程，还有一些电视节目如《流言终结者》（Mythbuster）、《怪物车库》（Monster Garage）以及各种建筑节目，甚至《真人秀：铁人料理》（Iron Chef）或美食频道都在讲如何做东西。但是看《铁人料理》不意味着你是一个很棒的主厨。或许将来有一天你会是，又或许你正计划将来有一天会是，但就现在来说你只能间接感受一下。

关于人们为什么光读、光看、光学习却无论如何不去做，原因有很多。但我很感谢他们，因为是他们鼓舞了那些基本信息的提供者们坚持不断地为我们提供着各种出版物。但是一项运动如果想真正地维持下去的话，还是要有实践者才行。




STEM



科学（Science）、技术（Technology）、机械工程（Engineering）和数学（Math）简称为STEM，正如教育圈所认知的那样，已经变成了一种战斗口号。这么说是非常有道理的。如果我们（这个我们是全球意义上的我们）当中能有更多的人到这些领域中工作，那么这个世界将极有可能通过创新来解决当前面临的许多最严重的技术挑战。不过让孩子们对这些学科感兴趣的关键在于鼓励他们亲自参与一些适宜他们年龄的科技活动。

我是First Robotics计划和F1赛车构建项目的忠实拥趸，前者是乐高公司推出的一个机器人计划，后者则让孩子们制造赛车模型，然后用无线遥控来比赛。这些项目既有趣，又很有教育意义，而且很容易让人上瘾。它们需要资金来提供设备、场地和培训设施。然而不幸的是大多数学校都不具备资助这类活动的资源。或许社区内的中央资源能够发挥作用，不过那样又会产生非常麻烦的运输问题。




迷你创客嘉年华大会



创客嘉年华大会有一个非常好的流程，用于授权各地举办当地的迷你创客嘉年华大会。迷你创客嘉年华大会一般有50~100个创客摊位，以及正常创客嘉年华大会上所能看到的兼容并包的各路豪杰、项目和产品。除了床罩、首饰、绘画、艺术品和手工艺品等传统艺术市集的主要门类外，你还会在这里的摊位上发现机器人、化学用品组合、物理学玩具、蒸汽朋克式（Steampunk）的服装和设备、3D打印机和各种电子器材。这些活动尤其适宜家庭参与，而且能够释放孩子的想象力。一家人能在这里度过一个愉快的周末。如果你所在的城市里没有这种迷你创客嘉年华的话，你自己不妨组织一个。




Brightwork



贾沃·杜雷（Gever Tulley）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启发。多年前有一次在加利福尼亚州蒙托里座谈时，他向我们介绍了自己正在撰写的一本书的思想内核。“你应该让孩子做的5个危险行为”是从他的著作《（你应该让孩子做的）50个危险行为》中摘录出来的。在承认安全优先原则之后，他接着告诉观众们要让自己的孩子学会玩火、拥有自己的小折刀，还要做其他一些危险的事情。不出所料，没有一家出版社愿意碰这本书。于是杜雷决定自己出版，结果竟然畅销全球。让人“欣慰”的是，有一个国家曾试图禁止此书。我在前面提到过他的训练营，那里的设计原则就是要确保为失败提供一个合理的机会。

他讲述了他们最早建立的一个营地的故事。那是一个小型的云霄飞车，设计者由绘画能力最好的孩子来承担。然后这小家伙别出心裁地画了一个能跳火坑的云霄飞车。直到贾沃告诉他这种设计不仅不容易实现，而且他妈妈要是来坐的话弄不好还会掉到火坑里去，这才说服这位小设计师心不甘情不愿地放弃了让云霄飞车跳火坑的想法。最终他们建起了一个家庭型的云霄飞车。

贾沃后来建起了一所学校，名字叫Brightworks，吸收了当前以项目为基础的跨学科教育领域一些最杰出的想法。我强烈建议在当地寻找一些愿意把这种类型的指导纳入到自身教学过程中去，或者希望将以项目为基础的学习方式作为核心原则的学校。如果你所在的社区没有这样的学校，那么或许是时候来成立一所了。




你得创造点什么



让自己爱上做东西的途径之一就是制作或建造一个东西，然后送给朋友或家人。如果能够预先在脑子里有一个想法，然后在制作过程中想着那个人的话，那么这样送给别人东西的感觉真是再好不过了。有些活动邀请我去做演讲时，我会谈到如何“让观众变得激进”。这里指的不是政治思想上的激进，而是个人意义上的激进。我会提到本书讲到的一些素材，然后挑战观众们，通过为自己所爱的人做一件东西来参与到这场变革中来。然后我告诉他们一旦把东西送出去，就要仔细回味一下这一过程，对自己以及对送出去的那份礼物产生了什么样的感受。自己做礼物这种方式，同跑到商店去买礼物有着非常深刻的差别。这个行为正是一个人将另一个人激进化过程的一部分。让人们直接为了支持一项事业而去做一件事，同时又带着很深的情感和个人价值去做。送礼物这个方法非常管用，既具有变革性，又能改变人们的生活。

重点在于，不是说为了要让这个礼物对赠送人和接受人都具有重要的情感意义，就必须要对礼物进行设计，或者必须是完全原创的。单纯的修改或者在设计中注入你的一些想法，也可以为这个礼物贴上你的标签。

多年前，我曾经领导一个团队，专门负责在沃尔玛超市和史泰博办公用品店安装交互式多媒体打印亭。这些机器太赞了。只需使用一台激光打印机和一个高级箱型覆片机，立即就能打印出名片、信头、证明信、明信片和标签。我们请了一些世界级的设计师来为我们提供最佳设计。我们有一套软件智能方案，能确保所有用户都可以得到漂亮的卡片和信头。用户所要做的就是将相关信息输入到一开始的表格中，然后开始挑选。程序能自动对信息进行提炼，从而形成一张名片。最后打印出一张专属的定制卡片。的确是一个不错的系统。

其中一个出乎我意料之外的现象发生在我们就购买的物品对人们进行采访时。首先，他们宁愿为每张这样的名片花20美分，也不愿去打印机那里花19.95美元甚至更少的钱买500张普通名片。但是最重要的是，购买人告诉我们他们能自己设计卡片，这件事他们非常喜欢。他们会拿给别人看，然后骄傲地说：“瞧，这是我自己做的。”

这一点让我感到惊讶，因为名片不是客户设计的，是我们设计的；不是他们把卡片做得很漂亮，而是我们设计出了一个系统，防止了他们把自己的卡片做得很丑。然而就因为他们（用精心设定的字体）输入了自己的地址和姓名，选择了一个格式和设计（也是我们为与字体和卡片上的其他内容相匹配而挑选的），顾客们就觉得是他们自己设计了自己的卡片。你不需要种树，你只需要把它伐倒，刨一刨，磨一磨，然后用车床加工一下，用砂纸打磨一下，就会觉得自己能做出一个相框来。不，即使你只是用油漆装饰一下，或者用激光切割机弄一个蚀刻，你也可以骄傲地说：“瞧，这是我做的。”

最近，发生的事又让我对这种现象加深了理解。我们技术工坊经常组织很多合作活动。其中一个是让参与者使用等离子切割机（等离子切割机是一种通过电和空气产生等离子刀来切割钢材的机器）来切割出其公司的标志。然后整个团队在我们的一位梦想顾问的指导下一起焊接起来。一共有30位行政人员来参加这次活动，所以为加快速度，我们预先切割好了28个公司标志。

等离子切割机很有意思：它切割钢材如切黄油，能迅速将钢材融化。活动当晚，一位梦想顾问在所有行政主管面前，将标志上传至电脑程序中，随即按下开始键进行切割。20~30秒钟后，切割好的碎片已经可以入水冷却了。只见滚烫的钢刚一入水，便立即腾起一股浓浓的蒸汽，同时发出滋滋的声响，水立刻沸腾了。为了向行政主管们展示这一过程，梦想顾问接连做了两次演示，然后开始分发预先切好的钢块。主管们却拒绝接受。因为他们想“自己做”。

我几乎失声笑出来。我们拿到了设计，进行了一番测量和准备，安排好机器，设置好机器模式，留给参与者去做的无非就是点击计算机屏幕上的“开始”键，最后用一对钳子夹起碎片，投入水里而已。但是小组成员依然觉得是他们自己“制作”了他们企业的标志，因为“开始”键是他们按的。结果整个活动超时30分钟，就是为了让大家都能站在一旁，看彼此“制作”公司标志。

上述这些表明，你完全可以通过改造已有事物的方式来开启你的创客之路，加上一点你的努力，你的设计，哪怕只是一点装饰，都将在降低难度的同时给你带来许多身心的愉悦。从小处着手，现在就开始创造吧。




软件



要学会玩软件。我是Autodesk的超级粉丝，他们的高级管理团队就是由一群创客构成的。Autodesk素来对待消费软件非常认真，一直致力于使其更加便于设计。消费软件现在包括一款能在智能手机上使用的免费3D扫描应用，以及一个能够在iPad上制造“活物”（creature）的活物制造软件。其简单程度连8岁的孩子都能操纵自如。

正如我们这一代人得学习如何使用微软的Word、PowerPoint和Excel（或者HTML）软件一样，下一代的孩子将能熟练掌握polygons三维建模和3D打印工具。如果能从一些很棒的免费或低成本软件包开始学的话会更加容易，这些软件包有很多就是Autodesk公司开发的。有了基本的软件，再加上使用Autodesk网站、Thingiverse.com或一些不太常用的网站，如McMasterCarr.com上的预设计物品图书馆的权限，你就能参与到人类历史上的下一场伟大变革中去了。




3D打印机



之前我曾用较大篇幅探讨了3D打印机，但是我想在本章再次回到这个议题，希望能把它讲明白。虽然3D打印机性能范围有限，但是对于制作雏形和玩具来说，它们是非常得力的工具，而且它们拥有极大的教育价值。如果想用来玩，在家里自己做玩具或者雏形的话，那么我强烈建议你投资买一台高级点的机器，或者想方设法获得使用渠道。个中乐趣实在是太丰富了。如果和便于使用的软件结合在一起的话，你就可以和孩子一起操作，一起创造一个设计，当天就可以打印出来。我估计，在不久的将来，3D打印机将成为圣诞季的突破性热销礼物。而30年后，你的孩子将会记得，是你让他接触到了一台这样的机器，从此打开了一扇通往未来的大门。




你还可以种点东西



咱们可别忘了生物学。首先，栽培和种植也是创造的一种形式。但是这一点，在全美国只有3%的人口是农民的情况下，已经被我们抛诸脑后了。在屋后的花园里为自己种植一些食物，能带给人们巨大的满足感。既能带来很多乐趣，也是共享天伦的美妙时光。而且这样种出来的食物通常对人体更有益，味道更好，而且也比商店买来的更便宜。

你也可以在自己的社区里建立一个生物实验室。登录diybio.com网站看看，你可以找到离住所最近的一间实验室。我在布鲁克林区为我们的分部搜寻合适的地点时，就找到了当地的一家名叫Genspace的实验室。Genspace位于一栋古老的银行大楼的7楼，是美国第一家达到一级安全标准的开放存取型DIY生物实验室。我去参观时，导游告诉我Genspace已经就自己所从事的活动提前知会了国土安全部（Homeland Security）。这家实验室还成立了一个咨询委员会，专门负责监督安全事宜，只允许从事无害的生物学研究。它还有一群才华横溢的创始人和会员。现在不要说美国，全世界也没有几家这样的实验室，但是由于初步探索型实验室的创建成本非常低，所以我期待着能有更多的实验室涌现出来。如果你拥有一家生物科技公司的话，就应该赞助一家你们自己的Genspace，以此作为公司向社区做外展的一个组成部分。




创客假期



放个创客假期，找间创客空间，给自己预约一些学习的时间吧。很多人都把短假、周末、甚至延长假期奉献给了我们在旧金山的创客空间，还有的人一待就是一两个月。他们先是一等课程表发布出来就报名预约大量课程，然后开始一堂一堂又一堂不间断地上起来。这是融入当地创客社区的一个很好的方式。这些伙计们认识了很多同学，见了大多数的指导老师，而且由于他们一整天、一星期甚至一整月都待在这里，他们也认识了很多员工。他们迅速融入到整个社区结构当中，边看边学，他们或加入别的项目小组，或发起自己的项目，整个期间都常带家人和朋友来，也有朋友度假时来看他们。而这种看望，是了解创客空间日常场景的一种非常有收获的方式。

另一种创造创客假期的方式是在迷你创客嘉年华大会——甚至正常创客嘉年华大会——周边进行组织。我就知道有很多人利用长周末来尽可能地享受创客嘉年华大会的乐趣。旧金山湾区和纽约以及英国每年都会召开创客嘉年华大会。




搬家



我们当中的大多数人都不具备深度投入创客运动的便利性，但是的确有一些人会为了离我们的工坊近一些而举家搬迁。

我今年在德克萨斯州奥斯汀市参加SXSW大会时，就遇到了这样一个人。这位来自西雅图的原微软员工一直盼着我们在南方选一个生活成本低一点的城市开设分部。此后过了没几个月，我们在德克萨斯州圆石城的分部开放了，距离奥斯汀只有20分钟车程。他随即便搬离西雅图，搬到了奥斯汀。不过他有趣的地方在于，我认识的很多人搬家是为了离我们的创客空间近一些，而他不同，他搬家是出于一个总的原因——就是想离一个工作间近一些。这一点和我见过的其他人不同，其他人都有某个与生意相关的特定项目需要他们完成，例如有人从低成本的亚利桑那州菲尼克斯市搬到湾区，是因为他们的项目在别的地方无法完成。能获得接触工具的渠道，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驱动力。




放手去做



选一个你能驾驭得了，且所需工具你已经具备的项目。劳氏公司以及Instructable.com等一些网站都有一整个系列的项目可供选择。你永远都不知道未来会发生什么事。还记得前面提过的蒂娜·拉克丝吗？她本来立志要从事发明，结果最后经营起了一家企业。戴维·朗最初是靠写博客“从零开始做创客”起家的，现在已经拥有了一家自己的机器人公司。

几个星期前我遇见了这样一个人，他梳着长及膝盖的脏辫儿，穿着破烂的牛仔裤，一件皮夹克上却布满了各种令人赞叹的蚀刻艺术。我走过去看他到底在做什么，结果意外发现了一位才华横溢的创业家，正在用激光切割机来制作皮质的狗项圈。他说他给自己做了一个皮项圈，上面装饰着各种各样的蚀刻和铆钉，结果一个熟人想要一个拿去给自己的狗戴。接着当地一家宠物店也想要一些，然后又是另一家。在上了短短一节课之后，现在的他已经靠制作皮质狗项圈来谋生了。没错，一节课。一堂课费用60美元，三个小时的指导费用就少了。

另一位新朋友是一个只想来学做东西的半退休软件管理人员。几个星期之内，他已经可以为孩子的学校做各种各样的东西了：为即将到来的活动准备激光切割的请柬，为校园话剧做舞台道具，接着又为花园搭了一个凉亭，为一场筹款晚会做了个复杂的计算机数控切割而成的玄关。最近，他打算和其他几位会员一起成立一家公司。




LittleBits、Adafruit和Arduino



如果你在创客空间这里得不到很多渠道的话，那么我建议你从一个过渡性的技术领域开始。我的意见是造一架无人机，买一些电子项目，或者去LittleBits为你身边的小家伙们做点事情。

LittleBits是一个从麻省理工学院的媒体实验室走出来的项目，它有点像通过磁铁以一定的排列序列吸附在一起的小型乐高积木，可以让各个年龄段的孩子探索组装电子产品的乐趣，而又无须学会焊接，或者知道很多知识。真的很像电子产品里的乐高积木。只需一个小小的套装，你就可以做出一个蜂鸣器、一个台灯或者其他什么东西，然后连上传感器。轻轻压一下压力垫就会亮起来，如果加一个运动传感器的话就可以改成向它挥手让它亮了。这种套装有十几种互相结合的方法，乐趣可多了。

Adafruit和SparkFun拥有一系列数目繁多的项目，其中一个基本上是LittleBits的进阶版，一路升级就可以成为机器人了。它们是电子产品乐趣的源泉，包括电子时尚配饰。任何人都能在这里找到心仪的东西。而且这两家都是Arduino开放资源式控制器设备的超级支持者。

就复杂性来说，再进一步就是Arduino了。Arduino是一个功能非常强大，而且相对易于使用的平台，它以微控制器为桥梁，通过传感器、引擎等设备将电子产品和计算机，与真实世界相连，从而将一个机器人、传感器和计算机控制的物联网的世界展现在相关初学者面前。虽然有些东西需要学习，但这的确是一个真正强大的设备，甚至美国无线电器材公司（Radio Shack）现在都拥有一块Arduino板。




社区大学



吉姆·牛顿曾经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所大专教过一门“战斗机器人”课程（combat robotics），他这么做是为了能使用学校的机械车间。他总是尽早去，有时甚至比上课提前一个小时，下课后则要继续待很长时间来做他的项目。然后一件有趣的事情发生了。他让他的学生们意识到这位老师不介意他们早来晚走。很多老师是介意的。接下来的一个学期，许多学生又来选他的课。他们已经做出机器人了，所以吉姆让他们做自己的项目。结果再下一个学期，选这门课的同学几乎没人再做课程作业了。

能被授权使用社区大学的工具，这是一个很好的小实惠。不过最终学校还是叫停了这个课程。正如他们所说，好心却办成了坏事。你可以去当地的社区大学上一些木工课、金属制造课或电子产品课，或者在当地大学上继续教育课程。试试看你能发明些什么。就吉姆来说，正是对这些工具的需要促使他最终创立了技术工坊。




骇客空间



你可以加入或者成立一间骇客空间（Hackerspace）。如今这种空间已经遍布全世界。Hackerspace.org网站提供了一些基本操作指南，告诉人们怎么成立骇客空间。不过要小心，有些责任和义务被这些空间忽略掉了，尤其是总体性责任以及指导者的第三方责任险。也就是说如果指导者教焊接方法教错了，结果学生跑出去，烧掉了一栋大楼，或者使别人受到伤害，那么指导者以及主办单位都有可能要对损失承担个人责任。

骇客空间必须承担指导者的第三方责任险，这不便宜。如果该空间能够被纳入本地的教育机构当中的话，这种责任将能得到极大减轻，但现在的许多空间都没有那样的关系或保险。当做东西的热情油然而生时，他们只管冲出去把东西做出来。这是值得赞扬的，但也存在着非常大的风险。所以首先一定要做足功课。如果你能找到合适的空间，并且拥有一份保险的话，那将会给你带来一个非常棒的爱好。




我的故事



几年前，有一次，我快来不及给妻子买情人节（Valentine Day）礼物了。和很多丈夫一样，我也是等到最后1分钟才开始行动。如果我想那天晚上回家的话，就必须尽快赶到机场。可我不确定在机场能找到多好的情人节礼物。于是我决定自己做一个。说干就干。幸好我们店里还有很多杂物和废料，我最终找到了一些红色的塑料板子，用激光切割机来切割真是再合适不过。

我上网，找到了一个玫瑰的线条艺术作品，下载下来，然后稍事修改，赋予它一点点格调和装饰。我重新修改了一下设计，好便于我们的激光切割机裁切。如果让我想的话，我还会弄一个支架。幸运的是，激光切割机的使用预订表上正好有一个空档，于是我立即抓住这个机会。加上了一句“我爱你”的情感表达，一个昵称，然后就开始切割，结果第一次就成功了。整个过程只花了20分钟，还给我留了20分钟的机场时间。正好可以用来给这份礼物找一张空白卡片。

那天晚上，当我回到家，把这份情人节礼物送给妻子时，我顿时成了她的英雄。这次又学到真理了。自己亲手做的有意义的东西，是要比一打玫瑰花、几磅巧克力或者一顿豪华大餐更感人的。到现在妻子依然把那朵小小的塑料红玫瑰和那些对她最有意义的纪念物放在一起。

这是一场你会想加入进来的革命。它不仅会改变你，它还有能力改变你周围的一切。




结语



我们此刻正站在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创造力、知识生产和创新力的大爆发基础上。我们的确是站在了伟人的肩膀上。在我们的周围到处都有时代的证人，他们正期待看到我们在未来10~20年的时间里会带来哪些深刻的变革。至于名字，你叫它什么都行，下一场产业革命、创客运动、创造性革命、第三次产业革命……不管叫什么，等它结束时，历史会给它一个公正的命名。现在真正的问题是，你打算何去何从？

我号召你加入到我们的队伍中来。参与方式有很多。你可以在这个星期就踏上自己的创客旅程，也可以为别人做一样东西然后送给他。这个经历会给你们双方的人生带来改变。而你也将开始感受到与内心深处的那个创客对话所能释放出的巨大能量。

如果你愿意的话，我还要邀请你变成一名战士或激进分子，为我们的运动提供广泛帮助。创客通常需要很多很多的帮助。我们带给世界的信息才刚开始传递，要想完全发挥运动的影响，还存在大量的政治、社会、教育和结构性的问题亟待改变。我有信心，没有什么能阻挡它的脚步，总有一天它会在世界范围内成为一股推动创新的群众力量，这一点它当之无愧。

这里真正的问题是，这个过程需要多长时间？埃弗雷特·罗杰斯（Everett Rogers）在他有名的作品《创新的扩散》（Diffusion of Innovation）中确认了这一进程，并指出了一项重要创新成果从形成到应用所需花费的时间。通过对多个领域多种创新成果的研究，罗杰斯发现了创新成果传播到目标人群中去的一个基本轮廓。他还表示，要想让一个创新成果全面融入到目标人群的生活中去，通常需要整整25年的时间。我最近参加了一个专题研讨会，会上提出，由于现代通信技术的发展以及谷歌、互联网的出现，创新成果传播的速度可能会加快。关于这一点没有提供相关数据，只是理论假设。你所能做的关键一点是帮助提高创客运动中的各种创意传播的速度。今时今日，面对这么重要的一场运动，我们实在不能再等上25年了。



趋势



我们今天所生活的时代，一切事物的变化都变得前所未有的快。变革的速度确实在加快。说到这儿我要感谢我在太空总署奇点大学的朋友们，是他们帮助我更深刻地理解了这一点。雷·库兹韦尔（Ray Kurzwell）的作品《奇点临近》（Singularity is Near）是奇点大学的基础。无论雷还是我的朋友都向我指出，现在有一批数量惊人的科学技术和趋势正呈现出飞速发展的曲线运动。从理论上说，这种曲线应该是对数性质的，即在一段时间内呈现性能上的重叠。摩尔定律是关于曲线的最有名的理论，但是雷提出的内容要多得多。许多惊人的曲线聚合在一起的结果，就是科技正呈指数增长。大家对信息技术都很熟，而对于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屏幕技术、遗传学等见证了这种指数增长的领域则了解较少。

作为人类，我们的大脑先天不擅长理解非线性的生长速率。我们经过了一番痛苦才最终能够计划它们，利用它们，理解它们，并想象一个在它们影响下的未来。奇点大学的全部课程和实验就是被设计用来帮助人们培养指数思维方式的。

当你把这些作者有关技术变革的看法，与通过开放软件、开放硬件、软件孵化器和创客空间所获得的技术获取渠道，以及拥有推动跨行业创新所必需工具的人群数量的指数增长相结合时，你就能看到无限的机遇。



政策



创客运动以及非线性科技进步所蕴含的政策含义是巨大的。如果我们认为制造业是经济生活中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的话，那么各种便于使用、功能强大而价格低廉的工具的分布和传播对于每一个工业化的经济体来说，都具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对那些希望能利用即将到来的跨领域科技优势发挥影响的经济体来说尤其如此。如果只是坐等市场和普遍社会意识去自然而然地构筑一场运动，并在这个新世界里有机地开展组织，那么这种方法既不利于政策，也不利于人类。只要对正确的部门进行小心的投资和合理的干预，我们所设想的美好未来还是可以提前到来的。

目前美国有多个价值数十亿美元的项目正在进行中，试图加速能源、洁净科技、生物技术、纳米技术和高级制造领域的发展。用同样的钱，我们可以建造一千家创客空间，让一两百万个最具创新力的人才利用业余时间来这里钻研。或者我们也可以指导图书馆将他们的经费用来支持创客空间的会员制度。有些作者建议我们与图书馆共同主持空间活动。这个主意倒是很有趣，不过焊接机和激光切割机的使用可能会为图书馆招致更多的火宅，所以我暂时不太想把一整个创客空间放到图书馆里去。图书馆方面所持的态度和路径也与此相似。

美国的整个教育系统都是过时的——它身处一个瞬息万变的世界，却是为了一个已经不存在的世界而建的。我们迎来了一个无与伦比的机会——同时也是责任——来探索在一个完全网络化、互联网驱动、创客空间助推的世界里，教育到底意味着什么。培养创新人才和科技创业者，应该是教育的首要职责之一。

美国政府应该成立一个创客公司（Maker Corps.），就像其他公司一样，美国服务队（Americorps.）、和平队（Peace Corps.），即通过政府资助，来帮助那些最优秀、最聪明、最具创新力的人才获得原材料、创客空间以及需要帮助的社区，从而满足真实世界的各种需求，进而改变这个世界。可以在自然灾难发生之后创建，创客们将带着材料、设备、自己的双手以及所受的教育和训练来帮助灾区重建。

我敢肯定你至少能想出半打属于你自己的想法来。所以开动脑筋想吧。



结果



这份宣言当中隐藏了很多非常酷、非常有趣而且通常十分有影响力的发明。在这里仅做一次回顾，或许还会向你介绍两三个我之前没有描述过的发明，一旦你的社区建起了自己的创客空间，那么从中很有可能会出现下面这些类型的项目：桌面型金刚石制造设备、热核反应堆、竹器首饰、世界上最便宜的滴灌系统、GPS启动型氮气检测设备、Square点对点商业银行、DODO保护壳、SFMade组织、A型机器、世界上最快的电动摩托车、世界上最有效的数据冷却中心、CubeSat微型卫星、3D打印机、喷射式背包、时尚周上的竞争者、碳纤维吉他、世界顶级大提琴、Lumio台灯、可折叠独木舟、C型摄像机环带、Oona智能手机架、Better Off婚礼蛋糕顶层装饰物、Hugalopes、一度手表、长颈鹿视频会议远程呈现机器人、ProtoTank雏形设计小组、Driptech，等等。

随着越来越多的制造工具能够为你我所用，随着它们变得越来越便于使用且价格更容易接受，将有越来越多的人获得使用它们的渠道。而随着这一趋势的不断深入发展，新的创新硬件概念的爆发将会在世界范围内发展和传播开来。随着互联网被连接上了更多的设备、传感器、机器人和交换器，控制和催生出了物联网，生产出了节省劳力的设备，以及能减少伤害、提前预告失效，甚至能自我修复的传感器，我们的生活也将变得越来越好。



最后



遍布全美各地的每一家创客空间，一到晚上，就会有最懂发明、最具创新力、最全神贯注和最有创业精神的人聚集在一起学习、见面、教学、创造。他们在开放的空间里互动，交换想法。他们互相给彼此的项目、艺术作品和产品提供帮助，互相向对方学习如何用新的方法使用新的工具。他们上课，主持活动，参加会议，学习新技能。他们在这里结交新的朋友，寻找生意伙伴，发现新的客户，雇用新的员工，得到或提供新的工作。这些空间成为所在城市有史以来最具创新力、最多才多艺的跨领域人才最密集的地方，成为城市里专注硬件领域最佳创意的聚合体。它们成为创造力的大教堂。唯一缺的就是你的参与。

让我在本书的结尾向你发出邀请，请你走出来，到我们的一个分部做一次免费的参观。这里充满了友好的氛围，而我们也乐于分享。不过请一定准备好在参观结束时迎接我们的一个基本问题：你想做什么？做好准备去开发一个全新版本的你，因为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可以改变你的人生，一不小心甚至会改变世界。




关于作者



马克·哈奇，技术工坊（Techshop）共同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前特种部队成员，曾在多家规模不一的公司担任行政主管，主抓创新、颠覆性技术和企业家职能。他帮助艾利丹尼森公司发布Avery.com，随后推动成立全球技术商业部门；在金考公司，他成立了Kinko.com的电子商务部门，并负责管理全美金考连锁店的店内计算机服务部门；作为健康网（Health Net）健康收益网页的首席运营官，马克帮助该公司发布了早期的一个完整健康收益门户网站。

作为全球创客运动公认的领袖、争相追逐的演说家以及有关创新、高级制造和领导力方面的顾问，马克曾经到通用、福特、宝洁、埃克森美孚（ExxonMobil）、卡夫（Kraft）等《财富》500强公司做演讲。他曾出现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和哈佛大学这样的名校，也经常出席TEDx、克林顿全球倡议年会（The Clinton Global Initiative）、美国外交关系协会（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和奇点大学举行的各种活动。

马克曾出现在ABC（美国广播公司）、CBS（哥伦比亚广播公司）、NBC（美国全国广播公司）、PBS（美国公共广播公司）、Bloomberge（彭博社）、CNN（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以及FOX（福克斯电视台）等多家媒体上，其言论被包括《彭博商业周刊》（Bloomberge Businessweek）、《快公司》杂志（FastCompany）、《福布斯》商业杂志（Forbes）、《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华尔街日报》（The Wall Street Journal）、《洛杉矶时报》（The LA Times）、《旧金山记事报》（The San Francisco Chronicle）在内的多家媒体引用。他曾发表过多篇文章，包括在《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

最近，《旧金山商业时报》（The San Francisco Business Times）向马克颁发了“湾区最受人喜爱CEO奖”。《快公司》杂志在其“谁是下一个”（Who Next）专栏中介绍了他，而创客空间技术工坊也获颁EXPY大奖，即“年度最佳体验呈现奖”（Experience stager of the year）。

创客空间技术工坊作为一家DIY型工作车间和组装工作室，如今已经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工具公共获取途径和计算机制造平台，已开设了6家分部，并计划在未来10年内开放超过100家分部。通过技术工坊，马克提供了世人从未见过的低成本工具获取途径，从而推动了创新工具获取途径的激进民主化改革。技术工坊与欧特克、福特、通用、劳氏公司，以及政府机构如美国国防高等研究计划署（推动高级制造领域的发展）、退伍军人局（在退伍军人培训领域）等合作伙伴一起，致力于帮助这个世界重塑创新和制造业模式，并且已经开始为所在国家的经济发展机遇带来显著影响。

马克拥有克莱蒙特研究生院德鲁克中心的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此前他在加州大学欧文分校获得经济学学士学位。




注解





第1章



1.克莱·舍基（Clay Shirky）在他的著作《未来是湿的》（Here Comes Everybody）中的“免费的失败”（Failing Free）一章中，集中谈到了开放资源型软件以及线上自我组织的社会现象，在这种情况下，实验的促进机制是：发明家先经历快速的失败，结果便会迎来快速的成功。我将这一观点进一步延伸至物质世界，提出产品、劳动力和资本（设备和资源）现在可以通过等价的可自由支配收入来获得。从宏观经济学的角度来说，把资金从对悠闲生活的追求转移到创新投资领域，这种变动的结果便是带来了免费的发明创造。

2.Steven Wheelwright and Kim B.Clark，Revolutionizing Product Development（New York：The Free Press，1992），p.22.



第4章



1.Erik Brynjolfsson，Yu（Jeffrey）Hu，Michael D.Smith，“The Longer Tail：The Changing Shape of Amazon Sales Distribution Curve，”September 2010，p.10.Social Science Research Network.ssrn.com/abstract=1679991.

2.Chris Anderson，“The Long Tail，”Wired October 2004.Available at the Wired archive，
http://www.wired.com/archive/12.10/tail.html.



3.Chris Anderson，The Long Tail：Why the Future of Business Is Selling Less of More（New York：Hyperion，2006，revised edition 2008）.



第5章



1.Eric Von Hippel，Democratizing Innovation（Cambridge，MA：The MIT Press，2006）.

2.Henry Chesbrough，Open Innovation：The New Imperative for Creating And Profiting from Technology（Cambridge，MA：Harvard Business Review Press，2003）.

3.Alan Patricof，“Bring Back the Small Cap IPO，”CNN Money，September 4，2012，
http://finance.fortune.cnn.com/2012/09/05/small-cap-ipo-market/.





第6章



1.
http://longnow.org/seminars/02013/feb/19/makers-revolution.





第7章



1.
http://techcrunch.com/2009/12/01/square-worth-40-million-before-launch/.



2.
http://www.datacenterknowledge.com/archives/2011/12/12/clustered-systems-cools-100kw-in-single-rack/





第8章



1.
http://www.fastcompany.com/1645295/printable-brick-could-cut-worlds-carbon-emissions-least-800-million-tons-year-updated.





第10章





hppt：//www.ted.com/talks/gever_tulley_on_5_dangerous_things_for_kids.html.









结语



1.Ray Kurzweil，The Singularity Is Near（New York：Penguin Group，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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